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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狙击手高超的作战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在战场上将狙击作战的战术发挥到极致？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狙击作战、狙击武器以及狙击战术的发展历程，分析和探索狙击战的精髓所在，及其在常规战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书内容通俗易懂、资料翔实，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适合军事爱好者阅读和收藏。对广大爱好军事知识的青少年而言，也是一本很好的科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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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狙击？

狙击，是战争中一种极其有效的战术。狙击手需要有猎人一样的耐心，狼一样不惮于发动进攻的勇气，百步穿杨般的高超射击水准。狙击的成功从不是简单的复制，狙击会面临许多潜在的、突发性的挑战，成功的狙击不仅仅是消灭敌人，还包括能“功成身退”，因此，狙击手不仅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还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心。分划线，本是光学观测和枪炮瞄准器材中用于辅助判定目标性质的基本参照线条。而在狙击作战中，狙击镜中的分划线更被赋予了不平凡的意义，因为分划线背后的目标下一秒钟有可能是你枪口下的猎物，也有可能是须臾间置你为死地的猎手。

狙击从来只是一种战术，谁也不能指望通过狙击改变战争的命运，如果那样，战争反而会变得更加简单，宛如古代的骑士决斗。但，狙击产生的影响也从来不是一句战术作用所能轻言的，因为它对双方士气有很大的影响，它能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包括“最有价值”的肉体，比如指挥官等。所以，很多时候，它却产生了战略性的作用，这并不荒唐，而是取法乎上。





本书是一本系统全面地讲述狙击发展史的读物，通过该书，我们能系统地回顾有关狙击的历史，它包括了战术和智慧的浓缩——精确的狙击需要精密的光学瞄准镜和透过分划线对目标距离和偏差进行准确的判断；它是智力、体力、耐心以及勇气的综合较量——生死一线的狙击不但要一击必杀，消灭对手，也要很好地隐藏和保护自己；它的背后也体现着军事工业的较量——狙击当然需要最好的，或者最合适的狙击枪。本书的意义也许并不局限于此，狙击的哲学也是商业的甚至是生活的哲学，因为商场如战场，同狙击一样，要竞争；除了要有血火与枪炮的对抗，还要有智慧与耐心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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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对狙击手的真实解读

1941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上，狙击手们都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这并非为了自卫，而是为了避免自己活着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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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漫长的人类战争史，自可投射武器出现时起，人们就一直致力于作战武器的改进，研究怎样将手中作为兵器的石块、箭矢乃至子弹、炮弹发射得更快、更远、更准确。历史上最早的狙击出现在何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西方人普遍认为，发生在公元1199年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理查一世之死是历史上最早的成功狙击战例。当时一个名叫彼得·巴索（Peter de Basle）的来自瑞士的雇佣兵弓弩手在仔细瞄准后向远处的理查一世射出一箭，正中其肩窝，不久理查一世便因为伤口感染而死。这种远距离的精确射击是十分罕见的。公元1520年，一名叫雷奥纳多·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士兵在佛罗伦萨围城战中使用手中的步枪进行过远距离射击尝试，但没有详细史料支持这一例子，公元1527年，意大利神射手本维努托·塞里尼（Benvenuto Cellini）在罗马围城战使用一支笨重的火绳枪将波旁统帅射杀于自己枪下。

塞里尼认为战斗当天的大雾给他的瞄准造成了很大困难，能够一击致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运气。的确，这类成功狙击的记录在当时的战场上也很少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士兵装备的滑膛枪根本不适合作远距离精确射击。不过这并不影响当时枪法好的士兵们在战斗中伺机使用这种战术。16世纪的德国和荷兰军队在作战中都有类似的有组织射击的尝试，而在这些国家，民间的射击比赛非常盛行，这正是狙击作战的良好基础。德语“scharfschützen”和英文“Sharpshooter”一词就是来源于这些枪法出众的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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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45年英国火绳枪兵的形象。当时装备的是.50口径的滑膛枪，由图中可以看出，火绳枪和现代步枪的外型已经相差无几


 狙击的起源

到了18世纪晚期，在印度的英国官兵寄往家乡的信中出现了“Sniper”这个词，相信这是“狙击”一词最早的起源。“Snipe”是指生活在当地的一种猎禽，这种猎禽的羽毛上有黑色的斑点，体型纤小，飞行快速敏捷，是猎人们很难击中的目标。在当时如果能用燧发枪击落一只飞行中的这种鸟，在旁人眼中就算得上是一名神枪手，也就是“Sniper”，这也就逐渐演变成18世纪中期当地和英格兰、苏格兰等地的一项运动，而且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非常盛行，人们称之为“Sniping”。但在军事术语中，人们把枪法出众的人称为“Sharpshooter”或“Marksman”，而并不是“Sniper”。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即“Sniper”一词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出版物里，从那时起人们才把装备了安装有光学瞄准镜步枪，处于隐蔽位置射击军事目标的士兵称为“狙击手”。


TIPS

狙击手指哪些专职于隐匿行踪，并能够于远距离精确射击的士兵。一般使用狙击步枪，利用良好的伪装藏身于隐蔽位置，对长远距离的特定目标进行射击，往往要求一击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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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所许具备的专业技能是多方面的，所经受的训练也是高强度的。以美军为例，在正式成为一名军中狙击手前，超过三分之一的学员将会在训练和选拔中被淘汰。反过来说，要想最终通过选拔，必须熟练掌握一系列复杂的作战技能，具备包括野外生存、伪装、转移、观测、识图、通信、情报搜集以及精确射击等突出能力，使自己能够适应野战环境下（有时是在敌方战区）独自作战和生存的能力，还要有良好的纪律性，具备在恶劣环境下长期作战时所必需的出众耐力和韧性。狙击手还要求掌握良好的测距技术，在800～900码（1码＝0.9144米）距离上的估算偏差必须控制在数英尺内。除此之外，对风力风向、温度和湿度以及目标的移动状况的判断也同等重要。而在所有这些必要的能力中，射击技能更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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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狙击手必须具备在恶劣环境下长期作战时所必需的出众耐力和韧性

在非常接近敌军的地域独自作战和长期埋伏，所造成的生理上的紧张是非常大的。交战双方对自己的战友或长官被冷枪射杀怀有极大的仇恨情绪，而找到并消灭对方狙击手又极其困难，往往还需要呼叫炮火支援、坦克进攻或空中打击，所以敌方的狙击手在投降被俘后被就地处决甚至残杀也较常见。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有不少步枪手被俘后悲惨遭遇的记载，南北战争期间也有不少。参加过加里波利战役的前澳大利亚士兵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曾提到：土耳其人对俘获的联军狙击手毫不留情，全部用刺刀刺死。1944年，盟军在法国迅速推进时也曾俘获不少德军狙击手。一名前英军狙击手回忆起当时情景时提到，一名德军狙击手看来是耗尽了弹药，他将手里的步枪从自己藏身的房子窗口扔了出来，然后高举双手从房子后门走了出来。一名英军军官的手下有不少都是死于德军狙击手枪下，出于愤恨，他快步上前拔出手枪将其一枪击毙。1941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上，狙击手们都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这并非为了自卫，而是为了避免自己活着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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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狙击小组

那么，为何士兵们对敌方狙击手如此痛恨和惧怕，又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寻找并铲除他们呢？答案除了因为狙击手枪法高超以外，还和复杂的战场心理学有很大关系。普通的步兵，从参军入伍时起就明白，战斗中的生死存亡都是无常的宿命，是个人左右不了的。当自己的战友在战斗中战死或负伤时，多数人会很快接受这个事实并告诉自己：“这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下一个牺牲品会是自己，因为总会觉得自己的运气会比别人好些。然而，狙击手的存在改变了这一切。在敌狙击手的视野里，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战争在一瞬间转变成个人之间的对决。可以预见，敌人的子弹会从几乎看不到的远处射来，并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命中目标，所以前线士兵在意识到有敌狙击手在附近时多半会感到巨大的恐慌。而另一方面，狙击作战有时并不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发生，而是双方士兵自以为较安全的后方，对于那些曾在狙击手火力威胁下作战的士兵而言，这无疑是最紧张和痛苦的经历。

肯·卢科维亚克（Ken Lukowiak）是一名曾参加英阿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老兵，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一段遭遇敌狙击手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我们刚刚翻越一段灌木篱墙，然后向左侧转移时，一颗子弹突然从我脸侧呼啸而过。距离实在是非常近，我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这颗子弹。所有人立即卧倒并爬到篱墙下寻找掩护。这时有人大喊：敌人在哪？有谁能看见？这时大家开始小心地探出篱墙向附近张望，但除了空旷的原野什么也没发现。这时又传来一声惨叫，汤尼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击中倒地。有人大叫“有狙击手！”此时此刻，一阵巨大的恐惧感涌上我心头。如果敌人的狙击手能击中篱墙后的汤尼，那也能击中我！子弹会击中我的额头还是胸口？想到这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拼命的克制住自己不去想这些，并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如果自己注定会被击中，那也是逃避不了的事……”

这是一段相当生动的描述，没有什么比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目标时所带来的恐惧更能震撼一名战场上的普通士兵。战争对于多数普通士兵们而言无非就是执行命令，尽量驱赶自己内心的恐惧，以最小的代价去完成战斗使命。但狙击手有所不同，由于其作战使命的隐秘性，狙击手一般不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任务和去向，因此得到了“冷血杀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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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手的作战任务往往带有很大的隐秘性

有意思的是，狙击手们在自己的军中也同样不受欢迎。人们对狙击手的反感在人类的历次战争中都得到了延续，这和人们对狙击手的特点不甚了解有很大关系。狙击手们在人们眼中成了不受纪律约束的自由人，对战斗的胜利贡献不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似乎狙击手们根本不懂得掩护战友。这种反感有时体现得十分明显，有的士兵发现狙击手来到自己身边时多会起身离开另寻别处安身，平日里的娱乐活动也很少让他们参与。以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堑壕战为例，狙击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惹人讨厌。因为他们的射击活动无不招致随之而来的敌方火力报复，这往往又给自己的部队带来巨大的伤亡，这在大批处于防守位置的士兵们眼里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和战场上的普通士兵有所不同的是，狙击手由于作战使命的特殊，通常可以由自己决定目标的生死，甚至自己的生死也可以很好的掌握，这在其他士兵眼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战场上战斗过的前英国狙击手弗雷德里克·史莱斯（Frederick Sleath）就认为：狙击手与普通士兵很难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活动完全有别于其他人，这使得狙击手们与身边的普通士兵显得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也就容易给他人带来不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名德军狙击手曾提到自己信奉的教条，那就是：一旦目标出现在十字准星中央就毫不犹豫的开枪，而根本不去理会那人是谁或是正在做什么。狙击手多是志愿者，而很少是由其他作战单位里枪法出色的人挑选而来。他们的性格多半平和安静，处事小心谨慎但意志非常坚定，对于狙击手的职业特点而言，多愁善感和优柔寡断是不允许的。而且，狙击手们虽然有的爱少量饮酒，但极少有人吸烟，因为吸烟的习惯会降低其控制和调整呼吸的能力和瞄准射击时的精确度，对恶劣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也有很大影响。这些看似与多数士兵们不同的习惯也使狙击手很难将自己很好地融入陆军步兵这个大集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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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陆军狙击手学校学习的美军士兵

如果说一场战役的成败取决于狙击手的使用，那无疑是夸张说法，但狙击作战对交战双方的作战发挥的确意义重大。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士堡战役期间，两名隐藏在一座小山头的南军神射手接连击毙两名北军军官并重伤一名，此外还击毙另外4名北军高级军官。这在当时的北军军营中立即引发了恐慌，北军很快调集炮兵向狙击手可能藏身之地猛轰一气，但毫无收效。狙击手在战争中的出现随即给世界各国陆军带来两个新的问题，一是如何发现对方狙击手，二是如何将其消灭。“反狙击”的出现，就是应解决寻找并消灭敌狙击手而生，这也成为各国陆军部队重要的训练科目。只有先让对方的狙击手消失，才能有效执行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而这也是狙击手最重要的战术使命之一。虽然前文提到狙击手们在自己军中多少有些不受欢迎，但有趣的是，反制对方狙击手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动自己的狙击手——这个道理所有士兵都明白。这又使得普通士兵们对狙击手又有些依赖。在战斗中如果有人被敌狙击手击中，士兵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叫狙击手到这里来！”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狙击手老兵认为，每除掉一名敌军的狙击手都意味着挽救了不少战友的性命，这是那些对狙击手有偏见的人所领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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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瞄准镜

那么，普通公众对军中狙击手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以西方国家为例，狙击手的作战使命和活动无形中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外界很少透露和发布相关的细节和深入报道。以较早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为例，仅在3份报纸上找到了描写狙击手的文章，而且都是在州一级的报纸上。其中只有一篇文章对狙击手进行了访谈并配发了照片，对象是一名英军现役狙击手。其实，现役狙击手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报道的，更不愿意自己的照片被媒体出版刊登，他们害怕招致公众对自身角色的误解。而公众对狙击手其实并无多少反感和批评，他们认为，狙击手是对普通步兵的一种很有必要的补充，狙击作战对敌人而言也是十分有效的报复手段。一位曾在1944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服役的英军狙击手的妻子回忆当年情景时提到：

“德国人的空袭昼夜不停，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在轰炸中死去，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朋友们知道我的丈夫在部队里是名狙击手，他们常对我说：‘告诉他，多干掉几个敌人！……”

给军中和外界造成的印象如此不同，狙击手们倒也安于现状，根本无心去改变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只是始终如一的履行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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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美军狙击手


 狙击手的内心世界

那么，狙击手在作战中是如何展现自己杀手本质发出致命一击的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狙击手的个性品质、必备的专业作战技能和敏锐的判断力。在狙击手作出扣动扳机的决定前，往往要抵制一系列复杂的情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前英军狙击手查理斯·布里奇（Charles Burridge）永远无法忘记他在第一次开枪击中一名德军士兵的瞬间，从瞄准镜中看到的对方脸上出现的惊恐表情，这也成为他在其后几十年里挥之不去的梦魇。但也有很多人的观点较为冷静和注重实效。弗朗西斯·米勒（Francis Miller）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军狙击手，此人同其他狙击手的态度就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自己在战场上“狙杀德军士兵就像外出狩猎一般平常”，这类狙击手在作战时受情绪影响很小，狙击成功与否都不会给自己的情绪造成很大波动。前美国陆军中校约翰·乔治（John Georg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狙击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瓜岛战役中击毙第一个日军士兵时的情景：

“瞄准镜的分划线中出现了一个日本士兵，我估算了一下，距离大概是320米（350码）。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瞄准他的胸部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胸而过打在他身后的沙地上，激起一片尘土。当时的确切想法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第一次亲手杀死了敌人，只是有些击中目标后带来的兴奋……”

对于绝大多数狙击后而言，战斗中开的第一枪是值得自己好好回味的，因为这是之前数个月里反复练习和艰苦训练的成果。而即便是对于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狙击手来说，有的战斗任务对自己也是很大的挑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丹尼尔·卡斯（Daniel Cass）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绳岛战役，他当时接受过的一个战斗任务是利用山头的地形作掩护消灭日军的机枪火力。当时二者之间的距离在约合1100米左右（1200码），卡斯之前从未在这样的远距离上尝试狙击。但是由于当时美军在进攻中伤亡很大，他别无选择，只能运用自己的狙击技术处理这一难题。卡斯后来回忆道：“我一边抹着脸上的汗一边告诉自己没多少时间了。深呼吸后，我端起枪瞄准了远处的一名日军机枪手，通过瞄准镜估算着当时的距离和风力。当身边的卡特告诉我可以射击后，我扣动了扳机。日军的机枪火力顿时停了下来，可以看到几个身影像老鼠一般从机枪掩体中四散逃出。我注意到山下的陆战队士兵们在向我们这边挥手致意，我想我应该是打中了，这一枪还真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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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作战任务要求狙击手有超强的心理素质

当然，有的狙击手认为狙击是满足各种不同作战目的的技术活，而有的却认为问题没那么简单。前英军狙击手哈里·弗尼斯（Harry Furness）的第一次成功狙杀给他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那次的射击完全是出于本能：

“一小队德军士兵从我面前的街道上快速穿过，我来不及多想立即端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当然我没忘记打一点提前量，因为这些人跑的很快。枪声响后，那个人摔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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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军狙击手哈里·弗尼斯（Harry Furness）

这场短暂的战斗结束后，弗尼斯可以平生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自己的战果。弗尼斯和战友们一起击退德军后走上前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德军下士的脸，那是个“有着一头金发和英俊的面容的年轻人”。这次的经历并没有给弗尼斯带来多少兴奋的感觉，反倒被描述成了一种痛苦的回忆，使他在其后的岁月里很少向他人提及。几十年后在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时，他仍然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在20世纪末期发生的几场军事冲突中，技术的进步使得狙击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提高，人们对于狙击手的期望值也随之提升。现代战争的作战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融合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单就步兵战术而言就较之前几场战争有了很大变化，敌我战线的态势也更不固定，甚至连敌我目标的识别有时都成问题，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冲突中。索马里冲突中的美军狙击手就常有这样的困惑，他们常因为无法确定目标性质而无法开火。而一些类似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局部战争近年来日趋频繁，不少国家和地区成为战争高危区，有的变成了狙击手活跃的热土，如车臣和战后的伊拉克。在这类局部战争中，携带必要的食物、弹药和通信器材的狙击手常被用来执行秘密任务，有时由直升机投放到目标区域对敌进行有效杀伤。狙击手们都清楚且任务失败是无法得到支援的，所以这类任务危险性极大。但如果给养充足、计划周密，狙击手通常可在敌占区活动数天到一周以上，在此期间还可将收集到的情报发回总部，顺便进行一些破坏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狙击作战活动往往得不到官方承认，所以无论一名狙击手有着怎样的背景，必要时都是可以牺牲的。

尽管任务艰巨，但狙击手们执行任务时多半坚定不移。索马里冲突中的两名美军狙击手——加里·戈登（Gary Gordon）和兰德尔·舒格哈特（Randall Shughart）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仍赶去营救一架被击落的直升机上的机组人员，最后不得不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应战直至战死，最后二人均荣获美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其战斗经历也被改编成一部好莱坞影片《黑鹰坠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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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良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摄于2007年9月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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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中的美军狙击手正得到M60机枪的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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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良好的现代狙击手


TIPS

令人闻之色变的狙击手同样也有克星。是谁呢？——对方的狙击手。因此世界各国的狙击手都会谨记：消灭敌方的狙击手，才是自己的首要目标。

受到狙击手威胁的一方，通常采用对可疑方位的火力压制来干扰狙击手的射击，同时迅速接近以寻找狙击手。寻找敌方狙击手的方法包括通过枪声、动植物的动态、子弹的射入角，甚至是猜测敌方可能采用的有利地形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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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狙击手和狙击作战

按照弗格森的话说，“那人在125码外，当时正背对着我，而且手无寸铁，我没有理由向他开枪”，于是乔治·华盛顿得以安然离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未开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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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提到的意大利神射手本维努托·塞里尼的作战经历所反映的那样，16世纪的士兵装备的滑膛枪基本无法进行精确射击，其有效射程只有约90米左右（100码）。不过，同样在那个时代，用于竞技运动和狩猎的步枪情况就有所不同。


 步枪精确射击在欧洲的早期运用

目前知道的出现最早的专业射击俱乐部组建于1466年，地点位于瑞士的卢塞恩，该俱乐部的成员们主要使用弓弩和步枪进行竞技活动。15世纪在瑞士和德国南部城市如慕尼黑等地成立了许多由枪法出众的人组成的小型组织，他们在各个重大节日期间都会组织一些射击竞技比赛活动。如新年期间有“克兰泽尔（Kranzel）”，复活节时有“舒马茨（Schmalz）”，圣灵降临节有“雅科比（Jakobi）”和“甘斯（Gans）”，这类比赛活动在当时十分盛行。为了公平起见，参加比赛的射手们只能使用滑膛火绳枪，而不允许使用其他长身管的步枪及其弹药，每人必须朝3个悬挂着的靶击发24弹，距离大约在200～300步之间（约157～180米），靶子的直径大小约在28～40英寸（约70～100厘米）。历史文献记载了一些当时的射手取得的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射击竞技水平。如在1584年的一次比赛中，参赛选手共有133名，每人击发24弹，其中有40名选手的成绩在20中与24中之间。这样的成绩对于当时那些使用滑膛步枪的人来说已经相当让人吃惊了。在此后发生的几次大小战争中，这些射击俱乐部的成员们也参加了战斗，通常被编入侦察部队执行任务。

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大多数枪炮都是没有膛线的，这对于在73米（80码）以内的距离上用步枪瞄准射击还是非常有效的。前膛装弹的设计虽然无法保证射击的精确性，却利于快速装填弹药和射击。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意识到膛线的作用，但制作膛线的工艺非常复杂，而且造价昂贵，所以直到17世纪早期，使用线膛枪的士兵仍然为数不多。不过，使用线膛枪的神射手开始出现了。1642年至1648年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反对封建王权的战争。在那时已经有装备狩猎步枪的士兵参战，而且也有高级军官被狙杀的记录。1643年3月，英国议会大臣布鲁克（Lord Brooke）在利奇非尔德镇攻城战中的丧命便是一例。击毙布鲁克的两名保皇党人选择了利奇非尔德镇的一个教堂屋顶这一视野良好的藏身地点。其中一人名叫约翰·迪约特（John.Dyott），此人使用的是一支身管很长的火绳枪，而布鲁克当时正在一间房屋的走廊上探出窗外观看火炮射击，迪约特于是仔细瞄准并扣动了扳机。弹丸击中了布鲁克的左眼，使其当场毙命。当时的射击距离接近274米（300码），并不算太远。但是请注意，迪约特使用的仅仅是一支大口径的滑膛枪，发射的也只是一枚自制的铸铅弹丸。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实在是无比精准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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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1594年的一幅荷兰油画。图中可见一名手持火绳枪的军官

在当时，多数所谓的神射手是农民出身，或是那些看守猎场的人，他们高超的射术来自于常年在林场和野外的生活经历，在那个时代也并没有一支由迪约特这样的神射手组成的正规狙击部队存在，这类技艺超群的狙杀记录也很罕见。但在这之后，随着历史不断向前推进，兵器技术的进步对于战争进程和结果的意义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武器的性能上，并为此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努力。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现代步枪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是在美国，但人类使用步枪的历史要更早。1606年德累斯顿的一个军械库的清单中曾有这样的记录：丹麦造猎枪、丹麦造长步枪、巴伐利亚式线膛猎枪、巴伐利亚式长步枪、德绍式步枪、法国造步枪、布伦瑞克式老式步枪、荷尔斯泰因式步枪……可见当时步枪品种之多。步枪为当时各国步兵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射程更远，而且精确度更高。枪管膛线设计的出现，使得弹丸在飞行过程中高速旋转，极大地提高了步枪射击的准确性，使当时步枪的有效射程达到了270米（约300码）以上，几乎是滑膛步枪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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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滑膛枪的射击瞬间

随着步枪的实用性和必要性逐渐为人们所知，早期的欧洲战场上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步枪手部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 II）于1624年为自己的部队配发了一种轻型步枪，使当时的瑞典陆军中配备了步枪的士兵占到了全军的半数以上；根据记载，在1680年的英国，每个骑兵连中装备有8支步枪；瑞士也把步枪配发给了军中的少数几个连队作为精确武器使用，而这些配备步枪的连队也都由当时的射击竞技高手们组成，这些人的作战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狙杀对方的高级军官。在当时的战斗队列里，步枪兵分3排配置，并由长矛兵在身后实施掩护。这种战斗队列在早期的欧洲战场上流行了200年以上。在那个时代，这些神射手常常射杀战场上漫不经心的敌军士兵和军官，起到了很大的袭扰作用，形成了对正规部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补充。但是由于他们人数太少，无法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

不过，人们对步枪的信心从未动摇，步枪作为步兵的首要武器这一作用人们对此从未怀疑过。在1618年至1635年的战争期间，一名波兰神射手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了战争史册，此人在1627年的一次战斗中将手中的步枪直接瞄准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二世的头，但射出的子弹稍微偏低了些，只击中了后者的脖子。这一枪虽然没能致命，但却给古斯塔夫阿多夫二世的余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和德国人一样，荷兰人也有悠久的射击竞技传统，这一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荷兰的枪械制造历史也很久远，产品曾出口到欧洲的许多国家。荷兰、瑞典和德国这些国家在步枪设计制造上起步较早，这也给他们的制造业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带来很大收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第一支在战场上得到规模使用的步枪兵部队来自1756～1763年的7年战争期间德意志联邦军队。德意志民族悠久的狩猎传统培养了大批射术精湛的民间神枪手，这些人在战时担任步枪兵或自由射手在战线的前沿活动，收集敌军活动的情报或以精确火力对敌进行袭扰。他们使用的枪支不长，约在800毫米以内，口径一般较大，有的达到了.75英寸口径。这类步枪都有又重又直的枪托以吸收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而且使用了较多的金属部件。这种步枪逐渐演变成18世纪末的一种标准的线膛步枪，人称“Jä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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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65英寸口径德国Jäger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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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Jäger”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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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制“Jäger”步枪-2

到了1740年，普鲁士的军队中出现了一支由60名民间猎手出身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人称“游猎手”。这支装备步枪的部队身着绿色制服，其作战使命一是掩护侦察部队，二是为正规部队作先导。在其后的4年里，这支部队扩充至两个连，每个连100人。到了1760年则干脆扩充到了一个满员营，约为800人。在条件恶劣的野战环境下，这些游猎手们使用短而重的“Jäger”步枪出没在战场的各个角落，但若是在开阔地带与敌军遭遇，这种步枪装填慢的弱点就变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游猎手们躲在树后忙于装填子弹时，他们对迅速逼近的手持刺刀的敌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在1760年10月发生在史潘道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哥萨克人在一处平原地带包围了一整个这样的步枪营，后者当即被尽数剿灭，这个问题在其后的几场大的战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可见，如果步枪手们被用于执行精确射击任务，那么战术一定要加以改进。

我们知道，古近代瑞士雇佣兵曾以剑术出众闻名，当冷兵器时代结束后，步枪及其步兵战术开始取而代之。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瑞士的陆军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拥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步枪手，这些人常充当他国军队的雇佣兵参加了历次欧洲大陆的大小战争。这一时期对于狙击作战史而言是个举足轻重的年代，由于兵器设计与制造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步枪的特点及其战术使用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于步枪手的能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步兵部队中的步枪手的主要作战使命已经不是射杀单个目标，而是对快速前进的敌军队列进行火力压制。不过，步枪的主要问题在当时依然存在，那就是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许多军事专家认为正是这一因素影响了步枪在战场上的普及。


TIPS

线膛步枪与滑膛步枪的区别如下。线膛步枪枪管内铸有螺纹膛线，使子弹旋转离膛，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和穿透力；滑膛步枪的枪膛内没有来复线，子弹离膛不旋转。当今世界各国狙击步枪一般都是线膛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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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步枪的早期发展

在德意志地区和瑞士等地的游猎手出现不久，北美洲大陆上也出现了类似的部队。当英国和法国在这片大陆上的殖民扩张活动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冲突时，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当时的美国军队和欧洲殖民者军队中都装备了一定数量的步枪，1758年的提康德罗加要塞之战中，仅有6个步兵团装备了步枪，所以数量还极其有限。在1775年至181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军和英军都深刻认识到了步枪的价值，许多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对此都有详细描述。

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人们也有悠久的射击传统，从孩提时代起就得学会射击技术以进行捕猎活动，为自己的家庭提供食物来源。所以对当时的人们而言，瞄准并射中300码外的目标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样的射击技术在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大陆上的几场战争中都受用无穷。在东部地区茂密的森林中，来自早期德国殖民者的老式“Jäger”步枪很不好用，不但枪身太重，而且那么大的口径对于近距离射击完全是不必要的。于是，宾西法尼亚和肯塔基等地的枪械制造工人开始对这种滑膛步枪进行改进。首先，.65英寸和.75英寸口径太大，在装药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改成.40英寸或.54英寸口径可以保证拥有同等的精确度和更远的射程，而且这也意味着士兵们可携带更多的弹药。弹丸的加工也更细致，这样有利于减小风力对飞行中的弹丸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枪管的前后方都加装了准星，枪托也改成一种向下倾斜的造型，并且设计了向内凹陷的圆滑过度，与射手的肩窝十分贴合，射击时不容易产生滑动，使用起来也较为舒适。这就是著名的“肯塔基”式和“宾西法尼亚”式步枪。虽然这些改进意味着增加了枪支制造环节的工艺复杂度，从而影响到新式步枪的大量装备，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进很好地反映了战场上的地形和步兵们的需要，可谓非常成功。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步枪协会进行的一项试验表明，使用上述步枪发射.45英寸口径弹丸时取得了每秒2400英尺的枪口初速！这已经接近20世纪使用有弹壳步枪弹的射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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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美国早期生产的步枪，从上至下口径依次是.40英寸、.53英寸和.50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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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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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式步枪

不过，这种步枪仍有很大缺陷，其火药燃烧效率低，弹丸空气动力特征差，使得弹丸在飞行过程中速度损耗非常大。无论如何，这种步枪在射术熟练的枪手手中仍有令人胆寒的威力，不少英军士兵和军官都因此丧命。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英军服役的乔治·汉格尔（George Hanger）少校在自己的书中描述了一段自己成为美军射手目标的经历：“那个枪手就匍匐在远处磨坊边的某个地方，从容不迫地向我们射击，子弹就打在离我两英尺的地方，我身边的一匹马也被击中……我可以很肯定地说，那人距离我们至少在400码以上！”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战场上作战的危险性极大，以至于开赴北美作战前一些年轻的英国军官都会被告之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后事。原因很明显：普通英军士兵在战场上多半遭遇的是美国军队常规火力的打击，而军官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目标。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狙击手和其他普通士兵从外形上看区别不大，两者装束基本一致，但前者也有自己的特点。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曾对其制服有所描述：

“……前线的这些步枪手的制服看起来是自制的，较为破旧。上衣比较宽松，袖口也很宽大。这种制服多是亚麻布做成，也有一些采用了少量鹿皮，这种衣服在雨天和潮湿的环境下穿起来会很不舒适。在严寒的天气里，士兵们喜欢把手套和子弹带挪到胸前的位置以抵挡寒风，随身还会携带一把斧子和猎刀……”

制服的颜色多是冷色调，或是暗棕色和暗绿色，这使士兵与周围的地形很好地融合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步兵身着鲜艳的猩红色制服和交叉在胸前的白色皮带，这在美军士兵眼里实在是上佳的瞄准目标。美国军队里还有一些民兵射手，这些人往往轻装上阵，执行游猎任务。他们一般自给自足，外出作战时仅仅在背包里携带一些基本的作战装备和生活物品。除了步枪以外，这个背包就是唯一所需。也就是说，只要有食物、枪和弹药，他们就能生存下去并有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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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步兵的形象再现。此人手持一支宾西法尼亚式步枪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军步枪手和狙击手能够得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乔治·华盛顿对此的深刻认识。乔治·华盛顿早年曾在英军将领爱德华·布拉多克（Edward Braddock）手下效力，在宾西法尼亚指挥部队与法军作战。布拉多克将军的部队在与法军的印第安人部队作战时几乎损失殆尽，这些印第安人在森林地区出没无常，大量射杀毫无防备的英军士兵，事后又迅速撤退。乔治·华盛顿对这一时期的作战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1776年6月通过国会授权在宾西法尼亚州组建了使用长线膛步枪的6个步枪连，不久又扩充至9个连。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当时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上校，所以部队又称“摩根步枪团”。摩根上校鼓励自己手下的士兵练习林地作战与精确射击技术，并且建议他们在瞄准英军士兵时要根据对方的肩章或徽标作出身份判断，选择更有价值的目标射击。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术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英军方面就不这么认为，在传统的英军作战条令中，这根本就不是普通步兵需要考虑的事。这种态度甚至在其后的200年里一直存在，直至进入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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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副绘画作品。图中英军军官正在为自己的“弗格森”式步枪装弹，身边黑森州步枪手正与摩根步枪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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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上校

美国独立战争中出现了几位著名的步枪手，蒂莫西·墨菲（Timothy Murphy）就是其中之一，他开的一枪可谓是战争史上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墨菲熟知摩根上校的训诫并且牢记于心，在1777年9月19日的弗里曼农场之战中，他爬上一棵小树，瞄准了远处山头上的一名英军军官，此人正是当时的英军将领西蒙·弗雷泽（Simon Frazer）将军。墨菲的第一枪险些击中弗雷泽将军的坐骑，第二枪命中后者的马鞍，第三枪终于准确无误地将弗雷泽将军击毙。英军因此大为震撼，并随即迅速后撤至萨拉托加。其后美军主动出击，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萨拉托加大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可以引发一场大规模战役，甚至说一个单一的狙击战例也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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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将领西蒙·弗雷泽（Simon Frazer）将军

对于当时的美军狙击手的作战能力，当年的一份报纸有详细描述：

“这个连由130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从小在森林里长大，个性勇敢坚忍不拔。他们个个枪法出众，步枪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利器。下面的事实很难让人相信，但那的确是人们亲眼所见：连里的一对亲生兄弟取了一块7英寸长、5英寸宽的木版，上面钉上一张一美圆大小的白纸，其中一人把它夹在两膝之间，另外一人站在55米（60码）开外。转瞬之间连发8枪，子弹全部从白纸中间贯穿而过！指挥官告诉我们，在他的部队里，至少有50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还有人在战友的头上放个苹果，自己站在同样的距离上能够一枪射中……”

尽管美国士兵的枪法优异，但线膛步枪的使用还是会受到地形和战术的限制。当时的线膛步枪装填和发射速度慢是个很严重的缺点，发射率约为每分钟2发，仅为滑膛枪的一半，在遭遇敌人集群突击时无法有效应付，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乔治·汉格尔少校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

“摩根的步枪团试图攻击我们的轻步兵部队。当他们出现在我军面前时，上校下令士兵们使用刺刀与之格斗。结果美国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士兵有机会开火，其余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去装填子弹。结果我们的步兵们不但抵挡住了美国人的攻击，还将他们驱赶到数英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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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步枪团”的士兵练习林地作战与精确射击技术

说到这里，人类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事件不得不提，它也是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弗格森没有开枪狙击后来成为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他的绅士作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试想一下如果他当时开了枪，那么整个世界历史就可能因此改变。

弗格森对于狙击作战历史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此，他本人还是个机械制造方面的天才，对于枪械的设计制造十分痴迷，尤其是新式的线膛步枪。他曾自费研制和改进了两种新式后膛装弹的线膛步枪，并于1777年向英军高层进行了展示。该枪把射速提高到了每分钟6发，有效射程在183米（200码）以上，性能远远超过当时的滑膛枪。英国政府对他的新枪很感兴趣，并准许他负责组建和训练一支100人左右的部队，使用这种新枪参加在美国的战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发生了不少狙击和反狙击的战例。在1778年10月的国王山战役中，美国人发现，战场上不少战死的步枪手仍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而且都是头部中弹而死，显然都是在仔细瞄准时被对手抢先射杀的。不幸的是，弗格森也在这一年的战斗中阵亡，对手正是使用肯塔基步枪的美国步枪手。弗格森的部队不久就被解散，他的新式步枪也随之销声匿迹。


TIPS


未开的一枪


后来成为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在一次战地巡视中无意间进入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的视野，此人名叫帕特里克·弗格森（Patrick Ferguson），来自英军第70步兵团。弗格森虽然瞄准了他，但当时并不知道当时正处于自己射程中的这个人的身份，他没有开枪。按照弗格森的话说，“那人在125码外，当时正背对着我，而且手无寸铁，我没有理由向他开枪”，于是乔治·华盛顿得以安然离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未开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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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英军对于狙击作战并不重视，所以他们在东部各州的密林作战中吃了美国人很大的亏，而美国狙击手在战斗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例如，1815年1月，英军在新奥尔良遭到惨败，当时的英军以8000人的绝对优势力量进攻美国人的部队，其中还包括2000名步枪手。但战斗的结果是英军阵亡1500余人，几乎全部都是还没冲锋到自己的射程内即被射杀，而美国人仅阵亡60余人，还多是死于炮火之下。更可悲的是，战争在当时其实已经结束，1814年圣诞节时，交战双方已经签署了《根特条约》结束了敌对活动。从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神枪手的意义并不在于将他们作为一般步枪手使用，而是利用他们的高超射击技战术，执行侦察、游猎和狙击作战，这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各国不断消化琢磨和提高认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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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英国海军司令霍莱伊希奥·纳尔逊被对方一名狙击手从大约30米的距离命中胸部阵亡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国会就开始有人提出更换步枪装备的问题。实际上，线膛步枪在那时的美国军队里使用也十分有限，很多军官宁愿使用传统的滑膛枪。不久，对英国人的新威胁诞生了，那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时代的威胁

此时英军装备的滑膛枪自17世纪40年代起就没有太大改进，只是燧发枪逐渐取代了火绳枪，所以步兵武器和一个世纪前比变化不大。步兵战术也是如此，双方士兵都是在开阔地面对面展开进攻，并在近距离上以集群射击的方式压制对方，直到一方被迫撤退。在拿破仑军队的压力下，英国人意识到应该立即组建一支庞大的新式陆军才能有效应付，一些有识的英国军官开始思考他们的滑膛枪存在的问题。

1789年，兵工发展委员会为英国轻步兵和步枪团部队采购了一批为数5000支的产自普鲁士的“Jäger”步枪。这种沉重的短身管步枪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非常流行。尽管当时的英国人打算装备新式步枪，但实际上却并不清楚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型号、口径，甚至用途。其实当时的英军需要的是一种远比其装备的普通滑膛枪射程更远的步枪，于是这次的军火采购在事后被证明完全是个代价高昂的失误，因为这批步枪中绝大多数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而只有少量合格品得以最终配备给第60步兵团。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他们开始在普鲁士的“Jäger”步枪基础上着手进行改进。1799年，伊齐基尔·贝克尔（Ezekiel Baker）提出的一项步枪设计方案获得采纳，并因此得到了一份制造合同。

1780年，第一支“贝克尔”式.70口径步枪诞生。不久，英国人发现更小的口径，如.62英寸口径射击有效性更高，于是之后的“贝克尔”式步枪都采用这种口径。1802年，英国人签订了一份800支“贝克尔”式步枪的采购合同，用于装备新成立的第95步兵团。这种步枪枪管较短，膛内设计了7条膛线，为了减小后坐力还重新设计了枪托，准星和扳机也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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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装备短身管步枪的奥地利步枪手与普鲁士士兵有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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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英军第95步兵团士兵及其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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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生产的两款“贝克尔”式步枪，口径分别为.62英寸和.70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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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贝克尔”式.70口径步枪

拿破仑战争中有数支装备“贝克尔”步枪的英军部队参战，分别是步兵第5营、第60营和第95步兵团中的三个营，这些部队中还有不少人是来自德国的雇佣兵。上述部队可以看作是专门的狙击部队，因为他们挑选士兵的标准远较其他部队高，尤其是注重野战能力和射击技巧。这支部队的士兵们配发了专用的绿色简易伪装背心，而不是极其鲜艳的红色军服。但这支部队规模很小，其训练方式也是着眼于士兵的单独自由作战而不是专业的狙击。在实战中虽然远距离狙击的记录不多，但第95步兵团的托马斯·普伦凯特（Tomas Plunkett）在维拉法兰卡之战中在300码距离上击毙柯尔贝将军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已经是“贝克尔”式步枪的射程极限了。据记载，普伦凯特当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射击姿势，即半躺在地面上将两腿交叉以稳定枪管进行射击。这种射击姿势无疑非常令人不适，但却很有效。当然这也需要很高的技巧和适当的地形，所以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贝克尔”式步枪也得到了使用，但多半是在侦察和游猎战中，许多狙击战例都发生在近距离上，这和140年后的诺曼底战役的情况较为类似。当时交战双方狙击手面对面遭遇的情况较少，但仍有一些记载，一位名叫哈里斯的士兵在他的日记里提到：

“我正在仔细瞄准，一颗子弹突然呼啸而至，我还没反应过来子弹就擦着我的脑袋飞过。我急忙低下头，然后小心地寻找子弹可能射来的方向。这时第二颗子弹又朝我射来，所幸仍然没打中我。不过这次我发现了我的目标，开枪的人就在离我大概20步的地方。我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我迅速瞄准并开枪，那人于是应声倒地……”

在当时，这些射术高超的士兵并没有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而是成了一个个散兵游勇，这与当时任何一名陆军军官的意志都是相违背的。军官们认为，一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与否完全取决于手下的步兵们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下达的命令，而这些士兵往往发挥了过多的主动性。他们不时出没于自己和对方的阵地前沿，利用地形精心潜伏，谨慎地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弹药并耐心地寻找射杀目标，四处袭扰敌军，对敌军造成了心理上的震慑并打击了对方的士气。实际上，这正是一名步兵难得的素质。在滑膛枪的射程以外，配备几名这样的步枪射手专门射杀对方的军官和炮兵的好处无须多言，在敌军高级军官的眼里，这种步枪射手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有趣的是，军官们一开始却仍然不愿让自己的士兵执行这样的任务，认为这有悖道德。随着这种战术成效的不断体现，情况开始有所转变，这些枪法出众的步枪手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步枪团在整个战争中赢得了荣誉和尊重，他们出色的战绩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为人们所称道。他们所采用的战术，即侦察敌军的活动并进行阻滞和袭扰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系列的战术活动对于20世纪现代侦察兵和狙击手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一名法国军官也曾提到：

“我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士兵去寻找这些神枪手，这些人隐藏在树丛和石堆后面，大量射杀我们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们，我自己也因此受伤。可我们拿这些人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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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黑火药的步枪射击时产生的烟气非常大，图为“贝克尔”式步枪开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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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期的步枪手射击时的情景。图中可见，由于步枪的装填速度太慢，士兵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射击时，另一组重新装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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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第95步枪团的一名手持“贝克尔”式步枪的英军士兵。其深色的作战制服有别于当时英军传统的鲜红色外套

在法军的高层里，甚至连尼古拉斯·苏尔特（Nicholas Soult）将军也对英国狙击手印象非常深刻。他在1813年写给法国作战部的一份信中提到：“作战模式起了很大变化，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军官在战斗中的损失太大，经过几次大小战斗后，我注意到有些营级部队的军官甚至只剩2～3名……”

事实上，滑膛枪逐渐被线膛枪取代并非完全出于几次大战中的作战经验，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18世纪晚期枪械制造技术的进步，其根本还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武器制造成为可能。蒸汽机和新的加工机器的诞生使得步枪膛线的加工可以更高效和更快速地进行，成本也得到了有效抑制。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欧洲几个主要的军事大国都为自己的军队换装了新式的线膛步枪。不过，装备一个狙击手远不如训练一名狙击手难度大。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士兵们很少被告之如何在射击前估算距离和风速，战术仍以火力压制为主。这就造成了19世纪后期新的技术被用在速射武器上而不是精确射击武器上的局面。

在这其间，出现了几个意义重大的发明，其一是1814年英国人约舒华·萧（Joshua Shaw）发明的火帽式击发装置，这一装置主要由铜质火帽、引火嘴、撞针和扳机构成，射击时，将铜质火帽套在引火嘴上，扣动扳机，使撞针撞击引火嘴上的火帽从而点燃火药发射弹丸。这种击发装置较为方便可靠，而且受环境影响较小。法国人米涅（Claude-Etienne Minié）的发明则更具意义。19世纪末以前，枪弹使用的发射药一直是黑火药，发射后在枪膛中遗留的火药残渣容易阻塞枪管导致再装填困难。一般在击发十几次后就会出现难以装填的情况。米涅的做法是，把弹丸做的比枪管内径稍小，其底部设计成中空的圆锥形，再用一碗状铁塞堵上，击发时火药气体推项铁塞使弹丸底端膨胀而嵌入膛线。新的击发装置在1840年左右得到了广泛采用。不过，这都没突破前膛装弹的范畴，这种装弹方式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装弹速度慢，枪管需竖直起来才能装弹，枪手易暴露。1835年，普鲁士人发明了后膛装填步枪和带弹壳枪弹，到了1851年，美国人又发明了金属壳枪弹，现代自动武器因此初见雏形。19世纪末期的法国、英国、瑞典还诞生了无烟火药，无烟火药所产生的火药气体压力大于黑火药，因而不仅提高了枪弹的初速，还使得枪的口径可进一步减小，同时，枪膛中留下的火药残渣也显著减少。

为了节省开支，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将现存的燧发枪更换为撞针式的滑膛步枪。但滑膛枪射击精确度低下，而线膛枪的需求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可供替代的枪实在很少。英国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发一种全新的步枪。1851年，英国人仿造并为陆军部队装备了法国制造的“米涅”式步枪，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国人称之为P51“恩菲尔德”式步枪。有意思的事，在这种新式步枪配备到部队之初，士兵们一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还从未接到过这样的命令——“瞄准——射击！”。按照传统的射击方式，士兵们只需端起手中的步枪，然后就可以射击，而很少需要瞄准这一过程。但P51“恩菲尔德”式步枪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该枪最大射程达到了914米（1000码），稍作训练的枪手即可在366米（400码）距离上准确击中人形靶。在英国陆军中，每个连配备6支P51“恩菲尔德”式步枪，并在1846年到1852年间的南非博德角战争中首次得到使用。这些拥有P51“恩菲尔德”式步枪的士兵都是所在的连中最精锐的士兵，他们在战斗中完全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英军士兵维肯斯（Wickens）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敌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立即开火，这迫使他们在914米（1000码）距离以外便开始为自己寻求隐蔽”。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这种步枪的威力，要知道仅在这20年前，士兵们还认为自己在对方183米（200码）步枪射程外活动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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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米涅”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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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森”式步枪的后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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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英国生产的燧发枪，从上至下分别产于1670年、1800年（中二）和1853年


TIPS

19世纪中期的英军士兵怎样正确判断射击距离呢？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在50码距离上，人的面部特征清晰可辨；在100码距离上，人的面部稍显模糊；在150码距离上，人的面部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白色的盘子，而身上制服的细节是没办法分辨的；在200码距离上，人的躯干和四肢可以很好的分辨，但头部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暗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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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掌握并能正确运用测距技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绝大多数士兵仍被训练如何进行火力压制射击的内容上，这只需要战场上的士官们报出距离，然后士兵们奉命射击即可。这种方式便于军官们指挥自己的士兵，也可避免士兵们产生不必要的担心。于是，这种极其短视的教条在之后的战斗中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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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抵抗英军的俾路支人狙击手正准备伏击一支英军部队，而他们自己也正陷入被伏击的危险中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通信手段的进步使得媒体可以报道和记录战争的进程，有不少描述当时战争情况的资料保存至今。克里米亚战争中，新的作战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堑壕战、持续的炮火压制和用高精度步枪进行远距离射击，而这种距离以前只有火炮的火力才能够达到。事实上，在914米（1000码）的距离以外，一个站立着的人在射手眼中的大小比他的枪口准星还要小许多。所以距离并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如何有效瞄准目标。单从军事角度而言，这场战争最大的意义在于迫使英国人和俄国人第一次深刻认识到远距离精确射击的潜力。在克里米亚作战的英军装备的17000支“米涅”式步枪赋予了英军巨大的战术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步兵战术仍是经典的拿破仑式阵列队形，所不同的是，此时的英军已经具备了较俄军更为优势的火力，在防御作战时尤其明显。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作战的俄国军官瑙姆·格布诺夫（Naum Gorbunov）率领的部队就曾领教过英军步枪的远程火力，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连炮兵们都无法解释。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子弹的目标就是四处堆放的弹药箱，而绝不会是我们这些人。不过，几秒钟以后，事实就证明了我们想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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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军正在巩固他们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阵地以防狙击手袭击

资料中还曾有如下记载：当俄国人的军队前进到距离英军防线549米（600码）的距离时，已经开始遭到英军步枪火力的零星射击。但这距离看起来实在是很远，而且不着边际，所以俄国人并不在意，他们保持着队形继续前进……当他们前进到距离英军防线137米（150码）的距离时，英国人的步枪火力如暴雨一般突如其来，俄军顿时死伤一片，士兵们惶恐不堪开始四散逃窜……

从这段文字看，英军对于549米（600码）距离外的目标仍然是无能为力的。这是由于0.7英寸口径的步枪子弹在飞行中弹道不稳定造成的。在射击试验中，这种步枪弹可以在457米（500码）距离上击中6英尺乘以3英尺大小的目标；在457～732米距离上击中目标的概率则只有40％。再者，拥有远距离射击能力和经验的士兵毕竟是少数，但英军中的确有不少官兵曾是经验丰富的步枪手。来自爱丁堡志愿步枪团的戴维森（D.Davidson）陆军上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此人对狩猎和射击怀有浓厚兴趣并经历了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他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都曾提到训练一支专门的狙击手部队的必要性，他认为这和在步枪上安装光学瞄准镜同样重要。戴维森在1864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对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经历和新式的“米涅”步枪的使用作了如下描述：“我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堑壕里做了一个试验，一名步枪手匍匐在地，手持步枪仔细观察远处的目标，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射击；身边匍匐的另一名步枪手则拿着望远镜观察同一个目标，一旦有俄国士兵在视野中出现就提示射击……”

于是，一个完美的狙击组合诞生了，这种狙击模式后来被世界各国沿用至今。这次试验的结果还证明了专用光学瞄准镜的价值，而且还完全可以应用在步枪上。

事实上，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步枪性能超过了新式的“米涅”步枪，而且在战斗中已有应用。曾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官约翰·雅各布（John Jacob）于1845年设计了自己的新式步枪。这种步枪采用双管设计，可发射圆锥形铅弹和高爆弹，射程超过2000码。陆军中尉马尔科姆·格林（Malcolm Green）于1855年返回英国途中取道克里米亚看望自己的兄弟，后来干脆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他在战斗中就使用了雅各布设计的步枪和高爆弹，并用它来狙杀俄国炮兵。格林的兄弟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进入一条法国人占领的堑壕，举枪瞄准了对面732米外俄国人的阵地，那里的几门火炮给法国人的军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几番射击后，俄国人很快就从那里撤走了自己的火炮和部队……”

尽管新式步枪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但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军方都还没有对狙击手和狙击作战的重要意义形成清醒认识。如果不是这样，英国人在狙击武器和狙击战术的运用上将领先其他国家至少半个多世纪。


TIPS

真正的现代狙击小组是美军从越战时期开始创造的两人小组形式，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学习，这两名狙击手各自担任不同的位置——一名狙击手（主射手）和一名观瞄手。狙击手负责对目标的瞄准和射击，而观瞄手则负责观察和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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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美国南北战争与欧洲战事（1854-1914）中的狙击战

当时塞奇威克将军正视察自己战线后方的这个炮兵阵地，他看到士兵们由于惧怕对面战壕里的冷枪而畏畏缩缩的样子，于是大声斥责道：“距离这么远，他们连一只大象都别想打中！”，但是话音刚落便中弹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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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国强化了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强国地位。这一时期，狙击作战的发展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1853年式P53“恩菲尔德”线膛步枪的出现就预示着高精度步兵武器批量生产时代的到来。在这种步枪的生产过程中确立了固定的技术标准，枪支的零部件也实现了可互换互用，这对于枪械制造技术而言是个巨大的突破。

枪支的大规模生产并非起源于英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也成为倡导高度机械化兵器生产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美国东部地区还形成了几个兵器工业中心，如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萨穆尔·科特（Samuel Colt）、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兵工厂等等。机械化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制造意味着人们终于可以大批量地快速生产廉价而精良的武器。无论是熟练还是半熟练工人，都可以不必再用过去那些费时费力的工序，仍能生产出质量堪比当时以工艺精良、价格高昂著称的英国枪支的产品。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于枪支的手工工艺和机械化制造孰优孰劣争论不休，但多数人认为手工制造的枪支性能更佳。这种论断在19世纪40年代前的确反映了事实情况。但机械生产技术的进步缩小了两者间的差距。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到：

“当时美国生产的枪支几乎全是由机械制造，这样不仅价钱便宜而且便于大批量销售。许多在以前手工很难组装的零部件使用机器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完成……”

这样一来，以较合理的价格采购质量优良的步枪就变得容易多了。P53“恩菲尔德”步枪的出现使远距离射击再次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由前文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在很早以前就有民间射击活动，到了19世纪50年代，这种竞技运动发展的更为完善，竞争更为激烈，成绩突出的人将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并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新式步枪的出现也对这类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英国，民兵组织中盛行射击比赛活动，例如一年一度的温布尔登大赛，优胜者将获得女王奖。1890年，比赛地点改在了比斯利（Bisley），这里后来成为英国国家步枪协会的靶场。更有意义的是，热衷射击的选手们为了提高成绩，常乐于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来提高射击的精确度，这对于精确射击技术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19世纪中期的一些步枪已经可以在914米的距离上轻易击中人形靶了。但问题是，在这样的远距离上，人形大小的目标对于肉眼来说已经是个很小的物体，如何有效瞄准就成了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专用的光学放大设备来拓展射手的视野。很明显，这就需要使用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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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使用后膛装填步枪的英国志愿军士兵

[image: ]


安装了“戴维森”式光学瞄准镜的“恩菲尔德”P53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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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式英制恩菲尔德（Enfield）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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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盛行的射击比赛时的情景


 光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对步枪精确射击的影响

和步枪的发展和进步一样，19世纪的光学仪器也比以前更复杂和精密，人们已经制成了可伸缩的望远镜来观察远方的物体。光学技术其实并不是一项现代高新技术，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透镜的放大作用。

1853年，亨利·奥斯丁（Henry Austen）在古亚述王国遗址尼姆罗德城发掘时发现了一块表面经过打磨的水晶石。在研究中发现，这块水晶石是当时的人们用来雕刻石碑的辅助工具，借助它人们可以很好的看清石碑表面微小的文字。古罗马皇帝尼禄（公元54年至58年）也曾用一种名叫“Smaragdus”的工具观看古罗马竞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早期的望远镜，镜片采用的是天然宝石。这究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望远镜，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望远镜的鼻祖——伽利略式望远镜的原理和结构就和这种光学工具类似，但伽利略式望远镜的物镜直径更大而目镜更小，两者之间没有安装其他透镜。这种望远镜提供了有限的放大视野（2倍）。也就是说，用肉眼看在400码外的物体，在望远镜中观测到的大小如同在200码处一样。显然，放大倍率越高，人们在望远镜中看到的影像就越大，射击时也就更利于瞄准。不过，视场也随之受到了很大影响，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伽利略式望远镜而言，其视场为用它看到的物体左右2°之间的范围，这实在是非常狭小的。特别是当目标正在移动时，要用望远镜跟踪它会非常困难。

到了19世纪，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已经采用非常复杂的多重透镜系统实现成像，也就是正像，这需要至少4组透镜。这一时期的光学瞄准镜存在很大缺陷。首先是，聚焦困难。尽管当时已能制作可移动的目镜，但多数早期的光学瞄准镜的目镜是固定的，只有专业射手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其次，视场狭小，只有3°～4°。我们知道，放大倍率和视场范围成反比。也就是说，放大倍率越大，可视范围越小；除了上述问题，分划线的运用虽然给射手提供了很好的瞄准参考，但也随之产生了视差。也就是说，当使用光学瞄准镜时，移动眼睛位置会造成瞄准线和目标相对位置移动的现象，这些都是当时的光学设备制造者们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固定的距离上（如914米），分划线所标示的目标正处于物镜的焦平面上。但多数情况下目标是运动的，也就是说，尽管此时目标仍能很清晰地观测到，但它的实际距离可能随时处在焦平面前方或后方。在实战中表现为，当射手的眼睛移动时，分划线也随着目标四处移动，此时目标就会出现失焦。而且在这些早期的光学瞄准镜中，镜筒是固定的，安装在枪管上方，并且按照特定的射击距离归零调节。这种设计在射击距离不同的各种场合下很不实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发明了可调节的目镜以消除视差，这样射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瞄准镜以适应当前的射击距离。此外，还在枪管上方设计了可滑动的楔形榫头和螺纹钉用于拆卸光学瞄准镜。不过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光学瞄准镜都不具备估算侧风影响的功能，射手们只能通过经验和试射来判断。

无论如何，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时期的光学瞄准镜对于之前只能用肉眼瞄准射击而言实在是了不起的进步，对狙击作战的沿革更是意义重大。到了19世纪中期，光学瞄准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英国的一些枪械制造商，如沃森（Watson）、吉布斯（Gibbs）、弗莱瑟（Fraser）等公司都能研制一些适用于步枪的质量上乘的光学瞄准镜。

19世纪早期的光学瞄准较伽利略式望远镜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在镜头质量和包装材料上有所改进。成像质量只能说是一般，不但造价居高不下，而且不便携带。对于当时的光学设备的生产制造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高质量的光学玻璃的加工难度。普通玻璃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光学瞄准镜，由于普通玻璃物理特性不理想，化学成分也较复杂，成像因此模糊不清而且失真很大。早期的光学玻璃是掺杂了钙或其他碱性成分的二氧化硅（石英）加工制成的，这样才能保证加工过程中冷却成形而不会结晶，而最终制成光折射和聚焦性能较好的镜头产品。光学玻璃生产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生产工艺耗时耗力，镜头的研磨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产品的生产往往跟不上需要。众所周知，早期的光学镜头大批量生产起源于德国。包括瑞士和法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也有少量生产。英国伯明翰也有一家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的生产制造。

前文提到的戴维森上校成为了对光学瞄准镜的发展和狙击作战历史有突出贡献的改革者。他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一返回英国就立即着手开展为步枪设计安装光学瞄准镜的试验工作。他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第一位成功为步枪安装实用型精确光学瞄准镜的人。戴维森在18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英国和印度，很多人都在使用他设计的光学瞄准镜，而且在其后的15年里没有任何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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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吉布斯（Gibbs）公司生产的一种步枪光学瞄准镜

在戴维森的脑海里，为步枪安装使用光学瞄准镜的想法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提到自己30年前在印度的时候就为身边的人介绍过这种方法，但没有提及是否有所应用。也就是说，早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有了光学瞄准镜的概念，甚至可能已有使用。戴维森特别强调了光学瞄准在狩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不但增加了远距离射击时的精确性，甚至可以在平时肉眼很难看见的情况下发现和瞄准目标”。这些早期的光学瞄准镜是固定式的，没有可调节装置，使用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戴维森也承认，“瞄准镜在推入枪管上方的楔形榫头后就无法升降调节，所以只能在较近的距离上使用”。戴维森也因此继续着他的改进工作，并且成功设计了一种可根据不同射击距离调节的光学瞄准镜，这种瞄准镜可安装在P53步枪上。和其他所有早期的光学瞄准镜一样，虽然使用仍然很不方便，而且无法根据风力进行调节，但瞄准镜毕竟第一次拥有了可调节的能力，它的镜筒前端可上调12°。这样一来，该步枪的理论射程就达到了1829米。戴维森还很好地解决了聚焦问题，他改进的瞄准镜设计了和普通望远镜一样可调节的目镜，可根据实际情况前后移动，直到目标成像清晰为止。戴维森认为：“安装了这种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在用于步枪点射、丛林作战和压制炮兵火力时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使用瞄准镜的大口径步枪还可在远距离上发射高爆弹药，对于敌碉堡工事将是巨大的威胁……”

由上述文字可见，戴维森准确地预见了在其后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国狙击武器的发展方向和反器材步枪的前景，实在是个有远大眼光的先知者。


TIPS

光学瞄准镜的最主要功能是使用光学透镜成像，将目标影像和瞄准线重叠在同一个聚焦平面上，即使眼睛稍有偏移也不会影响瞄准点。

通常光学瞄准镜可以放大影像倍数，也有不放大倍数的。而可放大倍数的瞄准镜又可分固定倍数或可调倍数两类，如4×28指的是物镜直径28厘米，固定放大倍率4倍的瞄准镜，3-9×40则是物镜40厘米，可调整放大倍率3～9倍的瞄准镜。一个光学瞄准镜至少有三个光学透镜组，一个是物镜组，一个是校正镜管组和目镜组，还可能有其他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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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美国光学瞄准器材的发展

在光学瞄准镜制造领域领先的是美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国内对于光学瞄准器材的需求要比英国等欧洲国家大；美国人的个性较欧洲人而言更愿意尝试新的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从欧洲国家前往美国的移民中，有不少是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光学制造业的技术工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撞针式步枪逐渐取代燧发式步枪，在步枪上安装高精度光学瞄准镜也成为可能，美国几个主要的枪械生产商都开始了用于高精度步枪的先进光学瞄准器材的研制。当时美国生产的步枪身管较为粗重，有的枪管达到了20磅重，口径为.40英寸～.56英寸间，可安装具有微调功能的光学瞄准镜。在美国，最早在步枪上安装光学瞄准镜的人是谁已经无从考证了，有种说法是在1835年美国东海岸。1840年，居住在纽约的英国工程师约翰·莱特克立夫·查普曼（John Ratcliffe Chapma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试制光学瞄准镜的情况：

“我知道望远镜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应用了，但直到最近才用到步枪上作为光学瞄准镜。我自己也对它作了一些改进，设计出来的光学瞄准镜有一支3.1英尺长、5/8英寸口径的镜筒，重10盎司。镜筒由铁皮加工制成，连接部件用黄铜焊接加固，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对其影响不大……”

查普曼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他为新的光学瞄准镜的设计改进和制造付出了15年的精力。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莱曼（Lyman）、尤那托（Unertl）、史蒂文斯（Stevens）等公司的光学瞄准镜仍在生产和使用。对于光学器材产业来说，符合要求的玻璃材料的供应是很关键的。美国在这方面非常幸运，不但拥有一大批光学玻璃制造厂商，而且有多个枪械制造厂商相互竞争，而他们又都热衷于光学瞄准器材的设计和改进。摩根·詹姆士（Morgan James）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主要从事枪械设计制造，坐落在美国纽约州尤蒂卡市，曾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如何在步枪上安装使用光学瞄准镜。摩根·詹姆士公司非常重视枪械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对瞄准镜镜头的破坏作用，所以花了很大气力研究如何有效固定和保护瞄准镜镜头以避免射击时造成损坏。同时，摩根·詹姆士公司也是北美大陆第一家研制出可内调光学瞄准镜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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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尤那托（Unertl）公司生产的一种8倍的步枪光学瞄准镜

查普曼的设计给摩根·詹姆士公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得到查普曼的同意后，摩根·詹姆士公司在1845年到1865年间设计开发了“查普曼-詹姆士”（Chapman-James）式光学瞄准镜。这种瞄准镜每只零售价为20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同等价位下能买到的最好的光学瞄准镜了。相比较而言，当时最精良的霍肯（Hawken）式步枪每支售价才25美元。遗憾的是，查普曼大大忽略了对自己设计发明进行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很快其他公司就进行了仿制生产，很多不具备光学器材生产经验的公司也竞相仿制，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因此良莠不齐。当时在尤蒂卡还有一位乔治·H·法里斯（George H.Ferris），此人曾为摩根·詹姆士公司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光学瞄准镜的开发生产。1859年，法里斯自己也开始生产和销售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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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精良的美制“霍肯”（Hawken）式步枪

另一个对光学器材领域有着重大意义的名字是艾尔文·克拉克（Alvan Clark）。艾尔文·克拉克于1832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父亲是一位电器制造商。艾尔文·克拉克曾从事光学镜片和透镜的研磨加工，并开发出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优秀的大口径天文观测望远镜。在对他的望远镜产品进行测试的过程中，克拉克还首次发现了天狼星伴星（Sirius B）。克拉克对光学瞄准镜产生兴趣纯粹是出于偶然，但他在光学器材设计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使得他能够制造出非常精良的光学瞄准镜产品，这种瞄准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清晰视场，售价也非常昂贵，不过产量并不大。审视这一时期的光学瞄准镜生产技术，虽然放大倍率已经达到10x或20x，但缺陷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视场仍然非常狭小，只有3°～4°。此外，镜头采用固定设计，所以无法变焦调节。安装这种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在射程已知且固定、光线条件良好的射击竞赛中是很适用的，但军用就不大合适。在目标快速运动和环境复杂的战场上，这种步枪几乎无法瞄准。不过，当美国内战爆发时，安装这类光学瞄准镜的步枪仍在战斗中得以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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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文．克拉克（Alvan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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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1854年美国的一支.45口径狙击步枪。该步枪属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第19马萨诸塞团中的狙击手

1855年，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市的威廉·马尔科姆（William Malcolm）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光学瞄准镜进行了大量的改进。马尔科姆是一位苏格兰商人的儿子，从小立志成为一个机械工程师。他的生产技术成为其后50年里光学瞄准镜生产的标准。马尔科姆设计的光学瞄准镜采用了整体镜筒，摈弃了先前的焊接和拼装工艺，这样一来生产出来的光学瞄准镜更坚固耐用，镜头不易脱落。镜筒较长，甚至超过枪管6英寸，内径0.5英寸。马尔科姆的镜头是第一种完全消除色差的镜头，成像效果有了很大提升。视场也有很大拓宽，成像外围边缘锐利，色彩真实。镜筒通过螺钉与铜制支架连接安装，射击时可根据需要调节。更重要的是，目镜和物镜也都是用螺钉与镜筒卡槽连接安装的，通过螺钉的松紧就可以将镜头前后移动从而实现变焦，可达到最大20x的放大倍率。马尔科姆还致力于解决风力偏差补偿的问题，他取消了瞄准镜前端的楔形榫头，并设计了侧向的调节钮，这样可以根据风力情况对瞄准镜进行细微调整。

马尔科姆设计的光学瞄准镜在射击实验中体现出了很强的使用性，而且出现的时机相当精确。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迫切需要为自己的狙击手装备高精度步枪。南北战争集中体现了19世纪兵器工业的最高技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铁路物资和人员运输、观测气球、火炮集群射击、后膛装填步枪都得到了使用。由于线膛枪的普及，拿破仑时代的步兵阵列战术已经彻底终结。更重要的是，狙击手和狙击战术第一次得到了正式运用，南北双方都坚决贯彻了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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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马尔科姆（William Malcolm）1859年制造的一种光学瞄准镜安装结构


TIPS

光学瞄准镜的起源

瞄准镜或称光学瞄准装置，其起源已经很难考证。据说在19世纪以前，火器上已经有了望远镜式的瞄准装置，可用于在弱光条件下的瞄准。到了19世纪40年代，一些美国枪械技工就开始制造带光学瞄准装置的枪械。1848年摩根·詹姆斯设计的与枪管同样长度的管形瞄准装置后半部安装了玻璃透镜，并有两条用于瞄准的十字线。后来，类似的瞄准装置在美国内战中得到应用。但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瞄准镜，则诞生在1904年，由德国的卡尔蔡司研制，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瞄准镜开始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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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狙击手

战争爆发时，南北双方都装备了大量的步枪，而且多数都是0.58英寸口径的撞针式线膛步枪。北部联邦拥有不少象斯普林菲尔德这样的兵工厂，所以能够大量生产质量上乘的“斯普林菲尔德”式线膛枪，北军也就成为最早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战场狙击手的军队，这大大得益于一名实力雄厚的发明家——海勒姆·伯尔丹（Hiram Berdan）的资助。1861年8月的一份《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伯尔丹的文章，文中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美国拥有不少枪法出众的步枪手，他们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在军中，他们组成班级建制，配备给团级步兵部队。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战场上伺机消灭敌军官和炮手……”

伯尔丹按照自己的想法于1861年相继组建了两个这样的团，士兵们来自北部各个州，包括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宾西法尼亚州、佛蒙特州、威斯康星州等。选拔士兵的标准主要是射击技术，为此征招来的士兵还必须通过严格的测试。测试中包括采用无依托方式射击，在200码的距离上连续击发10次。成绩必须达到全部命中，且弹着点散布不能超过5英寸的程度。同时，对士兵的身体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不过，伯尔丹的部队并不是北军中唯一的狙击手部队，第15、第19和第22马萨诸塞团，第16密歇根团，第14密苏里团，第66伊利诺依营，第1至第10俄亥俄营，第1纽约营和第1缅因营都配置了狙击连。这些部队的士兵除了接受过精确射击训练外，还具备测距、侦察、刺刀格斗和反骑兵能力，但其作用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军第60团和第95团一样，执行的是游猎和侦察任务。所以，尽管他们的枪法要高出军中的其他普通步兵，执行的不过是与普通步兵较为相似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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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伯尔丹（Hiram Berdan）

与其他身着标准蓝色美军制服的士兵不同，北军中伯尔丹的狙击部队的制服是与英军步枪团类似的暗绿色上衣和裤子配以无反光黑色纽扣、带羽毛的灰色垂沿帽以及普鲁士式的皮革背包。伯尔丹认为这样的组合能很好地和其他部队的普通士兵区分开来，以便执行游猎任务，“暗绿色和夏季的林叶可以很好的融合，而到了秋冬季，灰色可以让士兵利用周围的环境很好的隐蔽”，可见伯尔丹的部队着装是很具实用性的。不过，伯尔丹的部队着装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式样，部分士兵的衣裤为蓝色，佩带绿色的帽子。很快，人们发现帽子上的羽毛十分醒目不利于隐蔽，于是立即被取消了，代之以暗色的宽边软帽。这种帽子的帽檐可以很好地遮挡射手面部，帽子的外部轮廓也不规则，这样一来就很适合狙击手在战斗中佩带。总的来说，北军狙击手的着装较为舒适，而且对自身的隐蔽非常有利，所以受到了多数北军官兵的欢迎。很多部队单位都在自己的制服上装饰了个性化的徽标，伯尔丹的士兵们就在自己的帽子上绣上了交叉的步枪图案和“USSS”字样。而在实战中，很多士兵是不愿穿着这样的制服的。1864年初，查里斯·麦托克斯（Charles Mattocks）少校接管了伯尔丹的步枪团，他就认为“士兵们的着装过分一致，对与周围环境很好的融合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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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士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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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伯尔丹的狙击团训练与装备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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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狙击手，绿色的外套和裤子是其显著特征

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南北战争时期曾出现专用的狙击手伪装服，但这一时期交战双方的士兵确实都曾将树叶和杂草安插在自己的帽子上，以求达到伪装的目的。所以可以肯定的说，至少此时的士兵已经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周围的植被条件伪装自己。不少狙击手还喜欢藏身树上，这样也就获得了极好的视野，但射击时产生的白烟却很难掩盖。除非射手的身手足够敏捷，可以迅速转移，否则只要射击距离不算太远的话就很容易暴露狙击手的位置并招来附近敌人的火力报复，很多狙击手便是因此丧命。南北双方的狙击手们在战争中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场战争中，士兵们都很少利用树木作为自己的藏身地点。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狙击手倒是个例外，他们似乎很乐意把树梢当成自己的窝。

对于着装的选择北军的确给予了一定重视，但对步枪的选择上却不大注意。最初，北军订购的是M1861“斯普林菲尔德”式线膛步枪，该枪子弹初速为每秒950英尺，枪全长58.5英寸，全重9.25磅，另配有一个长21英寸的刺刀。但这种步枪被证明并不适合狙击作战使用。对于前膛装填步枪来说，最快捷省事的装弹方式是站立装弹或者侧卧在地装弹，但这样一来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装弹时会暂时失去与目标的目视接触，这就给目标的瞄准和跟踪造成了困难。伯尔丹曾试验过M1859式.52英寸口径后膛装填步枪，而且提出过采购专用的狙击步枪。但这一设想被当时以思想保守著称的军械部部长詹姆士·里普利（James Riply）准将驳回，此人对后膛装填步枪没有任何好感，而且认为士兵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步枪。与此同时，里普利倾向于订购价格高昂的“夏普”（Sharp）式步枪，这种步枪单支售价为45美元，几乎是“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的3倍之多！最终，北军为第1和第2步枪团的士兵们配发了M1855“柯尔特”（Colt）式轮发步枪，这种步枪一次可装填6发子弹，但很不受欢迎，其射击精度与普通步枪无二，射程也不够远，而且很容易产生弹药卡壳这类的机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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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61“斯普林菲尔德”式线膛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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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树上侦查目标的北军狙击手

伯尔丹希望得到的是采用后膛装填和边缘发火方式的“斯宾塞”（Spencer）式步枪，但当时的生产厂商很难满足其订货要求。考虑到1862年严峻的形势，在林肯总统的干预下，北军采购了一批为数1500支的“夏普”式步枪及其配件。“夏普”式步枪的可靠性和精确度都很高，它与当时其他步枪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采用双扳机设计，射手可根据手指的扳动力度进行调节。枪管后方设计了梯形照门，有效射程可达732米（800码）。更有记载表明，一名北军狙击手曾使用这种步枪迫使1372米（1500码）外的南军炮兵观测手被迫逃离。而在当时，最精准的步枪是英制“惠沃斯”（Whitworth）式步枪，这种步枪全长49英寸，口径为0.451，采用前膛装填方式，射程最远可达1646米（1800码），威力巨大。除了上述步枪外，北军士兵使用过不少其他步枪，一些新兵在入伍前就拥有自己的私人步枪并参加了之后的战斗，这些步枪多较重（约15～25磅），口径一般较小（不高于.58英寸）的前膛装填的撞针式单发步枪，而且其中部分步枪还安装有光学瞄准镜。虽然这些步枪中有的射击精确度非常高，但可靠性不强，很多在战争结束前就无法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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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后膛装填和边缘发火方式的11.3毫米口径“斯宾塞”（Spencer）式步枪，产于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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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少而且价格昂贵的“惠沃斯”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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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1862年的英制惠特沃斯P63式撞针式步枪


TIPS

夏普式步枪小史

“夏普”步枪最初由克里斯丁·夏普斯（Christian Sharps）在1848年设计，成为他日后一系列后膛来复枪的基础。最初的“夏普”步枪使用带火帽的纸质或亚麻弹壳，后来推出的新式枪型都适于使用整体式黄铜子弹。此系列步枪都带有外露击锤，一些枪支配备尺寸更长，重量更重的枪管，其精确射击距离高达913米，而由专业射手使用时，精确射击距离更远。

美国南北战争经过多次改良后，1859型的设计被美国联邦军队采用，由于是后膛装填，特别受到骑兵和前卫部队的欢迎。美国北军在战争期间共购买了8万多支“夏普”式步枪；南军方面虽然无法购买，却也自己设厂仿造。

南北战争之后，“夏普”式步枪改为使用金属弹壳的子弹，仍然活跃在西部各拓荒地区，在猎野牛的猎人间尤其流行。据说甚至到了朝鲜战争期间，印度部队中仍然有配备“夏普”步枪。19世纪40年代后期到停止生产的30年间，“夏普”式步枪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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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狙击手

南军的情况与北军略有不同。起初，南军对组建专门的狙击部队并无兴趣，但是当他们在战场上遭遇北军狙击手的打击后，这才开始意识到这支部队的存在价值。1862年春，南方议会决定组建自己的狙击部队，于是共有16个狙击营先后成立，分别是第17和第23阿拉巴马营，第1和第12阿肯色营，第1至第4乔治亚营，第14路易斯安纳营，第1、第9和第15密西西比营，第1北卡罗莱纳营，第2南卡莱罗纳营，第1得克萨斯营和第24田纳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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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在乔治亚州被征召入伍的南军新兵

在狙击部队的建制上，南北双方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北军允许来自任何州的士兵加入同一部队，而南军只允许来自同一个州的士兵组成同一部队，而且采用从实战中选拔的方式扩充狙击部队，即每次战役后从普通步兵团中抽调最优秀的3到4名士兵加入狙击营。如第1北卡罗莱纳狙击营的士兵就是由第21北卡罗莱纳步兵团中的士兵抽调组建而来。南军的狙击营的规模多半比北军小，如第17阿拉巴马营就只有两个连的士兵。由于组建时间短，过程仓促，南军狙击手在参战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狙击作战训练，他们的实战技术都是在战斗中积累而来，所以较北军更为实用。尽管多数南军狙击手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仍然针对游猎、观测、伪装和测距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训练，而最为欠缺的是远距离（914米）射击经验。南军邓洛普（W.S.Dunlop）少校就曾制定过一个针对测距的训练计划，狙击手们在训练中必须准确判断前方物体或人员的距离并公开自己估算的数值。在训练中，目标距离不断加大，由91.4米到823米，而多数南军士兵在训练中都能如测量一般精确地判断目标距离。

[image: ]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邓洛普（W.S.Dunlop）少校

南军狙击手并没有北军伯尔丹的部队那样的暗绿色制服，这也就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狙击手经常被指派到漫长战线的各个角落自由活动，这样就很容易被其他部队当成是逃兵。后来，南军给狙击部队的士兵们配发了不同的徽章用来区分和标识。这种徽章多用毡布制成，绣在士兵的上臂。这种区分方式在后来的战争中也被各国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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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南军狙击手的标准形象和装备

南军在战争中常受到物资匮乏问题的困扰。当时士兵的标准制服是宽松的上衣和裤子、短靴、平顶帽或低沿帽，而实际上，南军的后勤补给非常困难，部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后，士兵们的衣装和作战装备都很匮乏，只能设法从俘获的北军士兵身上获取，或者就是向平民们讨要或是借来用。当时的一名北军士兵这样描述自己俘获的一名南军士兵：“几乎看不出来他是名士兵，全身上下几乎是衣衫褴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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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肯塔基步枪团士兵（左）和田纳西步枪团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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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军战壕中毙命的狙击手，摄于1863年

在南军控制的各州里，只有有限的几个兵工厂，如菲也特维尔（Fayetteville）和帕尔梅托（Palmetto），所以南军被迫从欧洲国家订购了大量剩余的步枪装备，其中包括117000支P53“恩菲尔德”式步枪和近10000支比利时的仿造品。所有从欧洲国家进口的武器弹药必须由海路运输到美国南方地区的港口，而这条航线恰好要经过北方军队控制的海域，所以如何突破封锁是个大问题。这也就造成了南军采购的步枪价格居高不下，而且供货很不稳定的局面。由于来源匮乏，和北方军队的武器装备相比，南军装备的步枪显得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来自缴获北军的“夏普”式步枪、“斯宾塞”式步枪和“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而南军狙击手们最倾向于使用的是P53“恩菲尔德”式步枪。邓洛普少校认为这些步枪在近距离射击时表现相当不错：“很明显，‘恩菲尔德’式步枪在549米～823米的距离上有绝对的优势，侵彻力和精确度都很让人满意，这在先前的步枪上是完全难以想象的。而在457米内的距离上，其他的步枪也有很好的发挥余地……”

说到南军的狙击手，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惠沃斯”式步枪。这种步枪产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约瑟夫·惠沃斯（Sir Joseph Whitworth）工厂，其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六角形的枪管和枪弹，做工和质量都非常优秀，可以说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最优秀的步枪，但这种步枪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造价昂贵。南军采购一支P53“恩菲尔德”式步枪需花费150美元，而购买一支基本型的“惠沃斯”式步枪需花费600美元。如果是购买配备光学瞄准镜和1000发步枪弹的全套箱装“惠沃斯”式步枪则需花费1000美元。按照今天的价格换算，一支这样的“惠沃斯”式步枪的价格高达18000美元或是10000英镑！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整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惠沃斯”式步枪的装备数量应该不超过150支，但在战争中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南军将领帕特里克·克莱伯恩（Patrick Cleburne）指挥的师曾接收过一批包括30支“惠沃斯”式步枪和16支“克尔”式步枪在内的武器装备。在乔治亚的道尔顿之战中，克莱伯恩手下的46名狙击手在密林中巧妙地设防，让549米外的北军炮兵阵地无法开火，并且将北军阵地的一道散兵线消灭殆尽。当时的一名北军指挥官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手下“每个试图站起来的士兵都被对面南军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命中头部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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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菲尔德”式步枪，在南北战争时期已经是南军狙击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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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沃斯”式步枪


TIPS

关于“惠沃斯”式步枪

“惠沃斯”式步枪是由Joseph Whitworth爵士于1854年开始设计，目的是用来取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不佳的1853年式“恩菲尔德”步枪，1857年定型，在惠沃斯步枪公司制造。到1865年共生产了13400支，大多装备美国内战时的南军。“惠沃斯”式步枪长1200毫米，枪管840毫米，使用0.45英寸口径子弹，射速2～3发／分钟，有效射程730米～910米，最大射程1400米。曾在南军中被用来做狙击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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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狙击作战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的兵源较北方更为充足。南军中不少人出身贫民，在林地和农场长大的他们有着丰富的狩猎经验，为了节省弹药他们练就了一身好枪法。尽管如此，南北交战双方都拥有一批射术高超的狙击手，而且都拥有精良的武器，他们在战斗中都有出色的发挥。发生在1862年9月的著名的安提塔姆之战中，北军狙击手重创南军，后者在北军狙击手的阵地前至少抛下了200具尸体。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北军第1和第2步枪团的士兵相互配合发动了对南军的反击，战斗中一举攻占南军阵地。在这个狙击作战发展的早期阶段，狙击作战的样式正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目标成为狙击目标的首选。南北战争中狙击手最为关注的是对方的炮兵，伯尔丹第1步枪团的二等兵乔治·切斯（George Chase）曾成功地使南军的一门火炮持续两天无法开火，所有试图接近这门火炮的南军炮兵均被射杀。

在南方军队中，尽管狙击手被用来在己方战线上游猎活动，但仍被赋予了很大自由度。在1864年5月的斯波特塞尔瓦尼亚战役中，南军狙击手就是用这种方式击毙了北军的洛克（Locke）上校并重伤莫里斯（Morris）将军。而南军狙击手最著名的战果便是在1864年5月19日这天将北部联邦第6军的约翰·塞奇威克（John Sedgewick）将军击毙。当寸的塞奇威克将军正在马背上对远处的南军阵地指指点点，这时一颗子弹突然击中他左眼下方的位置，塞奇威克随即翻身落马，当场丧命。后来出自南军南卡罗莱纳狙击营的一名士兵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本·鲍维尔（Ben Powell）快步跑进来，告诉我们他可能打死了一名北军高级军官。他说他在很远的距离上发现了一群骑马的北军军官，并且瞄准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军阶较高的人开了枪。这个人立即落马，其他的人也慌忙下马躲藏，并四处胡乱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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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南军狙击手击中目标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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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反映1863年7月葛底斯堡战役中伯尔丹第2步枪团士兵作战场景的绘画作品

当晚，交战双方都得到消息：指挥北军第6军的约翰·塞奇威克将军被南军狙击手击毙。有趣的是，当时塞奇威克将军正视察自己战线后方的这个炮兵阵地，他看到士兵们由于惧怕对面战壕里的冷枪而畏畏缩缩的样子，于是大声斥责道：“距离这么远，他们连一只大象都别想打中！”但是话音刚落便中弹落马。塞奇威克将军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历史最著名的遗言之一。当时鲍维尔使用的是一支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惠沃斯”式步枪，按他的话说，当时的“距离非常远”，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具体距离大概有多少，再加上塞奇威克将军当时正骑马在己方阵地上四处走动，所以无论如何这都是给人深刻印象的一击！

当然，狙击手之间的对决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而最后的胜者又往往是某个旁观者。北军狙击手艾德（Ide）在战斗中远距离狙杀一名南军士兵后，随即被一名南军狙击手命中头部而亡。而后者刚起身转移时又被艾德的战友用艾德遗落的步枪击毙。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双方狙击手的活动都变得更加谨慎。狙击手们开始成为双方指挥官最有用的情报收集工具，从他们那里可以获知第一手的对方部队的调动和炮兵阵地的转移情况等情报，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判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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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南北战争时期北军第6军的约翰·塞奇威克将军被南军狙击手击毙场景的绘画，据说当时狙击手的位置大概在730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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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中隐藏在密林中的南军狙击手


TIPS

伯尔丹的狙击团中有名叫楚曼·海德（Truman Head）的二等兵，人称“加利福尼亚乔”，此人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利亚州的猎手，在当地以眼明手快著称，在北方军队中更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弹无虚发。当时海德正埋伏在密林中观察一支正从附近经过的部队，北军炮兵正打算对这支部队进行炮火突袭。而海德在仔细观察后发现这是一支来自北军的部队，在由另一名北军哨兵再次确认后，北军及时取消了炮击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误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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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丹步枪团的著名狙击手——“加利福尼亚乔”，使用一支“夏普斯”M1893式步枪



南北战争中，反狙击已经成为狙击手在战斗中无法逃避的问题。伯尔丹的部队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就曾遭遇一名精心埋伏的南军狙击手的阻击，伯尔丹手下的一名狙击手自告奋勇去除掉这个危险的对手。直到当天黄昏时分，这名藏身一片废墟中的经验丰富的南军狙击手终于不慎暴露了自己的步枪，使用“夏普”式步枪的伯尔丹狙击手当机立断一枪将其击毙。即便是精锐的伯尔丹狙击手，在南军狙击手面前也并非无往而不胜。伯尔丹第一狙击团的创始人之一——瑞士人卡斯帕·特雷普（Caspar Trepp）上校就是在一次反狙击战斗中被南军狙击手击毙的，对方的子弹准确击穿了特雷普上校帽子上的红钻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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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丹步枪团的团旗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无论是在杀伤对手方面，还是在执行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的过程中，南北双方的狙击手都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而双方狙击手都对自己的对手颇为忌惮。南北战争期间狙击手的战绩根据目前的资料很难确切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军狙击手至少击毙了6名南军高级将领，这一结果都或多或少对战争的进程有些影响。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取消了狙击手部队的建制，各式步枪也相应入库封存，狙击手们用生命换取的宝贵的作战经验也随着自己的卸甲归田遗憾地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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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9月著名的安提塔姆战役中，北军狙击手重创南军，图为路边的南军士兵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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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期间阵亡的南军狙击手


 19世纪末步枪弹药技术的新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军仍然没有着手对狙击战术进行改进和发展，相应的，狙击武器技术上也没有任何大的进步。当时很多英国的专业人士对于美国内战期间金属缘发式弹药的大量使用很感兴趣，不过，这种弹药机械性能不佳且威力不足，在当时的英国尚无法用于军事用途。

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和德国的步枪制造技术异军突起，采用拉栓式枪机的步枪开始得到使用。法国人夏塞波（Chassepot）发明的“夏塞波”式后膛步枪与德国的“德莱塞”（Dreyse）式后膛步枪极为相似，都采用了纸质的从一端装填火药的可燃药筒，弹头直径为11毫米。与早期的撞针击发可燃纸质药筒不同，这种弹药在弹头基座内设计了内部引火帽。使用这种弹药的步枪枪管较长，不但精度更高，而且装弹和发射速度都更快。在实际使用中，“夏塞波”式步枪比“德莱塞”式射程更远，所以在当时法国的枪械技术被认为较德国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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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德莱塞”（Dreyse）式后膛步枪的部分结构

在枪械设计制造技术和狙击作战发展史上，有两个名字应该被世人所牢记，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美国人海勒姆·伯尔丹和英国人爱德华·巴克瑟（Edward Boxer），他们对步枪和弹药的发明与改进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伯尔丹和巴克瑟同时但又彼此独立地对自主式内装金属弹药在后膛装弹步枪上的应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世纪60年代晚期，伯尔丹和巴克瑟都设计出了成品，二者只是在装药方式上有稍许不同。新的金属弹药采用底部中心凹陷的砧座，上面安装了撞击式火帽，内部充填黑火药，顶部固定一只铅弹头。这种新的枪弹摈弃了过去的单独装填火药、弹头和撞击式火帽的方式，这样一来也就允许射手采用任何姿势装填弹药。新的弹药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1868年起，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开始计划装备采用这种新弹药技术的步枪。部分国家采用了对现有步枪进行改装的方式，但这毕竟是权益之计。到了1871年，英国最终为自己的部队装备了后膛装弹的0.45英寸口径的“马蒂尼-亨利”（Martini-Henry）式单发步枪；德国人也开始装备著名的“毛瑟”（Mauser）步枪；美国人则是继续改进他们的“斯普林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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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夏塞波”式后膛步枪及其安装的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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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夏塞波”式后膛步枪训练的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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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戴维森”式光学瞄准镜的“马蒂尼·亨利”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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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式“亨利”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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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303英寸口径“李-梅特福”（Lee-Metford）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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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的步枪使用的一系列金属弹药

仅在十几年后的1886年，法国人的发明又对射击弹道学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伯尔丹和巴克瑟的发明更具实用性，这一新发明就是无烟火药。这种无烟火药是在硝酸纤维这种化合物的基础上研制的，它燃烧更快、燃烧效率更高，而且比黑火药更稳定。不仅能够提供更高的膛压和弹丸初速，同时还不易受潮。射手开枪射击时，枪口仅有少量白烟喷出。这正是多年以来士兵们所梦寐以求的。不久，英国人就意识到采用黑火药的单发步枪已经过时，必须为“马蒂尼-亨利”式步枪寻找替代品了。1888年，英国人决定采用．303英寸口径的“李-梅特福”（Lee-Metford）式步枪，该步枪采用手动拉栓和带弹匣设计，使用无烟火药制成的弹药，射程达2500米，射速可达每分钟10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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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生产的哈特福德&罗西“肖特”式步枪

无烟火药的出现推动了枪械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新的带弹匣步枪相继出现。1888年，德国人的7.92毫米“毛瑟”式步枪开始投入使用，这是一种发射无烟火药枪弹的弹匣式步枪，1888年被德国军队采用为制式步枪，定型为M1888式，枪全称为：7.92mm M1888式“毛瑟”步枪，该枪是德国军队第一支发射无烟火药枪弹的步枪。M1888式“毛瑟”步枪发射7.92mm M1888式步枪圆头弹，弹头初速为600m/s，表尺射程为2000m，弹匣容量为5发，枪全长为1240mm，枪管长738mm，枪全重为3.75kg（不含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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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新型无烟高速步枪弹药

到了1892年，丹麦人和美国人共同研制的0.30英寸口径M1892“克拉格-乔根森”（Krag-Jorgensen）式步枪也最终取代了老式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19世纪末的欧洲还诞生了不少著名的枪械制造公司，如瑞典的曼利彻尔（Mannicher）公司、瑞士的施密特-罗宾（Schmidt-Rubin）和维特立（Vetterli）公司、俄国的莫辛-纳甘（Mosin-Nagant）等。新的步枪采用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高速弹药，使此时的步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射程、精确度和弹药威力。例如当时的MK.1.303英寸子弹，其射程就达到了2000码以上，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人肉眼所能观测到的距离。新一代的速射高精度步枪与性能不断提高的光学瞄准镜的结合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功不可没。遗憾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军队仍不重视远距离射击，如果需要，他们宁愿使用火炮进行火力压制。由于这种观点的存在，英国人很快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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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反映发生在1881年2月28日布尔战争中一场战斗的绘画。图中的布尔士兵正在抵御英军第58团的进攻。在不到80码的距离上，布尔人的枪法非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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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李·恩菲尔德”和“毛瑟”1896式步枪的布尔士兵


TIPS

后膛装填步枪时代的来临其实并不顺利。据说一位普鲁士将军非常讨厌后膛装填步枪，他在死时留下遗言，要求在他的墓地上用前膛装填滑膛步枪放一阵枪声，否则他死不瞑目。一个瑞士军事代表团访问普鲁士时，检阅了普鲁士后膛装填步枪队的瑞士将军边走边嚷嚷道：“用嘴吃东西是高贵的（指前膛装填步枪），瑞士射手从来不会卑贱到使用从尾部装填的‘灌肠枪’（指后膛装填步枪）来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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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战争与英布战争中的狙击作战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轻步兵部队的远距离精确步枪火力使得法军在普鲁士军队面前占尽优势。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普军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庄构筑阵地后随即放松了警惕，普军既没有远距离火力的支援，又对可能招致的精确射击毫无防备，士兵们四处随意走动。这理所当然使普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批普鲁士士兵因此死在法军狙击手的枪下。这时普军的一名年轻炮兵军官斯泰因弗斯特·沃伦斯泰因（Steinf ü rst-Wallenstein）奉命除掉隐藏中的法军狙击手。尽管沃伦斯泰因在军中以枪法出众著称，但他的法国对手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此人很好地隐藏在远处村落的房屋中，而且从不靠近窗户射击。沃伦斯泰因使用了他自己的“Jäger”步枪，花了两天时间试图找到这名法军狙击手，但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返回阵地待命。而就在这两天里，法国狙击手又击毙了3名普鲁士士兵，重伤1名。沃伦斯泰因向自己的长官请求在拂晓前作最后一次尝试，而就在破晓时分，因为过分自信而放松警惕的法国狙击手在一次射击后将身子探出窗外确认战果，这也就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一个致命的失误，沃伦斯泰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在狙击作战的历史上，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例是非常经典的。

英国人的麻烦也是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地点是在远离英国本土数千公里外的南非。英国人与布尔人的对抗于1880年至1881年间就已开始，而到了1899年10月，战争则是全面爆发，英国先后动员了44万军队对付自己在南非土地上进行殖民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敌人。毫无疑问，英军是当时世界上很正规，素质较高的军队。但问题是，对于布尔人来说，没人告诉他们一支不正规的军队就一定得挨正规军队的打。事实上，布尔人的部队确实几乎不能称之为军队，他们都是由当地闲散的农民组成，而就是这样一支由农民组成的骑兵部队竟给大英帝国的军队带来不小的震撼，当时最为先进的手动拉栓式步枪使得枪法本来就高明的布尔人更是如有神助，英国人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很快就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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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布尔士兵的合影。最右边的士兵使用的是一支“马蒂尼·亨利”式步枪，左二使用的是“毛瑟”，其余士兵则手持缴获而来的“李·恩菲尔德”式步枪

在战斗中，英国士兵常受到布尔射手的远距离狙击，一路追击数百英里仍是难觅其踪。F·M·克鲁姆（F.M.Crum）陆军中尉曾在英国第60步枪团第1营服役，他本人就十分爱好射击，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自己对布尔人的印象：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布尔人行动迅速，使用先进的速射步枪远距离杀伤我们。相比之下，我们的行动就缓慢的多，有时候不得不利用夜色掩护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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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布尔士兵的典型装束。图中士兵手持1896式7毫米“毛瑟”步枪，有时布尔人也用缴获来的“李.梅特福”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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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法出众的布尔人给英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然而，即便是在夜间，布尔人也占尽了优势，英国人对此无计可施。布尔人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在懂得在不同的条件下射击时采用不同的手段，利用子弹的弹道特性最大程度地减小误差，而且能准确地判断距离。虽然英军也有自己的狙击手，但是却缺乏有效的远距离射击和游击战训练，在远距离射击时，仍需要长官或同伴指示目标距离后方能射击。只有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英军的特点才能充分发挥。克鲁姆本人就曾使用步枪远距离射杀过3名布尔士兵。

除了在战术上占据优势外，布尔人最终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善于利用自身的着装和周围的地形环境有效伪装自己。他们身着深绿色和棕色的衣裤，喜欢戴无边软沿的深色帽子，采用防御为主的战术在战场上个人自如发挥。此外，由于长期生活在外，布尔人没有每天刮胡子的习惯，所以个个满脸胡须。但这样一来也就不容易暴露自己的面部特征，也就不容易成为对方狙击手的靶子。如果藏身灌木丛或是山洞中，这些布尔人就更难被发现了。这尽管也许是布尔人无意为之，却成了其后一百年来狙击手普遍采用的伪装战术的起源。战后很多英军官兵普遍反映：即便知道布尔狙击手的大概位置也很难把他们找出来。

当时的英军根本就拿不出很好的措施应对这种局面，只能通过大面积烧毁布尔人的村庄、农场和作物，以及将俘获的布尔人关进集中营的办法来打击对手。但英国人在布尔人精确火力下伤亡惨重的情况从未得到过改观，著名的史派安高普（Spion Kop）战役就是个深刻的例子，当时的一张反映英军在战壕内尸横遍野的照片轰动了英国朝野。连克鲁姆本人也吃了布尔人子弹的亏，当时的一幕令他永生难忘：“我带了两名手下匍匐在山丘上，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的两个布尔人。我从身边的士兵手里接过步枪，爬起来仔细瞄准了一名布尔人……就在这时，另一个山头上的布尔人开枪了，子弹击中了我的右肩，手里的枪也随之摔在地上。我想自己的胳膊一定是报废了，也许该和它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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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人利用自己挖掘的洞穴作战的情景。考虑到南非地区干燥而坚硬的土质，挖掘这样一个洞穴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但效果却出奇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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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的布尔人步枪手。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服装，因此布尔人的装束显得五花八门，但多能与南部非洲地区荒凉的野外环境很好地融合

所幸的是，克鲁姆的伤后来很快痊愈了，但很多英国士兵就没他那么幸运了。1901年，布尔战争结束。据资料统计，英军在布尔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7582人，其中有10％是军官。和克鲁姆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军官们对战斗中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他们致力于劝说英军高层建设专业的狙击部队并制订全面的狙击手训练课程和计划，借此培养高水平的专业狙击手。但是，也许是英国人过于健忘，随着时间的消逝，英军在南非的失败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TIPS

布尔战争（Boer War）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来到南非，他们和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19世纪晚期这里相继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英国殖民者觊觎这些宝藏，于1899年8月与布尔人爆发战争。战争初期，英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轻捷灵便的布尔人面前多次遭到失败，随着援军的抵达，英军逐渐掌握主动权。当年秋，英国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布尔人继续袭击英军。英军把布尔人强制关进集中营，两万妇孺致死，但英国仍然没有完全控制称南非。英布战争称得上英国复兴史上最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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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狙击作战（1914-1916）

“这天晚上一直有德国狙击手的子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有人提醒我手腕上的表，我于是恍然大悟，连忙把表摘下来放进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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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其实在19世纪末就已经种下。1871年，德国完成了统一，新的德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重工业化特征明显，迅速崛起的德国认为自己的殖民地太少，原料产地及商品市场不足，于是对外扩张不可避免，这也就和英国等传统殖民地强国的利益造成了直接冲突。这两个欧洲最主要的工业强国由此开展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而最终只能有一者胜出。英国人素来对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力量高度自信，他们认为一旦开战，英国将很快获胜。但德国人同样信心高涨，在德国人眼里，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在全球首屈一指以外，接下来排名第二的应该是德国而不是英国，因为至少在欧洲，德国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制造能力无人能敌。就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政客一点都没有觉得震惊，倒是战争的发展逐渐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战争爆发之初，交战双方在法国和佛兰德斯一带激战，但到了1914年冬，各交战国军队不得不放缓各自的攻势，开始转入防御和阵地作战，情景变的和克里米亚战争时一筹。英国人开始挖掘堑壕，德国人也同样如此，但似乎更注重实效，在战术上也就更胜一筹。他们对堑壕阵地的位置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将堑壕尽可能地建在了高处。很明显的，像在比利时地区，这样不但有利于观察对手的动向，而且方便排水。


 英国人的噩梦

随着大战爆发的头几个月很快过去，战争在1914年下半年逐渐进入胶着状态，交战方开始打起了消耗战。前线纵横交错的战壕成了狙击手的天堂，而德军尤其擅长此道，英国士兵就一直受到来自德国阵地的精确火力的袭扰，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件事情。1914年秋，皇家爱尔兰步枪团的二等兵约翰.卢西（John Lucy）在佛兰德斯地区攻占堑壕的战斗中亲身体验了狙击手的威力，当时他的战友正试图救治一名堑壕边的德国伤兵。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他完全不顾我们的劝告，从堑壕边探出身去。这时立即传来一声枪响，我听见有人喊了声‘上帝！’，他就一头栽进了堑壕里，爬起来蹒跚走出几步后又再次倒了下去。他不停地吐着血，很快就断气了。子弹从他的嘴里射了进去又从后脑贯穿了出来……”

这是一次经典的狙击。狙击手的子弹命中了目标的嘴部，随后击穿颈椎造成了士兵的当场死亡，但在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击的精妙。德军狙击手造成的英军伤亡被认为只是战斗中的常规损失。而另一方面，英国人的速射步枪也给行进中的德军部队造成了一定损失。在很多场合，一枪致命的例子在士兵们的谈论中只被当成是流弹所致，很多人认为这类伤亡是来自对手的无目的射击。然而，随着大战进入相对静止的相持阶段，英军士兵很快发现即便是在寂静无声的阵地对垒中，也仍有大量士兵死于头部中弹，这就没办法用“流弹”来解释了。据统计，每个英军营中死于敌步枪火力的士兵每天都在12名到18名之间。德军狙击手统治了1914年初期的地面阵线，令英国人感到莫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样的威胁，英军也开始采用一些权宜之计临时构筑自己的狙击阵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英军的狙击作战无疑是非常天真和简陋的。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军官写的书中有这样记载：

“英军的狙击阵地通常由堑壕上架设一块钢板构成，钢板上有个2英寸高，1英尺宽的洞，刚好可容纳步枪的枪口伸出钢板外。我们有两名士兵是对孪生兄弟，他们当时正站在堑壕内向外观察。这时其中一人喊道：‘快来看那是什么？’，话音刚落便头部中弹倒地。他的兄弟大惊失色，也探出头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不到两分钟后也中弹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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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军的战壕，图中可见胸墙、背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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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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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罗斯”式步枪的协约国狙击手，身后是其狙击阵地，摄于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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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位于法国弗罗梅勒地区作战的德军狙击手，摄于1914年8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黎明和黄昏时分是狙击手活动的大好时机，而战场上的多数普通士兵对狙击手在微光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的确，以肉眼观察，在光线昏暗的条件下要想发现远处的目标非常困难，但利用光学瞄准镜就不一样了。前文提到的克鲁姆对1915年的作战情况有如下描述：

“非常遗憾，我们又损失了一名年轻的军官，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那天晚上他正和我一起修补掩体上损坏了的胸墙。我很注意匍匐前进，他却一跃而起……这时传来一声枪响，他应声倒地，我马上意识到他肯定被击中了。后来我才发现，子弹是在射穿了掩体顶部的一个沙袋后命中他的头部的，子弹估计是来自于我们阵地左侧至少250码开外的一个隐蔽良好的射击孔。对手一定是个身手不凡的狙击手……”

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英军开始注意在各类作战活动中自身的隐蔽，避免因为自己不经意的暴露而招致的敌狙击手的打击。在一些需要重点提防的阵地和堑壕区域都有标有十字分划线和骷髅图案的标识。

克鲁普在前线的一次视察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形容自己在战壕内行走时，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断有子弹击中身边战壕顶部的沙袋，用于观察战场的潜望镜也常常被子弹击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一名英军军官估算过，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暴露在战壕外的时间如果超过3秒以上将肯定会招致德军狙击手的射击。遗憾的是，英国人素来不重视步兵的单兵步枪射击训练，使得在德军狙击手横行战场的时候却找不到反制的措施。更糟糕的是，即便有老兵反复强调隐蔽自己的重要性，可仍然有很多士兵并不真正了解狙击手的可怕之处。很多刚刚补充到前线的新兵喜欢好奇的探出头去向战壕外张望，于是不可避免的被对面阵地上射来的子弹击中头部而死。在1915年里，每个英军的营级部队在实施防御作战期间平均有12～18人死于德国狙击手枪下。1915年是德国狙击手的天下，他们甚至可以在英军阵地前肆无忌惮地进行射击训练而不用担心英军的报复。

德国狙击手何以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因很简单，德国人将设计精良的武器交到了训练有素的人的手中。


TIPS

英军炮兵部队的陆军中尉辛莱顿（S.Shingleton）在1915年2月5日自己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晚上，我奉命负责在我们战线后方修筑一个防御堡垒的任务。从夜幕降临到月亮升起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我们的行动必须迅速，而我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很明显，在这样一片开阔地里站立起来几乎肯定会引来狙击手的子弹，甚至连佩戴会形成反光的手表都是极其危险的，连这点光线都有可能被有经验的狙击手从很远的距离上发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差点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这天晚上一直有德国狙击手的子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有人提醒我手腕上的表，我于是恍然大悟，连忙把表摘下来放进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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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姆河战役中作进攻准备的英军士兵，摄于1916年7月


 德军狙击手的战术和训练体制

从大战爆发伊始，德国人就意识到了狙击手对于堑壕战的巨大意义，因而从狙击手的训练、装备到战术都极具实用性。那么，德军何以在堑壕战这种独特的作战形式中独占鳌头，而英国人又何以如此实力不济呢？答案不仅仅是有武器装备的原因，还要考虑到文化和地理因素。德国与奥地利接壤，边境地区被广袤的森林覆盖，当地人有着悠久的狩猎和射击运动传统，许多人从年幼时就学会了捕猎和精确射击的本领。20世纪初战争爆发前夕，大批当地的年轻人加入了德军。在这些人中间有多少人达到了狙击手的要求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批有着丰富狩猎经验的士兵成为德军可以很快训练成专业狙击手的潜在人才。

而在英国，文化传统和技术背景都与他的对手——德国人有很大不同。英国人和苏格兰人也酷爱狩猎，但多是捕猎鹿、野兔或松鸡，而且这类活动都是农场主和上层社会的人作为一种奢侈的社交活动来进行，并没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从技术装备上讲，英国人又耻于在猎鹿这类狩猎活动使用安装光学瞄准镜的步枪，这就使得精确射击的技术无法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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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毛瑟”式步枪的德军军官，注意其枪上的双扳机

德军中的每个连的指挥官都可决定谁来担任连里的狙击手。在战争初期，这样的选择并不困难，因为很多德军士兵都是猎人和农夫出身，枪法出众的人很多，这就给负责选拔狙击手的军官以很大的挑选余地。在德军里，具有狩猎经验的以及在射击训练中成绩突出的士兵都被挑选出来，配发安装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并进行相关的训练。这样，只需再进行短期的训练课程就能培养一名专业的狙击手，战争初期德军狙击手初露锋芒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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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ew.98狙击步枪训练的德军狙击手

德军中的狙击新兵都会与他们的指导教官一起在堑壕中进行为期数天到三周的实战训练，在此期间，伪装和欺骗战术的运用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不过这一步有时也不是必需的，有些部队并不太重视狙击手，他们往往直接把狙击手们送上前线了事，顶多在这之前花几个小时阅读一下光学瞄准镜的操作手册。这当然是极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这些被匆忙送上前线执行狙击作战任务的狙击手其实能力还有很大不足，尽管他们可能射术高超，但还缺乏必要的系统性训练。无论如何，德军的这一体制仍然体现了重要的作用，大批狙击手在战斗中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德军甚至还组建了非官方的狙击训练学校，狙击训练的教程包含了射击、野外生存、读图、观测侦察和伪装等方方面面。这些位于战线后方的狙击训练学校多是在射击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使德军的狙击训练逐渐走上了系统而正规的道路。

德军为每个连配备6名狙击手，而每个营通常拥有24名狙击手，这些狙击手都可以被灵活使用和配备，以执行战场上多变的任务。在德军前线的狙击阵地上，通常至少有两名狙击手相互配合，也有一些狙击手喜欢单独行动，尤其是在茂林地带。这种狙击手是战场上最具有威胁性的。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埋伏地点，自由选择射击时机和方式。有些狙击手的任务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战场上的无人地带、废弃的建筑物和树林或是堑壕里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他们的藏身地点。狙击手们常利用夜色掩护潜入无人地带设伏，对特定的区域进行地形标注，同时也包括狙击阵地的构筑，甚至大胆地深入敌占区，给英军和法军造成巨大杀伤。后来英国人也采用了这样的战术，同时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TIPS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德军巴伐利亚团的狙击手曼弗雷德·戈森（Mannfreid Gossen）曾提到：“我宁愿单独行动，这样才感觉舒服。这样一来，长时间观察目标的时候会很累，但我往往会精心选择阵地，而且只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开枪。通常在一两次射击后我就会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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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狙击防盾

德国人从大战爆发时起就开始使用狙击防盾了，这种狙击防盾实际上是设计有射击孔的盾状钢板，射击孔可以由一个可旋转的小圆盘打开和关闭。起初，这种狙击防盾被放在堑壕胸墙的顶部，四周用沙袋加固，或将其内侧焊接在铁栏杆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狙击手弗雷德里克·史莱斯（Frederick Sleath）描述了1915年的战场上狙击防盾的使用情况：

“德军狙击手在战争早期使用的狙击防盾是一种巨大而厚重的钢板，通常高耸在德国人堑壕的顶部，上面的射击孔无论是打开和关闭都清晰可见，所以很不利于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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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德军狙击阵地，图中可见装甲钢板和射击孔

在1914年至1915年初的这段时期，英军的炮兵火力尚有很大不足，对于这样防护良好的狙击阵地还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尤其是那些射击孔背后的德军狙击手仍然是巨大的威胁。此外，由于德军狙击手在战斗中作战经验的不断积累，这种出现在德军阵地上四处随意设置的狙击防盾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心设计的狙击防盾，这种经过改良的狙击防盾能够很好地融合到堑壕里的掩体中去，甚至还得到了精心的伪装。从设置位置来看，每两个狙击阵地之间一般间隔在100码左右，通常有利于控制阵地前方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每个射击孔都可保证可以观察到其他的狙击阵地，通过彼此之间位置的相互呼应最大可能避免了射击死角。而从对方阵地来看，这些射击孔又是很难被发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军少校希斯凯斯·普里查（Hesketh Pritchard）认为：

“在1915年，英军阵地上几乎没有这样的狙击防盾和射击孔，而德国人在这方面确实做的相当好。有段时期，常有人指着地图告诉我这里或那里有德国人的狙击阵地，但通过实地侦察却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狙击阵地。可以预计，这些德军狙击手一定是彼此配合作战的，若是想从堑壕里探出头去好好搜寻一番那就与自杀无异……”

很显然，这是阻挡在英国人面前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巨大难题。英国人使用的0.303英寸口径枪弹完全无法穿透德军狙击手的狙击防盾，至于想要将子弹从打开的射击孔中射进去几乎是不可能，那无疑需要上佳的反应和运气。不过英国人还是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当时的英军高层设法采购了一批为数62支的大口径民用步枪配备给步兵使用，其中包括：47支0.45口径步枪、4支0.47口径步枪、1支0.475口径步枪、4支0.50口径步枪、2支0.577口径步枪和4支0.60口径步枪，每支步枪均经过英国恩菲尔德工厂的检测和校准。而一些英军军官往往喜爱携带自己私人使用的步枪。克鲁姆使用的就是一支0.333口径“杰弗里”（Jeferry）式步枪，而且对它十分满意：“这支枪是我在伦敦得到的，现在可以用来对付德国人了。他们有防弹钢板和射击孔，所以必须经过小心细致的观察才能等到射击孔打开的时刻……仔细瞄准后我开了枪，子弹穿透了德国人的狙击防盾，于是那天我们再没受到狙击手的骚扰了……”

克鲁姆本人还使用过口径更大的0.416英寸“里格比”（Rigby）式步枪。英军约克郡轻步兵团的狙击手斯图亚特．科略特（Stuart Cloete）使用的步枪口径则更大，这种步枪是当时一个富有的英国人捐赠给英军的，用来对付德军狙击手的狙击防盾很有效。但这种步枪后坐力太大，必须采用站立或者半跪的姿势射击，据说战场上第一个使用这种步枪射击的士兵采用了匍匐姿势，结果头部因此受了重伤。

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大口径步枪的子弹动能大，初速高，侵彻力强，对德军的狙击防盾的确有很好的穿透作用，但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狙击防盾和射击孔的弱点。德国人随即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将两块狙击防盾前后重叠放置，两者之间用泥土填充，这样一来，任何口径的步枪也无法穿透了，英国人只得另寻它法。1915年初，英国陆军军官彭伯希（Penberthy）少校买了一支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猎枪，但包括他本人在内没有人知道该怎样调整和校准这支枪，所以经过数星期的作战之后仍然一无所知。不久，另一名熟悉光学瞄准镜使用的军官发现了这支步枪，于是主动要求对它进行调试校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支步枪在200码距离上射击时，实际弹着点位于瞄准点右上方2到3英尺的位置。彭伯希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就可以解释昨天发生的事了。当时我瞄准一个德军阵地上的射击孔开了枪，结果却打死了右边的一个德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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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击穿德军装甲狙击防盾的两种英军枪弹，分别是.50英寸口径和.60英寸口径，左一是标准的7.62毫米德军步枪弹

与此同时，德国人的伪装手段也愈发高明。他们懂得充分利用阵地周围的不同材质、色彩和外形各要素，使用了包括线缆铁丝网、沙袋草包、瓦砾碎石和废钢烂铁等在内的各式随手可得的材料伪装自己的狙击阵地。相比之下，英军的阵地就显得多少有些过分整洁，以1914年底的情形为例，英军阵地的沙袋一律整齐码放，从颜色到大小都高度统一，堑壕一律修整的平直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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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弃的俄军步兵战壕

英国人很快就领教了德军狙击手的厉害，开始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可供德军狙击手发现和射击的目标也越来越少了，甚至活动在英军阵地后方的德军狙击手们也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目标，很多人变的无所事事。阵地上时常被一片寂静所笼罩，狙击手们的多数时间只能用来观察对万，或是坐在堑壕里自娱自乐。


TIPS

希斯凯斯·普里查对英德两军阵地特点的不同有过深刻的描述，他认为英军的阵地被修成了统一的防浪板样式，而德军的则完全不同：“看起来像是一块块巨型防波堤，上面又像是随意抛洒了大量不规则的土石块。他们的堑壕里和胸墙上四处丢弃着大小不一的废铁皮、钢板、铁丝网、沙袋、树枝和木箱。泥土和碎石块散落其间，颜色各异很难分辨。在这些充当伪装物的掩体和胸墙后面，德国人可以自如活动，可以很方便地观察我们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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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狙击步枪和光学瞄准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个主要的参战国使用的步枪和弹药从机械原理到弹道特性都基本一致，多是采用闭锁式旋转枪机结构、中心发火弹药与盒式弹匣，德国的“毛瑟”式步枪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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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树林中的一个德军狙击阵地

“毛瑟”式步枪最早从布尔战争时期就得到了使用，兼具精确和耐用的优点。他带有一个可容纳5发子弹的弹匣，尽管弹匣匣容量看似不足，但用于狙击作战就不成问题。此外，该枪的射程也较英国的“恩菲尔德”式更远。“毛瑟”式步枪唯一的缺点就在于它几乎完全被护木包裹的枪管。不难发现，那此设计最为精良、精确度最高的狙击步枪的枪管几乎都尽可能地不与枪支的任何部分接触。换句话说，枪支前半部分的枪管是独立的，而且不与护木接触，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小枪管在射击时产生的谐振。我们知道，枪支在射击的一瞬间，枪管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与音叉类似的震动，只要允许这种震动在一定范围内产生，那么每次射击的精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和影响。但军用枪支往往在枪管附近设计了木制护托用来保护枪管，同时也可避免因长时间射击而可能导致的射手无意间被高温枪管烫伤的发生。但这种做法同时也会影响射击精度——因为与枪管发生接触的护木破坏了这种谐振的固有频率。有人认为，只要精心设计护木，使它与枪管很好地结合，那么射击精度就可以得到保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把护木与枪管完全融合到一起，并保证绝对刚性，否则这种木质结构产生的微小形变都会对射击精度产生破坏作用。况且护木本身与枪管的接触部分就设计有一定的余量，以适应枪管受热膨胀的现象。此外，堑壕里湿热的环境也令木制结构容易受潮产生变形，对枪管挤压应力，这一问题直到今天都未能完全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的狙击步枪可大致分为两种基本型号——我们姑且称之为战前的“商业民用型”和战时的“专业军用型”。1914年，德意志帝国陆军向拉提堡公爵征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好的配有光学瞄准镜的猎枪，具体数量约为8000～15000支。这当然是权宜之计，这批步枪多数可靠性较差，所以参战后使用时间都不长。不久，包括著名的毛瑟·维尔克（Mauser Werk）、绍尔（Sauer）、索恩（Sohn）及卡尔·华瑟（Karl Walther）公司在内的几大德国主要的枪械制造商都接到命令：所有在试射过程中精度优良的步枪都要集中起来，统一改制为“Scharfsch ü tzen-Gewehr 98”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Gew.98”式狙击步枪。

从狙击步枪的角度考虑，“Gew.98”式狙击步枪的最大优点就是其机匣的设计。在其光学瞄准镜基座上有两个牢固的安装点，一个位于枪管后部的枪栓上方位置，另一个位于枪膛上方。而这种设计究竟是不是刻意为之，到现在还一直存在着争议。不过多数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这毫无疑问是个非常方便可行的设计。由于在当时的光学瞄准镜和安装基座并没有统一的军用标准，各个生产厂商都是在采用自己认为最佳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其实在功能和结构上也大多类似。所以虽然当时的光学瞄准镜和安装基座看似五花八门，但多是采用爪形连接方式，即利用钩状拉钩和弹簧销将镜筒固定在基座上，然后松动钢质基座上的螺钉以便将光学瞄准镜最终安装到步枪上，这种安装方式在当时的军用和民用步枪上都有大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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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98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其偏左的安装位置使得可以兼用机械瞄准具，注意镜筒上方的测距调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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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毛瑟98步枪的德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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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98”式狙击枪


TIPS

“毛瑟”步枪与中国的渊源

“Gew.98”式1898年出现后，1905年就开始采用其改进型Kar.98，而此时中国的主流还是“毛瑟”1888年式的改进型，即著名的“汉阳造”步枪。之后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引进了Kar.98b型加以仿制，就是后来的“中正”式，中正式早期采用740毫米长枪管，后来采用600毫米短枪管，但都是基于Kar.98b，而非“Gew.98”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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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完成后，“Gew.98”式狙击步枪需要进行校准工作。首先是镜筒和基座的校准，随后“Gew.98”会被放置到一个特殊的支架上进行试射，在试射过程中对光学瞄准镜进行归零调节。同时，由于光学瞄准镜使用场合的特殊和唯一性，此时还要在镜筒上刻上唯一的与枪身匹配的序列号。这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是制造精良的光学瞄准镜和基座，也会因为微小的容差而无法互换使用。

[image: ]


装备“Gew.98”式步枪的德军士兵

镜筒的俯仰调节是通过顶部的调节鼓完成的，风力偏差修正则是通过调节镜筒后部的螺纹蜗杆完成，这就得借助于一个放置镜筒的专用箱里的小匙扣。这样一来，光学瞄准镜的后部就可以在一个微小的范围内进行左右移动。不过，由于镜筒前方是固定安装的，任何一次这种调节都会对镜筒产生一个应力，所以很容易对光学瞄准镜造成损坏。但实际上这种损坏程度相当的小，因为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狙击手们很少根据风力风向进行偏差修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步枪根据战前的设计作了改进，设计了前端楔形榫头，这样就使得归零调节更加精确。此外，当时所有的步枪都设计有前后和上下运动的枪栓拉柄，但只有少数步枪为了射手的使用方便而在枪身护木上设计了“U”形的切槽，这其实是与光学瞄准镜的安装位置密切相关的。如果光学瞄准镜的安装位置较低，会与枪栓拉柄的运动发生冲突。当然，改变镜筒或枪栓拉柄的造型也许能提供更多空间，但产生的代价是射手的手指会在枪膛、机匣和护木之间产生磕碰，实际上还是会影响射击操作。而在枪托前方的护木上设计“U”形切槽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使用光学瞄准镜的同时，多数德国设计生产的步枪上还可以同时使用机械瞄准具。

这一时期内还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提，那就是在1914年，奥匈帝国陆军也为士兵们配发了一批性能优良的狙击步枪——“曼利彻尔”（Mannlicher）M95式狙击步枪，这是一种采用直拉式枪机的狙击步枪，枪上安装有德国生产的光学瞄准镜和基座，常见的瞄准镜有欧季（Oigee）的和C·P·乔治（C. P. Goerz）公司的产品，他们通过镜筒后部下方的弹簧装置安装连接。“曼利彻尔”（Mannlicher）M95式狙击步枪的缺点很明显，除了射程相对有限以外，由于枪管较短，使得枪口在射击时产生的火焰较大，后坐力也大的难以承受，所以非常不利于射手的隐蔽。这批狙击步枪本是计划配发给阿尔卑斯山地部队的，因为长身管的步枪较为笨重，不利于山地作战中的携带和使用。后来这种步枪甚至还发展了一种半自动的枪型，但很难理解的是，在山地作战的射程里，需要半自动枪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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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用于毛瑟步枪的光学瞄准镜安装基座，分别位于偏左和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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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利彻尔”式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镜头装有皮质保护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和协约国交战双方在步枪和弹药的使用上各有千秋的话，光学瞄准镜的使用情况则完全不同。一般人们认为现代高等级玻璃镜头是在1884年奥地利耶拿市的玻璃光学技术实验室（Glastechnisches Lab）里诞生的，这个实验室的两位创始人都来自当时的蔡斯（Zeiss）公司，后来这家实验室演变成肖特玻璃工厂（Schott Glaswerke AG），直到后来发展成为今天著名的肖特集团。当时的肖特玻璃工厂致力于研制先进的光学玻璃镜头，产品逐渐占据了世界各国的市场。先进光学玻璃镜头的开发技术使得蔡斯和福伦达（Voigtlander）等几个历史悠久的老牌德国光学设备生产商可以开发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光学瞄准镜产品，并且使后者在这个行业内牢牢占据了垄断地位。到了1914年，德国已经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光学设备制造商，如怀斯（Fuess）、杰拉德（Gerard）、欧季、福伦达、乔治、博克（Bock）、蔡斯、普旭（Busch）、亨森特（Hensoldt）等光学公司，甚至连其他一些向来只生产民用光学瞄准镜和望远镜的厂家也转而开发军用光学产品。

实际上，自19世纪60年代起，光学瞄准镜的制造技术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德国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镜头尺寸可以做得更大，光的穿透性能更好，视场范围也提高到6°～8°。

除了蔡斯公司的棱镜式光学瞄准镜外，几乎所有的德国光学公司都采用正像系统设计自己的产品。这种正像系统通常由5组透镜和分划线构成，后者可以是专用的细线或者直接在镜片上蚀刻制成。很明显，蚀刻法制作分划线比实线分划线更优越。因为尽管前者使得镜筒内多出了一组镜片，但不会因为震动和温度变化造成损坏，而且可以使用任何形态的分划线。这一时期的分划线有很多种形态，而最常见的是水平和垂直线交叉的十字形分划线，中心区域设计有缺口以便射手进行测距。以欧季公司的产品为例，在100码的距离上，分划线中十字槽和竖柱间缺口的距离等同于6英寸的实际距离，这正好是目标头部的宽度。而在300码距离上，缺口等同于18英寸的实际距离，这正好是目标身体的宽度。其实，不同形态的分划线实际效果差别并不明显，许多狙击手在作战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和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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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军狙击小组，观测手使用的是涂有伪装色的潜望镜

然而，因此就得出德军狙击手独霸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结论无疑是个极大的谬误，协约国狙击手也在进步，他们同样在思考着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尤其是与同盟国对手之间的对决。


 协约国装备的狙击步枪

英国人的保守向来是人尽皆知的。然而奇怪的是，英国陆军突然打破传统决定弃用布尔战争时期使用的“李·恩菲尔德”式步枪，而改用结构更为紧凑的新式步枪配发给步兵和骑兵部队。同时，对手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同步发展的概念也进行了否决。

1903年，在吸取了布尔战争中的教训后，英国陆军决定采用新的短身管弹匣式“李·恩菲尔德”式Mk.1（SMLE Mk.1）步枪，这种新步枪改进了原有步枪的几个缺点，新的缺口式机械瞄具很容易归零，在抛壳口上增加了弹匣导槽，用5发弹夹装填时，压两次弹就可装满弹匣。这种步枪后来成为英军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步枪。直到1954年，“李·恩菲尔德”式（SMLE）步枪才被比利时FN公司L1A1 SLR步枪所取代。“李·恩菲尔德”式（SMLE）步枪的生产由几家兵工厂同时进行，其中包括斯帕克布洛克皇家兵工厂（RSAF Sparkbrook）、伯明翰轻武器公司（Birmingham Small Arms Co.，即BSA）和伦敦轻武器公司（London Small Arms Co.，即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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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身管弹匣式“李·恩菲尔德”式Mk.1（SMLE Mk.1）步枪

在投入作战使用后，“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很快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好的步枪，不但精确可靠，而且操作方便。一名训练有素的英军士兵可以实现每分钟15发的射速（也有些英国人的文章中甚至说，在1914年，英国士兵能在1分钟内瞄准射击30发），果真是这样的话，“李·恩菲尔德”式步枪的实际射速将比当时任何手动装填步枪都要快，而著名的“毛瑟”Gew.98式的实际射速只能达到每分钟10发。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当战场上的英军士兵手持“李·恩菲尔德”式（SMLE）步枪齐射时，火力就如同机枪一般迅猛。

“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可以称的上是一种优秀的战术步枪，但却很难算是一种精良的狙击步枪，它在许多环境下的使用都会受到一定限制。首先，这种步枪枪管较短，仅为24.5英寸，除了美国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外，“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枪管最短的步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典型的堑壕狙击作战中，战斗多半发生在100～300码距离上，在这个距离上，“李·恩菲尔德”式步枪的表现尚可，但若是用于远距离射击，这种步枪就不是个好选择。很多当时的狙击手反映，“李·恩菲尔德”式步枪的操作不如“毛瑟”式方便，而且精度也因护木的设计不当而受到了影响。英国第2狙击学校的教官弗里曼特尔（T. Freemantle）少校就曾经作过测算，护木对枪管的应力作用造成的哪怕是千分之一英寸的偏移都会在500码距离上产生9英寸的误差，这已经足以造成错失目标了。于是，一些装备“罗斯”（Ross）式步枪的加拿大籍狙击手干脆锯掉了枪管前端的护木，这样就消除了施加在枪管上的应力，改善了射击精度和稳定性。但这种看似极端的做法很快遭到了英国军方的禁止，理由是这是“对枪支的不妥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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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农场房顶上的英军狙击手，摄于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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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Ross）式步枪

除了远距离射击精度不佳外，“李·恩菲尔德”式步枪的后膛和机匣的设计缺陷也很明显，这使得任何型号的光学瞄准镜在这种步枪上的安装都成为一件麻烦的事。

“李·恩菲尔德”式步枪设计优良，但造价并不便宜。一支战前的“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售价3英镑10先令，而在当时，一名半熟练技术工人的周薪仅为2英镑。很幸运，英国军方很快就有了用于替代“李·恩菲尔德”式步枪的武器，这就是在德国“毛瑟”式步枪的基础上开发的1914式（P14）MK.1步枪。1914式（P14）MK.1步枪由恩菲尔德皇家轻武器厂的工程师设计，为了使用新的.276英寸枪弹，P14式步枪对枪膛进行了重新设计。P14式步枪的射击精度很高，只是枪身显得不太结实耐用。在当时，类似步枪这种步兵武器的大批量生产线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专为P14步枪新建一条生产线很不实际。于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P14步枪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英国人也因此错过了一次可能装备当时最优秀的狙击步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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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式（P14）MK.1步枪

有人认为，1914年的英军步枪全都没有安装光学瞄准镜，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在堑壕里，一批为数不多的狩猎步枪的确使用了光学瞄准镜，这多半是些战前的德国产品，而且几乎全是为英军军官个人所有，枪支的来历也是五花八门。一名来自英军斯塔福德团的军官（姓名不详）就拥有一支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毛瑟”步枪，而这支枪原是战前德皇馈赠给他的一个亲戚的礼物；英军第2轻步兵营的一名中尉使用的则是一支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罗斯”式步枪，而正是这支步枪为他留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张照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资料证明的最优秀的一支狙击步枪来自格林纳尔（L. Greener）中尉的一支1905式.28英寸口径“罗斯”式步枪，枪上安装了一支“卡尔·蔡斯”棱镜式光学瞄准镜。格林纳尔中尉本人就出身枪械制造世家，而且枪法十分出众，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54次经确认的狙杀记录。但不幸的是，他本人最终在无人地带的一次巡逻中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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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尔（L. Greener）中尉的安装了蔡斯棱镜式光学瞄准镜的“罗斯”式步枪

不过，根据这些事实就得出英军及其协约国盟友缺少具有狙击作战天赋的士兵的结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民间的射击竞技运动在这些国家同样非常流行，在英国的比斯利（Bisley），一年一度的射击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射击运动爱好者前来参赛。彭伯希和阿姆斯特朗（N. Armstrong）都是曾在比斯利射击大赛上脱颖而出的优秀射手，后着在后来还曾担任英军第2狙击学校的教官。大战爆发时，不少曾经参赛的选手都参加了战斗，在作战中他们高超的射击水准在法国和弗兰德斯的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可惜的是，尽管有着极大的狙击作战天赋，这些技术高超而缺乏实战经验和装备的狙击手们在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德军狙击手面前伤亡惨重。第4戈登苏格兰营的福布斯（J. K. Forbes）中士的战斗经历就是个典型，他本人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并作为军中非正式的狙击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战斗。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训练和专用狙击装备，他在与德军狙击手的对抗中完全处于下风：

“我踩着木箱站在堑壕里，小心地探出胸墙外观察对面远处一块可疑的影子。突然间我看到有什么东西从那里一闪而过，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那里一定有人，于是我迅速举起我手中的步枪……可是当天晚上我们的巡逻队前往那里查看时才发现那里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可我们却朝那里射出了无数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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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对Flander地区的无人地带的照片，图中可见被炮火破坏之后的战场景象

以上是来自福布斯中士的战地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可见尽管士气很高，但英军士兵们想要在战斗中击败德军狙击手着实困难不小。现在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德军狙击手们都曾受过系统化的理论和实践训练，而且有着高效的组织。更为严峻的是，德军狙击手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此时，从1914年法国前线堑壕里寄往家乡的战地书信中开始出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字眼——“Sniper”（狙击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Sniper”这个先前很少用的俚语逐渐演变成常用的日常词汇。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协约国士兵们对于德军狙击手的恐慌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军官们很快发现，德军狙击手给士兵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实际伤亡的结果还要大。士兵们变的终日惶恐不安，他们宁愿呆在堑壕里安全的位置而不愿挪动地方，否则子弹可能从任何位置飞来。一旦有士兵被狙击手击中或者发现有狙击手的存在，士兵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呼唤炮兵支援，接着就是对德军狙击手可能藏身的位置狂轰一气。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实在是收效甚微，但至少能让士兵们感觉稍好一些——直到下一个牺牲品的出现。


TIPS

关于恩菲尔德皇家兵器厂恩菲尔德镇位于英国伦敦的北郊，英国政府于1804年在那里建了一家兵工厂，最初的恩菲尔德兵工厂只是负责组装布朗-贝斯燧发枪，后来发展成设施完善具有研发能力的轻武器研究和生产厂。虽然英国皇家兵工厂不止一家轻武器工厂，但恩菲尔德是主要的研发中心，在那里研制的步枪被冠以“恩菲尔德”步枪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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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约国的反击

随着英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前线的英军军官开始深刻认识到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尽快得到改善。很明显，从大战爆发伊始德军就占据了狙击作战中的主动。英军若想挽回局面就必须同时从人员和装备上寻求解决之道。

英国人首先把目光放在了已经存在300年的伽利略式望远镜上，根据这种原理制造的光学瞄准镜在战前就有很多，生产厂商也不少，如拉提（Lattey）、马丁（Martin）、内尔（Neill）以及吉布斯（Gibbs）等。目前关于这些厂商的光学瞄准镜产品的资料很少，一般认为这类产品制造都较为粗糙，质量也很低劣，但仍有资料表明仍然有小批量的这类产品得到采购和应用。根据英国作战处的资料，自1915年底到1916年初之间，共有9000只拉提、4250只内尔、775只马丁，以及100只吉布斯公司的光学瞄准镜产品配发给了前线作战的士兵。这些瞄准镜的价格有高有低，一只吉布斯公司的光学瞄准镜当时售价为5英镑，一只马丁公司的瞄准镜售价3英镑，而一只内尔公司的瞄准镜则更便宜，仅售1英镑10先令。由于采用了简易工序并且实现了大批量生产，拉提公司的瞄准镜产品最为便宜，一只仅售38便士。这些光学瞄准镜的外观大多类似，物镜的直径都在1到1.5英寸间，目镜或是凹透镜或为孔径透镜，安装在镜筒后部。放大倍率很低，一般不超过2倍，分划线形态也很简单，有的是物镜中心的简易圆点（如马丁和内尔公司的产品），有的是箭头和十字线（如吉布斯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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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1日即将向德军阵地发起冲击的澳大利亚步兵

1916年，人们对当时的拉提和马丁公司的光学瞄准镜分别安装在“李·恩菲尔德”式步枪上进行了一次性能测试，看看哪种产品更实用有效。结果显示，在良好的气象条件下，二者表现都非常好，目标成像十分清晰，对于运动目标的观测也很方便。但另一方面，镜头易受湿气影响，视场范围也较有限。在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作用下，瞄准镜的部件也容易产生松动。尽管有不少缺陷，但使用这些光学瞄准镜毕竟比肉眼观测瞄准来得更有效，尤其是在良好的天气里，使用光学瞄准镜击中300码外的目标也并非难事。

而战前即存在已久的觇孔式瞄准具，由于带有可微调装置，可以很方便地安装在当时的各种制式步枪上，对于目标的快速瞄准非常有效。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使用情况来看，觇孔式瞄准具的表现相当不错，首先是它本身不存在光学瞄准镜的缺点，而且结构简单方便存储和携带。当时的几家主要的觇孔式瞄准具生产商包括BSA、帕克-黑尔（Parker Hale）、威斯特利·理察德斯（Westley Richards）以及阿列克斯·马丁（Alex Martin）公司等。

有资料显示，自1914年底到1915年初期间，英国军方采购了大批光学瞄准镜，总数达2914只。其中包括有德国蔡斯、乔治和福伦达公司以及英国沃茨（Watts）、阿尔蒂斯（Aldis）、里格比（Rigby）、伊万斯（Evans）和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产品。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安装到了“李·恩菲尔德”式步枪上，连基座和安装零件都是由遍布各地的具有相关生产能力的公司制造。事实证明，里格比和伊万斯等公司的产品设计较为出众，结构也较牢固，而其他公司的产品则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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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式瞄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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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尔”式瞄准具

有意思的是，英军还曾使用了不少缴获而来的德国光学瞄准镜产品，同样是装在“李·恩菲尔德”式步枪上使用。

除了型号、来源名目众多以外，狙击步枪的配发在英军中也较混乱，标准显得很不统一。有的狙击步枪配发给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士兵，有的则配发给对精确射击感兴趣或是有这类作战经验的人。毫无疑问，这些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的狙击手作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对于狙击作战的理解和狙击武器的使用上的认识都有很大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拿大狙击手赫伯特·麦克布莱德（Herbert Mcbride）就非常欣赏英军狙击手的战斗精神，但对后者的技术水准却实在不敢恭维，他在观察了一次英军狙击手使用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对远处的德军目标作战的过程后，有了以下的描述：

“距离最近的目标也至少有1000码到1200码远！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目标处于1000码距离外，想要用单发精确射击的方式击中对方完全是浪费时间和弹药。尽管他们的判断能力实在很糟糕，但战斗精神却值得钦佩。我问身边的这名军官对1英里外的目标射击是否值得时，他回答我他只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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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一个英军狙击小组正谨慎的举起一顶头盔，借此引诱德军狙击手的开火

无论如何，形势毕竟在逐渐改善。到了1915年春季，英军的战场组织和武器弹药的供应开始有效提高。在狙击作战武器的环节上，共有9家公司提供这类作战物资，安装光学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开始批量供应。1915年5月4日，英国作战处终于出台了期待已久的狙击步枪技术标准，其中对光学瞄准镜的生产、供应和安装都有明确要求，尤其是针对Mk.III“李·恩菲尔德”制式步枪的使用，而位于伦敦的潜望镜光学镜片公司（PP Co.）和伯明翰的阿尔迪斯兄弟公司是最早满足上述标准的两家公司。不过，这些狙击装备和光学器材的供应体系看起来却十分复杂和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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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迪斯”光学瞄准镜的物镜

首先，光学瞄准镜的镜筒和基座必须正确安装，但测距鼓并没有标识。然后步枪会成批送往比斯利进行试射，每支步枪必须达到在100码的距离上偏差不超过2英寸的程度。在试射过程中，测距鼓才被标识出来。接着，所有步枪还要被送往恩菲尔德的小型武器工厂，在那里进行测距鼓的刻划，同时还要在光学瞄准镜镜筒上标注与枪身匹配的序列号。

尽管程序复杂，但毕竟枪支的甄选和测试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据说“任意一个批次的送样枪支如果在测试中发现达到四分之一的数量不合格，那么整批枪支都会被认为不合格，整个采购合同都会被取消”。

枪支的包装运输同样复杂而细致。光学瞄准镜用专用的皮箱装好，与擦拭布和镜头盒一起安放在专用木箱里，这时就可以发运了。由于政府的吝啬，涉及这些步枪的调节、测试和发运的所有费用都将由军火供应商承担。实际上，这批狙击步枪的组装合同主要由三家厂商实施，其中包括：潜望镜光学镜片公司，该公司到战争结束前共为军方提供了4843支狙击步枪；阿尔蒂斯公司，该公司提供了3196支；来自美国的温彻斯特公司的907支狙击步枪。同那个时代所有的光学器材一样，当时的光学瞄准镜产品的镜头也会受阴雨和潮湿天气影响而起雾。尤其是放置镜筒的箱子受潮之后，想要重新确保干燥非常困难。

除了“恩菲尔德”步枪生产过程的繁复以外，瞄准镜安装基座的设计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和安装光学瞄准镜的德国“毛瑟”步枪不同，Mk.III“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的光学瞄准镜被安装在了枪身偏左的位置。这一设计思想的初衷是很难理解的，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军方高层并不十分清楚狙击作战的实际情况，而片面追求“李·恩菲尔德”式步枪装弹快、便于操作的特点，甚至要求能有效抵挡德军步兵的集团冲锋。这就给狙击手们带来许多问题，首先，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安装位置居于偏左的光学瞄准镜的妨碍，狙击手就无法采取对于射手而言最重要而有效的脸颊依托的瞄准射击方式，使射击的稳定性无法保持。脸颊和枪托顶部的有效结合可以确保在瞄准过程中获得较好的良视距，对于目标的快速识别和瞄准也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一种较舒适的瞄准和射击姿势。而当时PP、阿尔蒂斯和温彻斯特公司组装的光学瞄准镜全都是安装在枪身左侧，这样一来射手要么用左眼瞄准，要么抬头移开枪托用右眼瞄准。不过也有士兵想到了解决办法，他们用作战服将枪托层层包裹起来方便脸颊依托，甚至找来木块钉在枪托上达到相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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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菲尔德狙击步枪上的No.4号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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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菲尔德No.4（T）Mk1式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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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阿尔迪斯”光学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Mk.III短步枪


TIPS

Mk.III“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位置偏左的光学瞄准镜带来不少抱怨，如希斯凯斯·普里查所言：“仅仅是不明所以的政府和军方高层的意见，就把瞄准镜的位置设计在了偏左的位置，现在从防弹板的射击孔里瞄准射击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想这肯定是作战处出的主意！……”

这一令人不解的设计使得“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在多数场合都无法有效使用，这个问题德国人却根本不曾遇到过，所以让英军狙击手们非常恼火。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糟糕的设计，使得不少本来将成为英军狙击手目标的德军士兵从战场上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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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军狙击手希斯凯斯·普里查（Hesketh Pritchard）




 20世纪初弹药技术的新发展

我们知道，无论射手的水平多么高，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弹药，狙击手和狙击步枪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人们在和平时期的射击竞技运动中就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直到1900年，多数制式弹药的弹头都是圆形的，因为人们认为圆形的弹头有利于获得较好的“击倒效应”。但1905年在德国进行的一项试验表明，尖头弹头的射程和稳定性指标更优越，而弹头动能却不会损失。尖头弹头在飞行过程中能把弹头前方的空气波向后延展，从而有效减小空气阻力和反向拉力，德国人称这种尖头弹头为“Spitzer”（或称“S”弹）。而经过试验，美国人也于1906年采用了新的尖头弹头。随后到了1911年，英国人也开始采用尖头弹头。当时的这类尖头弹头多是由铅芯和金属外衣构成，但法国是个例外，他们生产的尖头弹头完全由实心铜合金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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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间在战斗结束后的街道上巡逻的英军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遭到隐藏在房屋和废墟中德军狙击手的伏击

20世纪初的弹道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人们已经知道子弹的整体外形对其性能有显著影响。通过研究和试验人们进一步发现，德国人的尖头平底“Spitzer”弹在超音速飞行阶段状态良好，但到了射程末端，子弹的飞行降到亚音速甚至更低，此时弹头前端的空气压力急遽变小，反向拉力成为影响弹头精确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将弹头底部改成逐渐变细的锥形以减小弹头尾部产生的反向拉力，从而将弹头的整体外形设计成了流线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船尾形弹”。这一改良设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使得一枚普通的标准制式子弹的最大射程提高到了1500码。由于尚未开发狙击步枪专用弹药，德国Gew.98步枪还为标准的7.92毫米“S”弹（Spitzgeschoss Patrone）重新设计了枪膛。从弹道学角度衡量，新的尖头弹药比上一代黑火药弹药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使用战前“商业民用型”步枪的德国狙击手很快发现，他们手里的步枪只能使用圆头的“Pat.88”弹药，而在使用新型的“Spitzer”弹（或S.m.K重型穿甲弹）时，枪管可能发生故障。所以后来出厂的部分步枪的枪身上都刻有“NUR FUR PATRONE-88, KEINE S-MUNITION VERWENDEN”的字样，意思是该步枪只能使用老式“Pat.88”弹药。由于新型弹头对枪管的侵蚀更大，起初只在机枪上使用，这也算是“S”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缺陷。

新型弹药的实际效果一时还难以被普通前线士兵感受到，但对精确射击带来的改善作用却非常明显。弗里曼特尔就曾提到：MK VII.303英寸尖头步枪弹的速度几乎是.450英寸“马蒂尼·亨利”（Martini-Henry）子弹的两倍，比MK VI也要高出20％以上。

[image: ]


德国人在20世纪初研制的尖弹头的“Spitzer”弹（或称“S”弹，左）

新型弹药的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弹头的速度和弹道轨迹上，而且对杀伤效果和创口形态也有很大影响，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的所谓“爆破弹”（或称“达姆弹”）。不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士兵都认为，德军（尤其是狙击手）在战斗中使用了“达姆弹”，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士兵对步枪弹药的效能缺乏了解造成的，一方面也和新型高速弹药造成了比以往更大的创伤有关。以.303英寸子弹为例，弹头出膛的膛压为18吨／平方英寸，枪口初速达2700英尺／秒，飞行过程中作2900转／秒的旋转运动。如果换成更为实际和直观的表述，这种子弹的威力看起来就更惊人。在100码的距离上，这种弹头可穿透9英寸（228毫米）厚的砖块、14英寸（355毫米）厚的石灰沙墙、18英寸（457毫米）厚的夯土和沙袋或者4.5英尺（1.37米）厚的松土。如果命中硬度仅相当于肥皂的人体组织，破坏力就相当大了，击中目标头部的子弹可以当即将目标头盖骨掀飞，甚至将脑组织掏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后，一些参加了越南战争的越南老兵仍然认为自己的战友是被对手使用的“达姆弹”击毙的。英国狙击手弗雷德里克．史莱斯就对发生在1915年堑壕战的一幕记忆犹新：

“当时黄昏刚刚降临，我身边的几名英军狙击手站在堑壕里的木箱上小心而仔细地观察着前方的无人地带，他们都很谨慎，看起来几乎不会被德军狙击手发现。然而就在这时候传来一声枪响，他们中的一人应声倒地，子弹准确命中了他的头部，伤口大的足以塞进拳头。这肯定是‘达姆弹’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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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是：英国.303英寸Mk.6圆头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7.92毫米“Spitzer”平底弹及7.92毫米“Spitzer”船型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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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兵工厂生产的.303弹旧照片，照片中看到有空尖结构的枪弹，也有后来的尖头弹

实际上，每个狙击手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准确命中和杀伤对手的机会，改造子弹也是个有效的途径。通过改变弹头的物理特性，如将弹头顶部切掉一部分，就可以减轻弹头的重量，从而改变弹头的弹道特性，甚至使弹头在击中人体组织后在目标体内翻动，杀伤作用十分明显。种种资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士兵广泛采用了这一方法，弗雷德里克·史莱斯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一次他在审问一名被俘的德军狙击手时，命令对方交出身上的所有装备：

“‘让我看看你用的子弹！’，于是这个德国人松开他的子弹并带把它交给我。我看了看，都是些常规的标准步枪弹。不过我相信一有机会他肯定会在这些子弹上做文章，并把它们派上用场……”

的确，德军使用了改造后的子弹，但基本都是用于战术用途。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次射击试验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将弹头从弹壳中拔出来，调个头再反装进去，威力将会大很多，基本上可以穿透当时的防弹钢板。这就是炮兵术语中的“空心装药穿甲弹”的前身，在专用的穿甲子弹出现之前，许多当时的狙击手都爱随身携带几发这样的子弹用来对付坚固的目标或是防护良好的机枪阵地。希斯凯斯．普里查认为德军狙击手经常使用这种改装后的弹药，因为他本人就曾在战场上发现了几发被遗弃的这种子弹。从1915年底开始，新的S.m.K AP穿甲弹又开始小批量配发给前线的德军狙击手了。毫无疑问，德军在穿甲弹的供应和使用上走在了协约国部队的前面。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制式弹药的生产过程都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所以弹药的质量一直保持了较高水平。尽管如此，狙击手们仍然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保证射击的精确而如何找出在质量上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一批弹药。具体地说，就是用于狙击步枪的子弹必须在外形尺寸、重量甚至火药装量等指标上保持严格一致。如果狙击步枪和光学瞄准镜在使用一批子弹进行试射后归零调节完成后，即便是使用来自同一家军火商的不同批次的弹药都会造成一定射击精度的变化。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生产.303英寸枪弹，但都无法制造专用的狙击步枪枪弹，所以只能由狙击手们根据实战经验自行判断手中的子弹孰优孰劣。赫伯特·麦克布莱德是历史上经验最丰富的狙击手之一，他认为当时许多历史悠久的军火商都能生产优质的弹药，而且规格非常丰富。而在此之中数基诺奇（Kynoch）、皇家实验室（Royal Laboratories）、格林伍德（Greenwood）和巴特利（Batley）这几家公司的产品最受欢迎。温彻斯特生产的弹药质量也不错，但其他的美国和加拿大公司生产的弹药就相对较差。在战斗中常有士兵反映部分美国生产的步枪子弹黄铜退火工艺较差，射击时容易在枪膛内膨胀，造成退壳困难。


 加里波利狙击战

1915年4月25日，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协约国希望通过这次登陆作战开辟第第二次世界大战场，不仅使前者直接向俄国提供物资成为可能，而且能彻底摧毁土耳其人的抵抗从而加速战争结束的进程。

从理论上讲这次行动还算说的过去，但谁也未曾想到大部分是临时征召的土耳其军队在防御战斗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高素质，英军和加拿大部队遇到的抵抗丝毫不亚于在法国战场上的遭遇，从而导致了登陆行动的最终失败。

战役伊始，许多协约国军官都发现土耳其士兵的射击水准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参战的澳新军团的水平，双方都很快构建了堑壕和狙击阵地。当战事进入僵局的时候，在交战双方战壕相距不到100码的距离上，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发现对面的土耳其部队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强大对手。尽管没有装备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土耳其狙击手们仍然让入侵者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澳新军团每天死在狙击手枪下的士兵有12人。土耳其步兵装备的是与Gew.98相似的7.65毫米“毛瑟”式步枪，和他们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一样，很多土耳其士兵都有丰富的狩猎经验。战斗非常激烈，从登陆作战第一天起，澳新军团的伤亡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头部中弹的情况不在少数。士兵们被迫学会了时刻保持将身体放低弯腰前进的姿势，而不注意这么做的人很快就付出了代价。无意间的抬头和四处张望都时常会引来土耳其狙击手的子弹，即便是在夜间，阵地上也常有士兵们中弹时发出的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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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战役中的英军战壕，使用李·恩菲尔德狙击步枪的狙击手


TIPS

达姆弹（Dumdums），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扩张型”子弹。子弹本身口径不一，多半由步枪发射，然而所造成的伤口与口径成倍数相差，并且与口径成正比。

[image: ]




土耳其士兵没有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他们的狙击手一般都是通过机械瞄准方式作战的。与西线的德军一样，土耳其人占有一定战术优势，尤其是他们占领了较高的地势，使他们居高临下射击协约国阵地上的目标更容易，而且他们拥有德国教官进行狙击训练和指导。不过，澳新军团里也有优秀的射手，尤其是袋鼠猎手出身的澳大利亚士兵和新西兰猎鹿人，他们是天生的狙击手，懂得如何精心伪装和潜伏，不但反应迅速而且射击精确，在300码的距离上很少失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第5轻骑兵团的比利·辛（Billy Sing）。比利·辛使用的是一支标准的MK III“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枪上可能安装有觇孔式瞄准具。比利·辛的狙击战术十分简单而有效，他身边的观测手会仔细观察和等待粗心的土耳其人的出现，而比利·辛会一直耐心地等到目标放松警惕完全暴露自己后再开枪，以确保一击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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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登陆战中被俘虏的土耳其狙击手（中）

比利·辛曾取得9次经确认的单日最高成功狙杀记录，他的出现在交战双方军中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土耳其军队甚至派出了来自奥斯曼近卫军的王牌狙击手阿布都尔（Abdul）对付比利·辛。阿布都尔也确实名不虚传，参战不久就将澳大利亚第1师师长布里基斯少将（Major-General Bridges）击毙。而比利·辛和阿布都尔也最终在一次战斗中遭遇，二者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但比利·辛出手更快，他射出的子弹正中阿布都尔前额，阿布都尔当场毙命。


TIPS

比利·辛的父亲出生在上海，他本人则出生于昆士兰州中部的克勒蒙特镇（Clermont），拥有印度和英国血统。比利·辛在参战前就是当地一家射击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是当地有名的袋鼠猎手。根据他的战友，同时也是比利·辛的观测手的伊恩·伊德里斯（Ion Idriess）的形容，比利·辛“貌不惊人，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留着一撮山羊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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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至9月间，比利·辛经确认的成功狙杀记录为150人，如果加上未经确认的记录则达201人。加里波利战役结束后，比利·辛继续在西线战场上服役，由于作战英勇表现突出，后来他曾被授予大英帝国杰出贡献勋章（DCM）和比利时政府颁发的战争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

其实，包括比利·辛在内的澳新军团士兵没有一个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狙击手，不少缺乏经验的澳新军团士兵只是用一面小镜子观察目标，然后迅速探出掩体瞄准开枪。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拙劣的，不少士兵就这样成为土耳其狙击手枪下的牺牲品。澳新军团士兵弗兰克·布伦特（Frank Brent）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

“在我旁边的就是和我在一个营的罗比·罗宾森，我刚还看见他侧过脸来冲着我笑，突然之间传来一声枪响，他一头倒在我肩上。土耳其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颈动脉，血溅了我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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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登陆战役中的澳大利亚王牌狙击手比利·辛（Billy Sing）

由于一时对土耳其狙击手的威胁束手无策，参战的澳新军团只得要求皇家海军增援大量的钢板来制作防弹板和射击孔。在战场压力下，澳新军团士兵也开始学会一些必要的伪装和野战技巧。他们在一些地势高的地方构筑自己的狙击阵地，同时采取两人一组的狙击小组进行反狙击作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断成为被狙击的目标。一名参战协约国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当天早晨我们一起进入堑壕，通过潜望镜观察对面土耳其人的情况，一名狙击手在我们身边随时等待射击的机会。突然之间‘砰’的一声枪响，迪克右脑中弹，他一声不响地倒在我们脚下。我想这个土耳其狙击手一定就藏身在距离我们阵地前沿很近的位置上，而且伪装得很好……”

为了对付土耳其狙击手，许多枪法出众的士兵被编在一起执行狙击手的作战任务，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狙击装备，很多狙杀战绩是用目测瞄准和觇孔式瞄准具取得的。其实早在战前，一些英国生产的光学瞄准镜就曾供应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常见的就是经授权在澳大利亚生产的“BSA-马丁”（BSA-Martin）光学瞄准镜。这些光学瞄准镜从1907年起就在一些民间射击运动中大量使用，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时有不少澳新军团的军官把它们带上了战场，在战斗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除了“BSA-马丁”以及当时的“拉提”和“内尔”的产品外就没有其他的光学瞄准镜了。到了1916年初，澳新军团来到法国战场，士兵们开始接受一定的狙击训练，所有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军队开始与英军一样统一使用“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战后，澳大利亚也在久负盛名的“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自己的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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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登陆战役中的澳大利亚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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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转折点——重建优势的协约国狙击手（1916-1918）

“我们奉命越过城里的房屋建筑向前快速推进，这绝对是个危险而不讨好的任务。在街道上，我们是暴露在外的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很好瞄准的良好目标。这些法国的房屋大多有地下室和酒窖，而这些都是良好的伏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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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局不利，英军狙击手的处境毕竟还是得到了逐步改善。到了1915年的最后几个月，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开始小批量配发给前线的英军士兵。不过，有了专用作战装备不代表就能发挥武器的最大效能。士兵们并不清楚如何有效使用这些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步枪，甚至不知道如何进行校准，很多英军狙击手先前并没有接受过如何正确保养和调整瞄准镜的训练。希斯凯斯·普里查曾谈到他的一次经历：

“我正在阵地上巡视，发现一名士兵正摆弄着一把安装有‘伊万斯’光学瞄准镜的崭新的狙击步枪，脸上却满是疑惑的表情。我走上前查看了一下枪上的测距标尺，发现被定在了100码的距离上。‘你看看这里’，我对他说，‘你把标尺定在100码，可是德国人的堑壕离这至少有400码’，他听了我的话仍然是一片茫然。

‘你以前用过这种步枪吗？’我问他。

‘没有，长官！’

‘那你了解它吗？’

‘不了解，长官！’

‘那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是堑壕里的装备库配发的，长官！’

‘具体是谁下发的？’

‘是军需官，长官！’”


 英军狙击训练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很明显，考虑到1915年英军的情况，除了装备不足的问题需要解决外，狙击手的训练也急需提高。克鲁姆、彭伯希、弗里曼特尔、里察德森（Richardson）以及希斯凯斯·普里查都曾大力倡导和推动狙击手的训练计划，并计划在1915年初建立半官方狙击训练学校。正如克鲁姆所言，“我们头脑里的想法已经逐渐成熟，部队里已经有上百人响应我们的计划。如果能够得到实施，我们的狙击水平一定能得到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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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战壕，摄于1916年

同前线军官一样，英军的高层指挥官也逐渐认识到有效组织和训练狙击手不仅能使自己重新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而且能极大降低伤亡和提高士气。经过不懈努力，英军高层终于在1916年初接受了组建专门的狙击训练学校的建议，并且在法国建立了第一批侦察、观测与狙击训练学校（SOS），分别隶属于英军第1、第2和第4军。在这些狙击训练学校里，学员都是由各军中的战地指挥官组成，他们士气高昂，希望通过专业的训练成为优秀的狙击手。起初英国人计划把狙击教官派回到他们原先隶属的部队中去，来指导和训练当地的狙击手，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并不是个好办法。时任英军第3侦察、观测与狙击训练学校（SOS）教官的彭伯希对建立狙击训练学校之初遇到的困难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

“训练科目覆盖了狙击作战中的方方面面，十分复杂，而学员必须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完成所有科目的训练。而不少学员在这之前甚至连军用地图和棱镜都不知道怎么用，现在他们必须在十几天时间里完成和平时期需要6个月才能完成的训练。”

具体的训练科目都在在实战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狙击教官也拥有丰富的狙击作战经验。如来自英军第一军苏格兰步枪团的格雷（Gray）中尉，他本人不仅是团里的狙击手，战前还是当地有名的神射手，他的丰富经验对于狙击训练学校而言是无价的财富。

狙击学校建立后，训练科目和课程大纲也逐步完善起来，除了针对射击进行的训练外，还重点培养学员的纪律性、耐心、韧性和忍耐力，而这些特质往往是比射击技术更加重要的。很快，许多有志成为狙击手的学员就在训练中被证明是不合格的，而起初并不被看好的一些学员却脱颖而出。如第2侦察、观测与狙击训练学校（SOS）的N·阿姆斯特朗所言，最有希望成为优秀狙击手的是那些“猎手、捕兽人、勘探员，甚至偷猎者”，而在比斯利射击大赛上取得的好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彭伯希指出：

“经验告诉我们，出色的射击竞赛成绩（如比斯利大赛）并不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必须具备的。在和平时期，在特定距离上射击固定目标相对容易得多，而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里，发现、瞄准和射击隐蔽良好甚至快速运动的目标就会非常困难。”

所以，一些学员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仍然离一名狙击手的标准相差甚远，但其中有些人同时也表现出作为观测手的潜质，从而可以与狙击手协同配合作战。此外，学员在心理素质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对于即将到来的与德军狙击手的对决，有人认为：

“狙击手扮演的角色是和士兵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不一样的，二者都不轻松。不管自己是否在战斗中消灭了对手，我都不愿过多去考虑。我要做的仅仅是避免被对手消灭，如果对方对自己没有形成真正威胁，那么也没有绝对的必要去消灭对方。”

在几个狙击学校中，由于隶属的部队不同，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有微小区别，但一般整个训练过程将持续14天，内容基本覆盖了作为一名合格的狙击手所需要具备的各项作战技能。以隶属于英军第2军的狙击学校为例，该校所设置的课程就较理论化，它的课程包括射击、枪械组装、目标快速识别、观测侦察与报告、射击孔和狙击阵地的使用、读图识图等。

在希斯凯斯·普里查看来，对于一名狙击新兵需要掌握的所有作战技能来说，难度最大的莫过于测距和风向风力判断能力。距离的判断相对容易，诸如房屋、篱笆以及窗户一类的物体都是很好的测距参照物。不过在300码（270米）的距离上，一个人体目标的目测高度大概是24英寸约0.61米，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了。如果能一枪命中目标头部自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对距离判断的偏差哪怕只有2英尺（约0.61米）都会导致子弹越过目标头顶或打在目标身后的地面上。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命中概率，英军狙击手们参照了德军的做法，将狙击步枪的标尺定在300码距离上，实际瞄准点放在目标的嘴部，这种方法是很实用的。如果瞄准精确，子弹将准确命中目标嘴部，基本可以造成目标当场死亡。即便判断稍有失误，也可确保子弹击中目标头部或胸部，效果仍然是致命的。不过，这种情况下目标也不是完全没有幸存机会，西格弗雷德·萨森（Seigfried Sassoon）中尉在索姆河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就成为德军狙击手的靶子，他回忆道：

“我刚刚从堑壕里探出头去，突然感觉到一阵风迎面吹向身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被身后爆炸的一颗炸弹或手雷击中了，但实际上是来自前方德军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了我。从那以后，我对这场战争和生命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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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的战壕

但由于这名狙击手的判断有些失误，子弹从他的肩部穿过而没有命中他的要害部位，西格弗雷德·萨森很幸运的活了下来。和德国的光学瞄准镜产品不同，英国的光学瞄准镜上的分划线并没有用来测距的设计，所以对目标和其他景物的观察才是测距和判断风力偏差最重要的依据。

在一次战斗中，二等兵詹姆士·希尔（James Hill）奉命消灭英军阵地前沿某处的两个德军观测手，他描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

“我小心的匍匐前进，用手里的.303口径步枪拨开前方的草丛，草叶的阻挡对我的行动是个很大的障碍……我瞄准了其中一个德国人，但正当我扣动扳机时一滴露珠落入我眼里，子弹击中了他旁边的另外一名德军士兵。随后我立即低下头伏在草丛中呆了至少半个小时，在确定不会招致报复性还击后我缓慢地向后方撤退。由于只能用膝盖和手肘匍匐行进，短短的50码距离几乎花了我2个小时。而我没有沿直线撤退，而是走了一条‘Z’字形路线。很明显，如果我沿直线爬行的话，身下被压倒的草丛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一条醒目的轨迹，这在很远的距离上都会是清晰可辨的，这样会暴露自己……”


TIPS

英国狙击学校的狙击教官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测风方法，他们把风力定为6个大小不同的基本级别：轻柔、微风、中度、较强、强风和大风，狙击学员要做的就是通过草木的形态判断风力的大小。如果地面的草叶随风轻摆，那么风力属于轻柔级别，风速大约在1.6～3.2千米／小时；如果草叶被风吹的倒下甚至紧贴地面，那么此时的风力就很强，风速至少是19～24千米／小时。尽管如此，对于风力偏差的判断仍然是较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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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目测估算外，还有测算表可用，这样可以根据给定的数值作测距和风力偏差估算之用。不过，仍有不少狙击学员无法有效掌握测算表的使用。所以，多加练习和积累经验对于狙击作战水平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

为了保证射击的稳定性，狙击学员还要练习如何正确持枪、正确呼吸以及正确的脸颊／腮帮依托的瞄准姿势。在这一过程中，呼吸的调节、扳机的扣动方法以及枪托是否顶紧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狙击手在击发完成后都会习惯性的立即放下枪，这一做法无疑对瞄准和跟踪连续射击都会带来不利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技能是几乎无法通过教授的方法让学员们有效掌握的，而这对每一名狙击手而言又往往是性命攸关的，那就是耐心。头脑不冷静和急于求成的人永远无法成为合格的狙击手。

狙击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把堑壕战的作战特点融合到了狙击作战战术的教学中，学员们不仅要学会如何构建埋伏阵地，而且要掌握正确的运用方法。在实际作战中，很多狙击手都是因为在进入狙击阵地时的不谨慎或是忘记关闭防弹板上的射击孔而被射杀，无意之间发出的亮光更是成为来自对方报复性射击的依据。

自1915年夏开始，英国的侦察、观测与狙击训练学校（SOS）开始建立全套完整的根据实际作战经验编制的教学大纲体系。由于当时的装备匮乏，学员们只能尽可能使用自己手头的装备，这就造成当时狙击学员们手中的步枪和光学瞄准镜五花八门的现象。而在当时，狙击手最需要的基本装备其实是堑壕里使用的潜望镜和观测望远镜，这对于在堑壕里观测对面的德军阵地是十分有效的。尽管装备上的劣势非常明显，但英军狙击学员们很多人在参战部队中就执行过狙击手的任务，而在狙击学校里，他们能得到接受更专业的指导和训练的机会，这是相对于装备来说更为重要的。希斯凯斯·普里查曾谈到他见过的一名英军狙击手，此人使用的是一支安装光学瞄准镜的步枪，他的狙击方式竟是趴在堑壕胸墙上，不时的探出头去瞄准射击，然后再缩回头，如此反复。在希斯凯斯·普里查看来，这样的狙击手在战场上的生命期只能以天来计算而不是周。

1915年初，随着狙击学校的建立，英军还开始组建自己的狙击作战单位，该作战单位的建制为班或排级，由16名狙击手、一名上士和一名中士组成，后者直接向狙击官负责。而在实际作战中，由于训练、调离和伤亡情况的发生，每个狙击作战单位的规模通常都在变化，但人数一般不超过10人。在战线后方进行的狙击训练往往只进行10天左右，此后学员们就会被尽可能快的送回前线，而完全在后方进行训练的狙击学校在1916年底的斯塔福德郡成立，在这所学校里，整个狙击作战的教学和训练将持续17天。

在不同的狙击学校里，课程的设置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隶属英军第1军的狙击学校在教学上就尤其注重理论的培养，而第2军的狙击学校的课程特点则更贴合前线狙击手的作战实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所有狙击学校都特别注意到对狙击手夜战能力的培养上。克鲁姆本人在教学中就采用了让学员佩带焊接护目镜的方法模拟夜间作战，有时也干脆直接采用夜间训练的方式。在夜间环境下，测距是尤其困难的，所以要点在于平日里就要注意观察和判断关键区域的距离值。通常这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多数狙击阵地上都有狙击手们自行手绘的战场地图，图上对周围所有重要地形地貌都有标记，对于几个关键地域的距离值都有标定。

根据狙击学校的教学理论，狙击手在昼间侦察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对任何异常情况的记录和报告，因为这些信息对于前线战场情报收集是至关重要的。从希斯凯斯·普里查记录的一次战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工作的意义，当天在英军阵地每日例行战场报告中提到，在对面德军阵地上的堑壕胸墙上发现了一只花斑家猫，这在此地的英军狙击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这只猫是否具有特别意义的争论。结果这一情况被忽略了，但猫的出现仍被记录在了每日例行战场报告中。不久英军的一名情报官员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随即联络皇家空军侦察机对这一区域的德军阵地进行空中照相侦察，结果发现对面的德军正在此地秘密修建一处大型工事。于是英军炮兵部队马上对德军阵地实施炮击，事后证明此处是一个在建的德军指挥中心，而及时的炮击将这个指挥中心连同里面的德军官兵一并成功摧毁。不过，这只花猫的结局就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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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位于法国境内作战的英军狙击手在废墟的掩护下寻找目标

到了1916年春，大量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源源不断的送往英军前线，英军狙击手的作战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狙击作战的主动权已经不再为德军狙击手一手把握了。


 拉沃特效应

在狙击手和侦察兵的训练培养方面，英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个优势，那就是“拉沃特”（Lovat）侦察兵部队。“拉沃特”侦察兵部队是苏格兰贵族拉沃特于1900年组建的，当时的成员约有200人，他们的特点是侦察、伪装和野战能力十分突出。更重要的是，“拉沃特”侦察兵部队使用了一种称为“吉利服”（Ghillie）的伪装服，而这正是当今各国狙击手的标准伪装衣的起源。

“吉利服”是根据苏格兰高地的自然环境特点设计制作的，穿着者同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多少加以改造。通常情况下的“吉利服”都是由粗麻布制成的宽松罩袍或外套构成，外表面常装饰有暗绿或深棕色的绳条，这样以来可以有效隐藏穿着者的身体外部轮廓。有时穿着者也在“吉利服”上点缀一些草枝树叶一类的绿色植物，伪装效果就更加明显。希斯凯斯·普里查认为，除非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侦察兵，否则即便是在9米的距离上都很难发现伪装良好的“拉沃特”侦察兵。“吉利服”的出现深受狙击手的欢迎，除了自行制作“吉利服”外，一些前线狙击手还常按照军用雨衣的样式改造成适合自己穿着使用的狙击伪装服，或者干脆制成卡其布面料的连体伪装服。为了达成较好的伪装效果，狙击手们还常在衣服表面涂抹污泥和枝叶，使其很好地融入自然环境中。一些狙击手甚至从炮兵部队弄来了棉麻织物制成的网眼布，自行做成罩袍当成伪装服使用，由于这种网眼罩袍轻便、透气而且不影响狙击手行动，效果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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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狙击手穿着的“吉利服”（Ghillie）伪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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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身着“吉利”伪装服的美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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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服”

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丰富，狙击手们很快发现，平顶的制式军帽很容易暴露自己，对于狙击作战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于是很快被一种针织软帽所取代。这种针织软帽可以一直向下拉到颈部，把面部罩起来，只留眼部的两个小孔方便观察。克鲁姆曾提到自己手下的狙击手在作战中还曾佩带过面具，面具的表面用颜料画上植物、砖石或者泥土的图案，这样狙击手头部的整个外观轮廓就被完全破坏和隐藏起来了。狙击手们也开始注意伪装自己的狙击步枪，他们将防潮布或是将沙袋撕碎后做成的碎布条包裹在步枪枪身上，这样整个狙击手的外部特征就很难辨认了。

1917年初，专用的狙击手伪装服开始批量装备几个主要交战国部队。


TIPS

吉利服分两件式和一件式两种，两件式的最常见，多用普通丛林或沙漠伪装服改装而来，有的狙击手喜欢用单色的制服，也有的用虎纹或其他“高科技”图案的伪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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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沃特”侦察兵对于狙击作战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伪装技术的改进，更是利用自然环境进行侦察和野战技能的提高。狙击训练中的一项特别的科目就是让狙击学员尽可能隐蔽地离开堑壕，匍匐前行到指定地点后起身标明自己的位置，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观察员发现，那么就是合格的。有趣的是，与陆军和海军的其他作战单位广泛使用不同，观测望远镜在狙击部队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英军广泛使用的一种原是用作狩猎的20x的望远镜就非常有效，这种望远镜的放大倍率在各种军用望远镜中仅次于海军望远镜，它的正截面很小，镜筒上的滑动挡光板能有效阻挡镜头反光，从而避免暴露观测者的位置。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一名训练有素的侦察兵使用这种望远镜可以很容易发现16千米外的敌军活动，在更近的距离上观察到的细节信息则更多。希斯凯斯·普里查对于“拉沃特”侦察兵的评价是：“如果他们报告了什么，那么事实也一定是那样”。弗里曼特尔更是认为狙击手的侦察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侦察望远镜就是狙击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名英军狙击新兵的经历非常鲜明的证明了这一点：

“在使用望远镜的过程中，我获取了非常重要的作战经验。当天我在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德军阵地时发现270米外的地面上有个可疑的阴暗区域，我仔细观察了很久都无法辨认那里面的一个圆形亮点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认出那旁边是一张德军士兵的脸，他有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我尚未作出反应就看到那里冒出一缕轻烟，子弹呼啸而至。幸运的是我没被打中，子弹击中了我头顶的沙袋……”

不过，长时间使用侦察望远镜容易产生眼部疲劳，所以英军一般采用两人一组的侦察方式，这样可以一人观测另一人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休息眼部的最好方式就是无聚焦的平视，注视中等距离上的绿色植物是放松眼部肌肉的最好方法。

在狙击学校的教学课程里，除了官方的系统科目外，还有一些是狙击手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那就是经过实战检验的那些优秀狙击手的作战经验。一般说来，外形、光泽、轮廓、阴影和动作这几个要素是在侦察和狙击中观测目标的最重要的几个参考要素，所以有些方面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首先，光学瞄准镜和望远镜的镜头很容易形成反光而被对手发现，所以应该采用细网覆盖包裹以减小反光；其次，狙击手的脚部伪装常被忽视，但对于采用匍匐姿势的狙击手来说，脚部很容易暴露自身的身体轮廓；再者，如果作战环境较干燥，枪口下方的地面上也应该用湿沙包袋铺覆，以免射击时产生扬尘而暴露狙击阵地；在密林中应该尽量避免开火，因为茂密的枝叶容易干扰子弹的飞行；此外，留意附近鸟兽的异常举动也非常重要，因为那往往是敌情的最好预警信号……

伊恩·伊德里斯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时就曾遭遇一名土耳其狙击手，当时这名藏身远处麦田中的土耳其狙击手击中了澳新军团中的一匹战马，于是士兵们立即四下散开。根据伊恩·伊德里斯的判断，在这样的地形里对手的观测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于是他大胆的转移到一条干涸的沟渠中，在这片广袤的农田中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谨慎的爬行搜索，希望能最终消灭这名土耳其狙击手：

“这个狙击手一定就在这片麦田里的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潜伏着。他虽然静止不动，但他会观察会聍听，而且随时会瞄准我的脑袋开枪……我下巴紧贴着地面，缓慢地在麦田里爬行，同时尽量不惊动头顶盘旋的小鸟……突然不远处一个物体的移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定睛一看发现那是一个人面部的颧骨部分！随后光学瞄准镜、黑洞洞的枪口和扳机也一一显现出来。不过在我和他之间有不少麦秆，这都可能阻碍子弹的飞行，而我只有这一次机会。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迅速举枪击发……土耳其人应声倒地。我过去查看了一下，他眼睛紧闭，嘴却张得很大，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一次不经意的移动让自己送了命……”

随着大量专业狙击手的出现，反狙击作战逐渐进入高潮，狙击手之间的对抗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负。隶属于英军第51山地师的狙击手史莱斯在自己的作战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16年的一天里与一名德军狙击手之间的对抗，当时史利斯正在防弹板后瞄准对面的一名德军狙击手，对方也发现了史利斯并率先开火，子弹打在距离史利斯面部仅5厘米的钢板上。史利斯迅速稳定了一下情绪再次瞄准，手指刚刚握住扳机，德军狙击手再次开火，子弹又一次击中了防弹板。子弹撞击产生的强烈震动使史利斯无意间扣动了扳机，当史利斯再次通过瞄准镜观察德军狙击手的位置时，发现后者意外地已被自己射出的子弹击毙，德军狙击手使用的步枪落在战壕边，正被战壕里的德军士兵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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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士兵从战壕里观察

随着战局的推进，英军狙击手的作战水平越来越高，在与他们的德国对手之间的对抗中表现的越来越有创造力。英军狙击手——二等兵杰克的·罗格斯（Jack Rogers）曾奉命消灭一名在英军阵地附近潜伏的德军狙击手，此人一直在伺机朝英军堑壕射击，并且狙杀了多名英军士兵。英军狙击手并不能确定德军狙击手的具体位置，于是沿英军防线前沿设置了3个狙击阵地，分别朝向德军狙击手可能隐藏的方向。杰克·罗格斯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通过当晚在指挥部的讨论，我们大概确定了德军狙击手的位置，并且在地图上标识了出来。三个狙击阵地上的狙击手都非常清楚彼此的位置和对方的方位，一旦上述位置有德军狙击手的活动，几个英军狙击阵地都会同时开火……”

不久，这一地区德军狙击手的活动就逐渐平息了。英军狙击手甚至开始使用装扮得非常逼真的半身假人来引诱德军狙击手暴露位置。采用这种战术的英军第一军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击毙了70多名德军狙击手，其中有60多人是因为射击了假人而暴露的。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狙击手都有写日记的习惯，通过日记可以记录一些作战的细节和个人战绩，如狙杀记录、射程、射击参数设置和天气状况等相关信息。尤其是狙杀的记录是特别注意保存和记录的，甚至有部分狙击手在狙杀对手后割下对手头皮以作纪念，当然当时多数士兵对这种做法并不赞同。其实这并不是对个人荣誉的追求，而是为了对每个狙杀记录进行确认，而当时是很少有狙击手告诉外人自己真实的狙杀记录的。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一次狙杀声明是无法被确认的，往往只能表明“可能”。这就避免了虚报战果的情况发生，也有利于情报官员确认作战效果，对狙击手们本身也是最准确的战场态势的评估，即便是在今天这一点也仍然适用。

不过，战场上一些狙击手们公布自己在超远距离上的狙杀战绩也往往都有夸大的成分。在堑壕战中，狙击手的射击距离一般不超过180米，部分狙击手的狙击阵地有时更近。而少数狙击手活动在战线后方，此时的狙击距离就比较远，达到270～450米。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瞄准镜的放大倍率是有限制的，射程超过一定限度时，一枪命中的情况就相当难得了。德军在1915年初的一份战地报告中曾经提到：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的有效射程为300米左右。英国人也认为在540米的距离上想要击中对面德军士兵的头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随着1916年夏季的结束，交战双方的血战暂时告一段落。协约国军队在索姆河战役中虽然损失巨大，但英军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手们终于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堑壕狙击作战中占据了主动。


 英联邦狙击手的作战情况

自1915年进入堑壕作战时起，加拿大军队就遭到了德军狙击手的沉重打击。来自帕特丽夏公主轻步兵团的乔治·汉考克斯（George Hancox）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最主要的伤亡来自敌狙击手，我们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状况必须加以改善。所以我们团很快就组建了一支狙击手部队，其中的成员都是猎手出身，个个枪法出众。他们在前沿阵地上精心选择了可以很好观察到对方阵地的位置，一旦有德军士兵出现在视野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很难统计他们的战果有多少，但我相信他们会给我的战友报仇……”

尽管和英国人参战伊始的遭遇相似，加拿大军队却有着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在参战时就拥有非常有效的狙击步枪——“罗斯”M1910。该枪由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s）于1896年设计完成，采用直拉式枪机和双段扳机设计。起初准备使用的是威力较好的0.28英寸“罗斯”步枪弹，但后来改为英国采用.303英寸枪弹，所以枪膛的设计也因此作了修改。由于精度较好而且便于快速制造，再加上配套使用的大口径“沃纳”（Warner）和“斯瓦塞”（Swasey）M1908式（后改为M1913式）棱镜式光学瞄准镜，加拿大狙击手的作战装备并不落后。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拥有先进狙击步枪的加拿大狙击手在反制德军狙击手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沃纳”式光学瞄准镜价格十分昂贵，每只售价超过11英镑。但从各方面综合考虑，较之其他光学瞄准镜产品都拥有较大优势，尤其是镜筒的调节非常简便易用。不过，“沃纳”式光学瞄准镜的缺陷也很明显。柯蒂斯（W. B. Curtis）中尉是加拿大远征军第31营的狙击手，他在向加军第6步兵旅的一次汇报中曾提到加拿大狙击手们对“沃纳”式光学瞄准镜的评价：

“镜头做工不错，视野非常清晰。但镜筒的俯仰调节容易对归零调节产生一定偏差，尤其是完成一次射击后，往往不能完全复位。也就是说，连续射击两次后，弹着点通常都不在一个点上，所以必须经常调整瞄准镜才行。我们有时改用‘阿尔迪斯’瞄准镜，效果不错。还有一些狙击手建议大家使用‘温彻斯特’A5，他们觉得这才是最好用的……”

此外，“沃纳”式光学瞄准镜还有其他问题存在。比如说，镜筒的目镜设计不佳，后来人们在目镜外部附加上了橡胶圈，这样在射击的瞬间可以保护射手的眼睛。镜筒安装基座也有问题，楔形榫头的结合不牢，尽管每只光学瞄准镜都是手工安装的，但在使用中仍有松动的情况发生。加拿大狙击手赫伯特·麦克布莱德有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他用剃刀将木头切成很薄的楔子，用海水浸泡后填入缝隙中，这样就非常牢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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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斯瓦塞”M1913光学瞄准镜的“罗斯”Mk.III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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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拿大狙击手赫伯特·麦克布莱德（Herbert Mcbride）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加拿大狙击手却是大战爆发初期协约国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一群士兵。到了1916年2月，加拿大狙击手已拥有500支安装“沃纳”式光学瞄准镜的“罗斯”式狙击步枪，而“沃纳”和“罗斯”的组合尽管曾饱受非议，在当时却是光学瞄准镜和步枪的最有效组合。赫伯特的·麦克布莱德曾隶属于加拿大远征军第21营，他这样评价“罗斯”式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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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的加拿大军队的战壕

“精度非常好，在使用MK.VII枪弹时非常可靠。虽然现在对‘沃纳’和‘斯瓦塞’式光学瞄准镜提出批评的人很多，但在我看来，这是那一时期最好的狙击步枪。”

随着战事的推进，加拿大狙击手对光学瞄准镜的需求缺口仍然很大。于是加拿大军方转而采购“温彻斯特”A5，数量大约在75到100支之间，此外还包括一些潜望镜光学镜片公司的光学瞄准镜产品，二者均安装在“罗斯”式步枪上。后来，不少加拿大狙击手还得到了“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同样安装上述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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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远征军第20营的狙击手

不少加拿大狙击手也有机会入选自己的狙击学校训练，但选拔的标准相当严格，淘汰率高达25％，而那些有光学瞄准镜使用经验的士兵则更占优势。在狙击手的训练和战斗过程中证明，来自加拿大本土的狙击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最优秀的，他们的丛林生存技能、耐力和敏锐的眼力使得他们非常胜任战场上的狙击作战任务，而且事实也证明加拿大狙击手的狙杀记录相当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优秀的狙击手之一——来自加拿大的弗朗西斯·佩格玛加伯（Francis Pegamahgabow）下士就曾使用一支“罗斯”式狙击步枪取得了376次成功狙杀记录。1916年，“罗斯”式狙击步枪被更可靠的“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取代，不过仍有不少“罗斯”式狙击步枪继续在加拿大军中服役，直到大战结束。有趣的是，加拿大狙击手们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罗斯”式步枪在使用机械瞄准具时比安装光学瞄准镜更有效。赫伯特·麦克布莱德也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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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大略团第21营的加拿大狙击手，使用的是安装“沃纳”光学瞄准镜的“罗斯”式步枪

“光照良好的情况下，我会使用光学瞄准镜，否则我就用机械瞄准具。在使用机械瞄准具时不仅可以观察目标，还可看到更多目标周围的环境。而光学瞄准镜有时并不比机械瞄准具好用，尤其是在雾天和光照特别强烈的天气里，镜头容易虚化，目标成像也容易产生变形。所以，在我看来，觇孔式瞄准具往往更适合狙击作战……”

的确，经过改良设计的机械瞄准具在测试和实际作战中表现不错，在狙击学校的训练中往往表现得比光学瞄准镜更好。有些狙击学校干脆使用安装机械瞄准具或觇孔式瞄准具的P14步枪进行训练。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在光照正常、早晨和傍晚时分，光学瞄准镜是非常适用的。

除了加拿大狙击手以外，南非军队也有表现出众的射手，一些南非部队甚至组建了特别狙击分队。但与别国有所不同的是，南非培养狙击手和建设狙击手部队的工作是在一位腰缠万贯的慈善家——阿比·拜雷（Abe Bailey）的资助下进行的，政府批准他组建一支规模约为100人的狙击部队，而因此涉及到的一切费用均由阿比·拜雷支付。阿比·拜雷的“拜雷南非步枪团”（BSAS）虽由私人资助成立，但对士兵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只有通过了下列科目测试的士兵才能正式加入。例如，卧姿5发射击、奔行30步后距离180米目标的5发射击以及在距离目标180米、270米和450米距离上的5发速射。其中，在速射科目的测试中，每个模拟目标出现在视野中的时间仅有5秒。最终，这支部队中有24名士兵在内维尔·麦斯文（Neville Methven）中尉的指挥下，于1916年中前往法国战场参战，而内维尔·麦斯文本人就是名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后来，这支部队先后转战阿拉斯（Arras）和帕斯尚达尔（Passchendaele）地区，甚至在索姆河战役的后期被配属在英军团级部队中作战，如英军第2皇家步枪团和第1北安普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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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步枪团，摄于1916年底


TIPS

“拜雷南非步枪团”在作战中取得的战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对狙击手作战的效能有很好的诠释作用，而这一点长久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以及军方人士争论不休的话题。内维尔·麦斯文在战后接受采访时提道，在2年半的服役时间里，整支部队共取得成功狙杀3000名德军士兵的记录，而他本人的个人成功狙杀记录也超过了100人。考虑到这支部队的整体实力，取得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绩并不奇怪。后来，内维尔·麦斯文因在战斗中的杰出表现和巨大贡献被授予作战十字勋章。而“拜雷南非步枪团”在战争中的伤亡损失高达35％，却仅占整个南非参战军队伤亡人数的5％。



值得一提的是，“拜雷南非步枪团”（BSAS）装备的虽是“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但安装的并不是标准的PP光学瞄准镜，而是“阿尔迪斯”MK.3光学瞄准镜。这种光学瞄准镜的质量在当时是非常优秀的，当然也售价不菲，每只价格高达14英镑，几乎是当时最贵的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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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安装了“阿尔迪斯”光学瞄准镜的SMLE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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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军狙击手，枪上安装的是“温彻斯特”A5光学瞄准镜


 美军狙击手参战

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但从参战一开始美军就立即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残酷的堑壕战令美军措手不及。进入堑壕作战的第一支美军部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德军狙击手的密切监视之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因从堑壕胸墙里轻率的探头出去张望而被德军狙击手狙杀的美军士兵不在少数。初次踏上战场的美军狙击手们也非常兴奋，甚至认为狙杀德国人的过程就像打野鸭一样容易。显然，他们大大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在参战的头几个月里美军狙击手伤亡很大。

美军狙击手以连为建制，和英联邦国家狙击手一样被配属在自己所属的步兵作战部队中，两人一组活动在阵地前沿区域。美军中的狙击人才其实并不缺乏，士兵们不少都是猎手出身，枪法高超。由于没有自己的狙击训练学校，美军狙击手都是在英军的狙击学校里训练，许多人得以通过测试和选拔并且得到了好评。英军军官彭伯希少校认为：

“在狙击学校的选拔过程中，美军官兵的通过率很高，他们尤其乐于学习一切可以掌握的作战技能。不久，美国人也仿照我们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狙击学校，甚至从我们这里借调了不少狙击教官去美国执教……”

和其他协约国军队不同，美军参战的时候并不缺乏必要的狙击装备，他们拥有M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和加拿大的步枪一样安装“沃纳”和“斯瓦塞”M1913式光学瞄准镜。M1913式是在M1908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产品，虽经改进但仍然问题很大，主要有：目镜设计不良，射手瞄准时非常不适；瞄准镜上的护目设计不足，射手射击时眼部易受伤害；放大倍率超过了实际需要，而视场又不足；夜视能力不足；体积和重量太大，使用不便；此外，镜头和分划线也容易受雨雾影响而使成像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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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斯普林菲尔德M1903狙击步枪

M1913式在加拿大军队中得到了一定认可，而美军却认为非常不适合作战使用。从1914年起，美国人就开始寻找这种光学瞄准镜的替代品，直到美军参战时仍在不断进行试验。1917到1918年间，约有1530支安装“沃纳”式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装备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狙击手的运用很重视，他们装备的是“温彻斯特”A5光学瞄准镜，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也采购了不少这种光学瞄准镜装在“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上。1910年出厂的这批光学瞄准镜性能良好，放大倍率为5x，但视场仅为3.2°，而且安装也不甚牢固。所以，在光线条件较差的场合和瞄准运动目标时，效果就很不理想。不过海军陆战队对A5瞄准镜评价很高，而A5也无疑是当时美军能得到的最好的光学瞄准镜。后来美国人对镜筒上的调节钮和楔形榫头进行了改进，“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的性能因此更加完善，但因为A5瞄准镜缺陷太过明显，所以直到1918年停战时也并没有多少A5瞄准镜在美军中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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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彻斯特”A5光学瞄准镜的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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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第42步兵师的狙击手，摄于1918年5月

美军狙击手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拥有“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尽管一开始并不是专门为狙击作战而设计，“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仍然和“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一样表现优异。不过，由于受到过长的护木的妨碍，这种步枪的远距离射击精度并不理想，但是光学瞄准镜的安装位置位于枪管正上方，比“李·恩菲尔德”式偏左的位置更合理，这样也就便于快速捕捉目标和瞄准射击。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经典的精确射击的战例，竟然是美军狙击手艾尔文·约克（Alvin York）使用一支仅有机械瞄准具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取得的。艾尔文·约克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山区，曾在当地的一个使用前膛装弹步枪的射击大赛上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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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狙击手艾尔文·约克（Alvin York）


TIPS

1918年10月8日，艾尔文·约克在他所在的美军第82师向前推进时发现了一个隐蔽良好的德军机枪阵地。在德军机枪开始猛烈开火的同时，艾尔文·约克也在300码的距离上瞄准开枪，子弹击中了正在操纵机枪的射手。随后艾尔文·约克沿着德军机枪阵地的外围活动，逐一射杀掩体里的德军。不久，德军也发现了艾尔文·约克的存在，并派出了一支分队包抄过来，艾尔文·约克在用光了步枪里的子弹后冷静的拔出身上的“柯尔特”.45口径手枪射击，在30英尺的距离上将来袭的德军步兵一一击毙。在清点战果时，人们惊奇的发现，艾尔文·约克共消灭了4个德军机枪掩体中的35名机枪手，此外还要加上25名德军步兵，这个阵地中的其余132名德军也随即向美军投降。由于这一天的英勇作战行为，艾尔文·约克被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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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参战的美军狙击手数量并不多，但战绩还不错。遗憾的是，美军在大战一结束后就将在这场战争中学到的狙击作战经验渐渐淡忘，而这一情况在几个主要的参战国中也是较普遍的。


 法兰西狙击手

战前，法国的光学器材工业规模较小，几个主要的光学器材工厂都集中在巴黎附近，产品主要是显微镜、双筒望远镜、小型观光望远镜以及炮兵观测瞄准镜，当时并没有人考虑到为步兵使用的步枪生产光学瞄准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法军在开战的头几个月伤亡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死于狙击火力，这就迫使法军高层不得不对形势加以重新考虑。

其实在战前，法国民间也有与英国比斯利射击大赛类似的射击比赛，1914年大战爆发时被征召入伍的法军士兵中也有不少是远距离射击的好手。不过，法军同样缺少必要的狙击步枪，当时仅装备有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8毫米口径“勒伯尔”（Lebel）86/M-93式步枪。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光学瞄准镜可用，法国作战部下令立即对当时法军炮兵装备的37毫米TR步兵炮上的瞄准镜进行改进试验。这种37毫米炮体积小，便于快速发射，但它的瞄准镜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完全不适合小型步兵武器使用。不过法国人仍然通过对这种瞄准镜的物镜进行改进得到了一只样品，但没有资料表明进行了量产或是装备部队。当时还有一种早期的民用瞄准镜——“马累”MLE.1907，但并没有装备部队。到了1915年底，法军对缴获而来的德军光学瞄准镜进行反复试验后，终于制成了自己的光学瞄准镜——A.Px.1915（Atelier de Puteaux Mle. 1915）。这是一种3x放大倍率的光学瞄准镜，设计上与杰拉德的产品相似，镜筒上设计有对焦环，有效瞄准距离为800米。

[image: ]


法国8毫米口径“勒伯尔”（Lebel）86M-93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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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安装了“马累”（MLE）A.Px.1916光学瞄准镜的法国“勒伯尔”式步枪


TIPS

一份记载了德军第70步兵团作战历史的资料表明，在阿贡森林地区的战斗中：“……法军狙击手严密地控制着密林地区，即便击毙其中的几个人，仍然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甚至无法找到他们隐蔽的阵地……”



现在摆在枪械设计师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种不影响手动枪机使用的瞄准镜安装基座，而各国步枪在这一点的设计上其实都各不相同，法国人出于不影响使用的考虑，将安装基座设计到了枪身偏左的位置。前文提到，一些狙击步枪的瞄准镜都是工厂量产的，在安装到步枪上后还要进行严格的测试确保精度良好，并且拥有与枪身匹配的序列号和制作精良的包装箱，法国人也一样这么做。到了1915年，法国人终于意识到“勒伯尔”式作为一种步枪来说早已过时，于是改装了8毫米口径“贝西埃”（Berthier）07/15式步枪。该枪使用3发装弹匣，后来改为5发装。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贝西埃”07/15式步枪安装了A.Px.1917式光学瞄准镜，A.Px.1917相对于A.Px.1915的改进在于，镜筒更长（分别是28厘米和24厘米）。

1916年春，新枪开始配发前线法军部队。虽然数量并不多，法军狙击手们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西线战场上，法军每个连中配发3～4支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狙击手可自由行动来寻找和消灭德军狙击手。

安装光学瞄准镜的这些步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已经很难确定，有资料说是有50000支，但这个数字相当值得怀疑，实际数量很可能仅仅是500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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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士兵在战壕中通过潜望镜观察


 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狙击作战

随着1916年的过去，索姆河战役惨败的结局已经无可避免，英国人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势必是漫长而血腥的，这对于英军来说也是场前所未有的激战。所幸的是，英军在狙击作战上的实力却呈明显上升趋势。此时不仅仅在法国有英军的狙击训练学校，在英国本土也成立了新的狙击训练学校。到了1917年，英军狙击手和狙击步枪的数量已经开始超过德军，而英国作战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相比之下德国人面临的形势就严峻得多，他们的战争损耗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尤其是德国国内黄铜和光学玻璃这类对于狙击作战十分关键的物资产量开始跟不上作战需求，这也就对德军狙击作战的优势产生了巨大的阻滞作用。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对狙击作战的理解和态度已经逐渐成熟，尤其是军方高层对狙击作战非常重视，他们相信狙击作战是地面作战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且在无人地带和堑壕作战中，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军事意义上都能取得重大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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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俄军士兵

1917年初，协约国最高司令部召集所有狙击训练学校的指挥官开会，在会议上确定了一项重要原则，那就是狙击手的配置使用不再由团一级的高级指挥官负责，而是由营一级的指挥官决定狙击手的配备数量，一般为30名，也有的只需2、3名就够了。同时，狙击手的作战中心也从侦察巡逻逐渐向情报搜集方面转移，狙击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所在营的情报官。协约国军方高层还逐渐意识到，英军狙击手的作战使命一直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只是在堑壕里实施防御作战以限制德军的地面推进，这种做法的实际意义就如同猎场看守人一般只要避免狐狸接近鸡舍就好。相反，由于德军的战术条令鼓励狙击手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作战潜力，可以跟随步兵部队向前推进并参与进攻作战，快速部署以掩护部队的侧翼，尤其是尽可能地消灭对方的炮兵观察员和机枪手，因此德军狙击手攻防兼备的特点是值得好好学习的。意识到这一点后，英军狙击手与对手之间的差距就越发缩小了。

到了1917年底，英军狙击手终于完全夺回了狙击作战的主动权。1918年3月德军的攻势受挫后，协约国开始进入占领区，此时的英军步兵面临的将是作为后卫部队部署在这里的德军狙击手。作为掩护主力部队成功撤退的唯一一支后卫部队，这些狙击手正可谓是一支困兽犹斗的精锐之师，一场狙击与反狙击作战在所难免。而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英军和英联邦军队狙击手们在情报收集能力上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狙击手已经不再是单独意义上的狙击手，而是成为了狙击、侦察等作战技术的多面手。敌军部队的调动情况、火炮和机枪阵地的位置、敌军指挥部的位置和敌军作战单位的辨识都是狙击手重点关注的目标。正如彭伯希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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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操作18磅炮的英军步兵被狙击手击中的瞬间，图中可见所有人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每个排里都至少有两名狙击手承担巡逻、侦察和狙击的任务，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无价的。这些人很好区分，他们的左臂上都有条绿色的袖标……”

有时候，他们可能一整天都没有机会开枪。杰克·罗格斯对自己典型的一天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需要良好的观测点，于是工兵会帮我们修筑狙击阵地、安置防弹板和射击孔。我们两人一组行动，有时在阵地上一呆就是一整天，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如果发现德军的行动就立即向指挥部汇报。但这期间并没有很合适的狙击目标……”


TIPS

1918年春，指挥德军第12“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团的霍普曼一·沃尔特·布鲁姆（Hauptmann Walter Bloem）在撤退途中曾与英军遭遇：“我指挥一个营越过山头，其间没有遇到任何火力拦截。但就当面前出现一片森林边缘的平地时，突然从左侧传来密集的枪声！数量不明的英军部队隐藏在密林里，相信狙击手也有不少。我下令立即四下散开并开火还击。我惊奇的发现这些英国人的技术已经不是1914年的时候可以比拟的，我们整支部队几乎都被他们所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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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军的狙击训练学校里开始增设一项新的科目，那就是狙击手的攻势部署。按照彭伯希的话说，“英军狙击手开始发展成为一种价值非凡的控制性武器”。这一结论也为德军所承认。

布鲁姆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狙击作战的关键点，而战争后期的协约国狙击手的确训练更加有素，装备也比1915年时更好。在狙击训练学校中，侦察、巡逻、狙击作战条令和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一起被编制成标准的手册，一批专业著作如克鲁姆的《堑壕战中的侦察与狙击技术》和弗里曼特尔的《狙击作战的理论与实践》被印刷成册并广为传播，战争初期那种未经系统训练就被指派执行狙击任务的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仅在1918年1月至3月间，英国陆军第38师的狙击手共创下了387次经证实的成功狙杀记录。

随着协约国军队跨越法国横扫东线战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出现了，那就是城市巷战。这又与1914年的情况完全不同，是协约国部队前所未见的全新的而又极其危险残酷的作战方式。在这一阶段的狙击作战中，处于守势的德军狙击手再次占据了上风，他们抽取骨干狙击手留在城区里的主要道路、街区和桥梁附近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迫使英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英军士兵所言：

“我们奉命越过城里的房屋建筑向前快速推进，这绝对是个危险而不讨好的任务。在街道上，我们是暴露在外的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很好瞄准的良好目标。这些法国的房屋大多有地下室和酒窖，而这些都是良好的伏击点。德军狙击手给我们造成的伤亡很大，而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在城市战的近距离场合，许多狙击手于是干脆卸下枪上的光学瞄准镜，与“刘易斯”（Lewis）机枪手协同作战，这种战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地区的战斗中也出现过。英军还使用了蛋形手雷和发烟炸弹来对付德军狙击手，并采用小分队行动的方式作战。但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是：1918年是大战的最后一年，也是英军伤亡最大的一年。

尽管到了大战末期，德军的人员与作战物资已经严重匮乏，但狙击手们的战斗意志却从未动摇，他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来自加拿大远征军第28西北营的乔治·L·普莱斯（George L. Price）不幸成为大战中最后一个丧生的协约国士兵，他于1918年11月11日在勒阿弗尔附近巡逻时被德军狙击手击毙。


 战争末期及战后的协约国狙击步枪装备情况

德国参战时，狙击步枪装备充足，而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军队却一直在被迫接受、适应和改进他们的装备。长期以来，英军狙击手一直强烈抱怨采用偏置安装的“阿尔迪斯”和PP Co.的光学瞄准镜，只要有可能，战场上的英军狙击手就会使用缴获来的德国“毛瑟”狙击步枪。直到1917年，问题才出现解决的可能，.303口径的P14步枪开始出现，美国的温彻斯特和雷明顿也开始生产.303和.30口径的步枪。这类步枪枪管都较重，而且采用与“毛瑟”类似的枪机设计，精确度比英国的“李·恩菲尔德”式狙击步枪更好，是非常适宜的狙击步枪发展平台。

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光学瞄准镜的选择。英国人对几种不同型号的德国光学瞄准镜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发现表现最好的是3x放大倍率的“汉佐德”（Hensoldt）光学瞄准镜，该产品采用标准的爪式连接器，具有结构牢固和重量轻的优点。在测试中还发现“汉佐德”光学瞄准镜成像质量比“阿尔迪斯”和PP Co.光学瞄准镜更好，尤其是在弱光条件下。不过该瞄准镜焦距恒定，视场也有限（7.25°）。实际上，焦距可调也未必是好事，由于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会松动调焦旋钮和镜筒本身，对成像也会产生影响。

在为新式狙击步枪挑选光学瞄准镜的过程中，“阿尔迪斯”和PP Co.光学瞄准镜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所以需要在“汉佐德”光学瞄准镜的基础上开发一种新的型号。于是，1918年4月11日，新的P18式光学瞄准镜正式列装，新枪也正式命名为P14式Mk.1*
 （W）T。P18式光学瞄准镜和“汉佐德”实在是非常相像，二者包括镜头在内的所有内部部件均可互换。可惜的是，为所有前线正在使用的2000支步枪更换光学瞄准镜耗时过长，到了1918年11月仍然没有一只P18得到使用。英国人终于得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狙击步枪，但时间已经太晚了。而随着大战的结束，新式狙击步枪的需求又因此突然消退，于是生产也逐渐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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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使用安装了“阿尔迪斯”光学瞄准镜的SMLE步枪的英军狙击手正在砖墙后观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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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oldt光学瞄准镜及其携行箱、说明书和调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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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至下分别是“1916年初的一款光学瞄准镜、英国1918年式光学瞄准镜以及德国“Hensoldt”轻型光学瞄准镜

时间转眼到了1919年，绝大多数人们都相信，自己刚刚经历的这场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是地球上所有战争的结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战争了。于是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平民百姓都开始淡忘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战后反战情绪高涨，政客们也忙于战后重建与国际和解的工作，而没有急于扩充军备。所有协约国军队都无意在目前的基础上再扩大武器装备和作战部队的规模。20世纪2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未来的特种作战中的武器需求加以认真考虑。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到来，更是令政府大副削减军费。

此时的英军每个营里理论上配备6名狙击手，但并没有安排狙击训练计划，甚至平时也没有狙击步枪可用。1921年，英国小型武器委员会成立，经过协商和讨论，委员会认为“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已经过时，所有步枪都被运往位于威登的陆军仓库拆卸封存，而只保留P14式Mk.1*
 （W）T。这就意味着所有英国陆军拥有的11789支狙击步枪中，有9788支要退出现役。目前现存的“李·恩菲尔德”式步枪数量稀少，多半也是这个原因。不过，从枪上拆下的光学瞄准镜倒是仍得以继续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光学瞄准镜需求量并不大。不过，根据资料记载，到了1927年夏，英国尚库存有10000支温彻斯特生产的P14式狙击步枪，以备未来战争之需。

澳大利亚陆军方面并没有把“李·恩菲尔德”式步枪作为一种狙击步枪使用，在换装新枪的过程中，他们只保留了部分安装P18“阿尔迪斯”式光学瞄准镜的P14狙击步枪。到了1923年，加拿大陆军尚库存有211支“罗斯”Mk.III（T）式步枪和357只“沃纳”和“斯瓦塞”式光学瞄准镜，此外还有数量不明的小批“李·恩菲尔德”式步枪。


第6章　苏联狙击作战（1936-1945）

“这时，前方管道出现了一个弯道，一阵新鲜空气迎面吹来，附近的管壁一定有破口。我们爬向右侧的一个弯道，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被铁皮盖封闭的一个砖瓦通道里，好像是排污系统的一个分支。我们究竟在哪？是在德军占领的工厂车间地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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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参战各国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后，俄国于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由此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通过推动一系列五年计划重新振兴自己的武装力量，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都逐步得到加强。到了1932年，苏军提出将老旧的7.62毫米M1891/30“莫辛·纳甘”（Mosin-Nagant）式步枪改装成狙击步枪的建议。“莫辛·纳甘”式步枪由俄国陆军上校莫辛和比利时枪械设计师纳甘共同研制，1891年列装俄国军队。该枪采用直动式原理，结构简单、故障少、战斗性能好。

对于有着光学瞄准镜开发制造基础的苏联而言，改装并不是什么难事。自从1926年起苏联就已经开始在蔡斯·耶纳（Zeiss-Jena）和埃米尔·普旭（Emil Busch）光学瞄准镜的基础上制造放大倍率分别为2x和3x的光学瞄准镜，其中后者拥有升降和风力偏差调节功能，而作为改装对象的“莫辛·纳甘”步枪则是从位于柏林工厂的生产线上精心挑选的。改装后的狙击步枪弹道同普通量产步枪相似，但内镗经过特意加工，没有枪刺，准星上调了1毫米，将拉机柄加长并改成了弧形，以便在枪的左侧安装瞄具座，扳机压力也较小。由于机匣尾部与枪托护木更加匹配，狙击步枪的战斗稳定性要比量产型步枪好得多。枪托是由优质胡桃木制成。但该枪只能一次装一发子弹，战斗效率不高。

这里应该强调，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苏俄时代，苏军的财政和资金状况较困难。类似这样的武器开发和改进费用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内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安全部门，如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这样，苏俄历史上第一款在普旭光学瞄准镜基础上自主设计制造的光学瞄准镜产品终于在1932年正式面世，这就是西方国家俗称的PE光学瞄准镜。该光学瞄准镜重620克，目镜焦距80毫米，物镜直径30毫米，视场5°，采用传统的枪膛上方位置安装，具有焦距调节功能，有效瞄准距离达1400米。一旦在战斗中受损还可依靠瞄准导轨继续射击。安装PE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全重4.6千克。

西班牙内战后，PE光学瞄准镜又根据战争期间的使用经验进行了一些改进，形成了PE的改进型——PEM光学瞄准镜，前者的镜筒易受灰尘和湿气影响的状况有所改善，而且PEM的安装位置改在了枪膛一侧，据说是最受苏军欢迎的光学瞄准镜之一。1932年到1938年期间，前苏联军队共装备了超过54000支的PE和PEM光学瞄准镜，形成了前苏联狙击作战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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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光学瞄准镜在“莫辛·纳甘”步枪上的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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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PE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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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PU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


TIPS

“莫辛·纳甘”的历史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的俄国，正式名称是“莫辛·纳甘”1891式步枪。1886年法国率先采用了使用无烟药枪弹的步枪，欧洲国家群起效仿，沙俄也决定设计一种类似的新型连发步枪。俄国陆军上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莫辛设计出一种7.62毫米口径样枪，和比利时设计师列昂·纳甘设计的8.89毫米口径样枪一起成为候选方案。经试验，征选委员会决定取两者所长，以莫辛的方案为基础，但供弹系统改用纳甘的设计，最后所确定的方案被称为“莫辛·纳甘”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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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内战（1936-1939）

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1936年到1939年之间的西班牙内战无疑短暂得多，其政治根源和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不如前者。但从狙击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装备的发展来讲，这又是一场意义相当重要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两支主要的参战力量——德国和前苏联，都获得了进行新战术和武器演练的机会。方式更是简单，只需将各自的新武器运往西班牙战场的交战双方并且提供适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即可。


TIPS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狙击作战

1937年12月，位于韦斯卡（Huesca）北部战线的第九纵队的共和军在2周内取得了狙杀150人的战绩。埃布罗河地区的共和军也战果不菲，平均每天都能准确狙杀5到6名叛军士兵。曾有3名共和军狙击手花了5天时间成功渗透至弗朗哥叛军战线后方，最后共击毙15头叛军用来运送作战物资的骡子和相同数量的叛军士兵，迫使叛军不得不放弃这条补给通道而转而使用另一条较远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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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再一次不可避免地进入堑壕战阶段时，大量狙击作战的机会出现了，但交战双方的专业狙击手和狙击步枪和却相当缺乏。西班牙社会并不像德国和苏俄那样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狩猎传统，所以优秀的射手并不多。内战的交战双方都是一支年轻的军队，士兵们多半只懂得如何装弹和射击。由德国支持的弗朗哥叛军率先得到并开始使用安装光学瞄准镜的“毛瑟”狙击步枪，而这些枪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破旧货，仅有极少数量新制造的K98k。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弗朗哥叛军开始培养出一批具有初步作战能力的狙击手并随同各自所在的步兵连进行作战。反观共和党军队，却全无一点狙击作战能力。苏联军事顾问很快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于是迅速将安装4倍放大倍率的PE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投入西班牙战场，共和党军队也开始进行伪装、侦察与狙击的作战训练，实战表现也相当令人满意。

这一时期的狙击战术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得到了广泛采用。如在敌机枪阵地埋伏狙击手，渗透进敌防线阻滞对方的增援和补给行动等。西班牙内战期间，交战双方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狙击作战的要领，苏军也是如此。特别是在防御和进攻作战中如何正确使用狙击手的战术重要性上，理解有所加深。


 两次大战期间前苏联步枪和弹药技术的发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俄国就对开发性能更好的步枪怀有浓厚兴趣，而俄军高层更是对半自动和全自动步兵武器青睐有加，所以半自动步枪的研制工作很早就在俄国开始了。

1936年，7.62毫米口径“西莫诺夫”（Simonov）AVS36半自动步枪研制成功。苏联最初的计划是让每个排都装备一支狙击步枪，由排里最好的射手使用。但由于步兵总共才拥有5万支狙击步枪，使每个排都拥有狙击手的计划根本无法在全军推广。出于想大规模地为步兵装备自动武器，前苏联军队高层做出了一项错误决定，于1937年开展了一项计划，用“西莫诺夫”半自动步枪取代M1891/30“莫辛·纳甘”狙击步枪。但该枪可靠性太低，精度也差，两年后即被“托卡列夫”（Tokarev）SVT38半自动步枪取代。该枪口径为7.62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机构和弹匣供弹，发射率为20～25发／分钟。苏军对SVT38寄予厚望，而实际上该枪在射击试验中也表现出色，只是精确性稍差。在随后的苏德战争中，该枪暴露了众多不足。根据前线部队的反映，在200米距离以上，它的精度不如“莫辛·纳甘”，枪口的火焰也很容易暴露狙击手的位置，此外，该枪开火后还有一个时差，一旦首发没有命中，狙击手很可能错过第二次射击的机会。苏芬战争中有数千支这种步枪在苏军前线得到使用，而芬军也尽可能得使用缴获而来的SVT38与前苏联军队作战，在密林地区的战斗中充分发挥了其速射火力的优点。前苏联人也曾考虑过将“托卡列夫”SVT38半自动步枪改装成狙击步枪，但由于PE和PEM光学瞄准镜镜筒较长，不适合在SVT38上进行安装。于是又专门研制了一种镜筒更短更轻便的新型光学瞄准镜——PU。PU光学瞄准镜的放大倍率为3.5x，其结构简单，便于大量生产，后来也成为SVT半自动步枪的标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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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PU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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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辛·纳甘”狙击步枪上的PU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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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光学瞄准镜的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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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PU光学瞄准镜的前苏联莫辛纳干狙击步枪

前苏联军队狙击步枪使用的弹药统一为7.62×54mm步枪弹。这种弹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但早期的这种步枪弹并不适合在现代弹匣供弹的小型武器上使用。7.62×54mm步枪弹威力较大，枪口初速可达2836英尺／秒，而且有几种不同的型号（包括适用于对付轻型装甲目标的穿甲弹和曳光弹）。由于前苏联大部分国土气候严寒，子弹在较稀薄的空气中飞行时受到的阻力更小，使得实际弹着点偏离归零点。这一点是前苏联狙击手在训练和作战中需要留意调整的。比如说，在100米的距离上，当气温为15℃、气压为750毫米汞柱时，子弹的实际弹着点会比瞄准点稍高，对于M1891/30“莫辛·纳甘”式步枪来说，这一偏差将会在170毫米左右。在实际作战中，这意味着在零下35℃的环境下，如果射击距离是700米，弹道偏差将是105毫米，所以枪上的表尺需要根据环境温度和风力的影响作出调整，而且瞄准点要稍低些。

战争仍在继续，而且比以往更加残酷，交战双方的狙击手使用爆炸弹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命中目标后会爆炸而产生火光，苏军于是把这种弹药作为“观测弹”使用，这样便于机枪手观察和瞄准修正。可想而知，即便能马上得到战场救护，被这种弹药击中后的生存几率也是零。到了1943年，东线战场上的苏德两军狙击手都使用了爆炸弹。

苏军曾于20世纪30年代推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ff）射手”计划，目的旨在大规模培养狙击手。射击训练受到苏军很大的重视，为此他们修建了大量的室内射击场，年轻人也为此学习了为数众多的射击课程。到了1939年，苏联方面宣称自己的军队中至少有600万名士兵有资格获得“伏罗希洛夫射手勋章”。但这并不证明这些士兵们具备担当狙击手的资格，而只能说明他们的训练和作战水平达到了一定标准，在中等距离上较普通士兵更具威胁性，尤其是在400米以内的距离上以及巷战环境中。


TIPS

1939年那一年苏军究竟拥有多少狙击手我们还不得而知，一般相信至少在60000人以上，这一数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参战国家狙击手的总和。但实际上，此时苏军狙击手的作战素质并不像他们的数量那样值得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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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芬战争（1939-1940）

1939年11月，苏联和芬兰战争爆发。与事先预想的以短促有力的冬季攻势击败芬军的战略目的完全不同，苏军遭到了来自零下50℃严寒地区的芬兰军队顽强的阻击。芬兰地处北欧，士兵多为猎手出身，民间也有悠久的打野鸭的传统。而到了战场上，芬兰士兵们很快发现，用步枪对付那些行动笨拙的苏军士兵远比空中飞行的野鸭容易得多。

早在1927年，芬兰政府就通过了一项对外采购武器以充实武装力量的决议，由芬兰国民警卫队负责实施。在对日本“友阪”（Arisaka）38式步枪进行试验后，芬军最终决定采用苏联的“莫辛·纳甘”式步枪。由于采购渠道便捷而且制造工艺简单，芬兰很快就大量装备了这种步枪，并且改名为m/28步枪。其间还利用进口的一批“蔡斯”光学瞄准镜进行了射击试验，但由于采购困难，试验没有再继续。与此同时，芬军却一直对狙击步枪不感兴趣，直到明确而迫切地体会到来自东部边界上苏联的战争威胁时，芬兰国防部才于1937年向国内的光学器材生产商——奥伊（Oy）物理技术公司订购了250支棱镜式光学瞄准镜。这种光学瞄准镜与“沃纳”和“斯瓦塞”式光学瞄准镜的结构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很快安装到了m/37式（或称m/27PH式）狙击步枪上，这种狙击步枪约有150支在苏芬战争中得到了使用。不过，这种枪结构不够牢固，光学瞄准镜在严寒的前线也极易受雾气的影响。好在苏军的装备要好得多，所以芬军很容易获得大量缴获的苏军装备并为自己所用。一些PE和PEM光学瞄准镜被拆除后连同安装基座一起安装到了芬军使用的步枪上，成为芬兰m/39 SOV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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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使用m/27步枪的芬兰狙击手

芬兰狙击手的战术非常简单而有效，他们以两人为一组活跃在阵地前沿，有时也渗透进苏军阵地，伺机袭击苏军的机枪、炮兵阵地和指挥所。

苏芬战争中，苏军由于芬兰狙击手给苏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苏芬战争后苏联人很快对狙击训练的方式进行了调整，训练的中心更多放在了野外生存和作战技能以及冬季作战上，狙击手本身也得以脱离一般步兵单位，从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作战自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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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奥伊（Oy）公司生产的棱镜式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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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芬战争中被芬军缴获的苏军狙击步枪，安装的是经改进的PEM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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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狙击记录保持者：芬兰狙击手西蒙·海耶（Simon Hayha）


TIPS

苏芬战争中的芬兰狙击手战果是惊人的。芬兰狙击手中最高成功狙杀记录的保持者是著名的西蒙·海耶（Simon Häyhä），其战绩达到了505人，而另一名芬兰王牌狙击手苏克·科尔卡（Suko Kolkka）也取得了成功狙杀400人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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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初期

1941年，德军快速越过边境线大举进攻前苏联，并向苏军纵深腹地挺进，在这种形势下，苏军被迫且战且退。由于德军狙击手都是从前线上的德军士兵中挑选而来的很危险。所以，从战前就开始的苏军狙击手的训练中，有三点战术目标是被着重强调的：

1．摧毁敌火力点，因为这些火力点会阻滞我军的进攻；

2．袭击敌指挥所以达成袭扰和制造混乱的效果；

3．寻找和消灭敌侦察兵和火力观察手，尤其是为机枪手和迫击炮手指引目标的敌军。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德军行动迅速，苏军把狙击手部署在部队侧翼，阻碍德军在侧翼顺利行动，苏军狙击手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延缓德军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己方部队的撤退赢得时间。可想而知，这种任务常常是带有牺牲性的，但参战的苏军狙击手往往毫无惧色，并且给德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相比其他战场上的狙击作战而言，东线狙击战意味着更长时间的潜伏和与更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有时还不得不遭遇以冲锋枪、手雷、刺刀和拳脚进行的近战肉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军狙击手往往更加适应。


 苏联狙击手的训练与作战

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最大的狙击学校位于莫斯科附近，整个狙击训练过程持续3周。训练内容包含基本的射击、观测、伪装和读图识图等，涵盖了狙击作战攻防战术的方方面面。除了丛林作战的训练外，苏军狙击手与其他国家狙击手训练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还注意训练狙击手如何有效的进行城市作战，以及使用各种不同的步兵武器组织攻势和实施防御，包括手雷、反坦克步枪、半自动步枪和刺刀等。所以苏军狙击手从大战一开始就更适应城市巷战，并懂得如何与常规步兵部队有效配合。


TIPS

曾有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在向苏军防线腹地突破的间隙停下来进行燃料和弹药补给时，突然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苏军狙击手的精确射击，一时间方寸大乱，巡逻队外出寻找苏军狙击手的踪迹也毫无所获，整支装甲部队也因此停滞不前。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名眼尖的德军哨兵通过望远镜发现数百码外的一辆被击毁的苏军T-34坦克上有白色的雾气冒出，德军随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并在这辆坦克残骸里发现了这名苏军狙击手。在俘虏这名苏军狙击手时，德军惊异的发现他在之前的一周里一直与身边已经战死地战友尸体为伴，每天以遗留的水和干粮为食，清晨外出寻找狙击阵地，晚间再回到这令人恐惧的藏身之处。而正是由于清晨日出时他的呼吸产生的雾气最终暴露了自己，不然德军何时能发现他还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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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的狙击战术也得以在实战中得到实践检验。狙击手被分为若干组，每组两人——一名狙击手，一名观察员。所有的组员都是合格的射手。每次射杀后，双方互换角色。狙击手除了担负侦察的任务外，还应迂回机动，以扰乱德军正常的行动和通信。观察员除了协助狙击手搜索重要目标外，还要担任警戒的任务，并记录和确认每次射击的结果。每个狙击手都随身携带记录本，上面记载着每次射击的时间、地点和结果，该记录本同样记录德军的数量和行动情况。每个苏军的步兵排都配备一名狙击手，直接由排长指挥。而大部分狙击组独立行动，一般在战线前方实施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战绩最高的著名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Vasiliy Zaitsev）在自己的自传中多次强调，除了狙击步枪外，苏军狙击手还常随身携带手雷、芬兰猎刀、40型侦察兵配刀并背负PPSh半自动步枪，穿甲弹、穿甲燃烧弹、曳光弹等轻重备弹多达120发，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和常规步兵一样投入战斗。每名苏军狙击手还会携带一只在战前德国“蔡斯”望远镜的基础上仿制的6×30倍望远镜和测距表（在100米的距离上，十字分划线的缺口等同于70厘米的实际尺寸），狙击手可通过对测距表和实际目标大小的比对来判断距离。这需要十分细致的观察和判断，而结果也往往不准确，经验再丰富的狙击手也有误判的时候。如同瓦西里·扎伊采夫和库利科夫（Kulikov）提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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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正在用一把莫辛纳干狙击步枪瞄准，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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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战绩最高的著名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Vasiliy Zaitsev）在向苏军将领展示自己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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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的苏军狙击手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远处德军的机枪正猛烈开火，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我们把表尺定在300米，然后开了枪。但德军机枪手仍在不停射击，就好像我们射出的是空弹壳一样。我们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我脑子里的想法层出不穷：是我的眼力变差了吗？会不会是光学瞄准镜出了问题？还是呼吸和扣动扳机的时机没掌握好？我看了看库利科夫，他也一样在沉思。突然间我恍然大晤，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射击，这种情况下距离并不容易判断，表尺设定往往应该再增加1/8。再者由于附近地区战斗非常激烈，轻重武器不停开火射击，造成局部空气温度较高，造成瞄准时容易产生目标比实际距离更近的错觉。所以，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瞄准射击时都必须加以调整。我把表尺定在了350米位置上，然后告诉库利科夫把表尺定在400米，然后我们同时开火。德军的机枪终于沉寂了下来，库利科夫击毙了德军机枪手，而我的子弹则没能击中……”

随着德军继续不断向东推进，苏军狙击手的训练时间越来越短，战场上的伤亡也很大，造成人员严重不足。到了1941年底，许多苏军狙击手在参战前只能接受为期数天的基本训练，“扎伊采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野兔”，而这些狙击新兵们则被戏称为“小野兔（Zaichata）”。为了生存和毙敌，他们必须迅速成长和提高。苏军将这些狙击新兵与经验较丰富的狙击手二人搭配在一起作战，前者可以很快获得战斗经验。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遍布四处的房屋废墟成了良好的狙击训练场，在这个工业城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管道纵横交错，使得苏军狙击手有机会最大可能地接近敌人而不被发现。不过，完成任务仍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扎伊采夫曾描述自己和战友米莎·马萨耶夫（Misha Masayev）一起利用一条废弃的管道进入隐蔽狙击阵地的经历：

“我们匍匐着进入一条地下管道，我走前面，马萨耶夫在我身后。管道里潮湿黑暗而且空间狭小，几乎不可能沿原路返回，而且我们的手上也粘满了粘稠的污物，十分令人不快。我在管道里的行进还算顺利，但马萨耶夫身材较大，肩膀也比我宽，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这时，前方管道出现了一个弯道，一阵新鲜空气迎面吹来，附近的管壁一定有破口。我们爬向右侧的一个弯道，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被铁皮盖封闭的一个砖瓦通道里，好象是排污系统的一个分支。我们究竟在哪？是在德军占领的工厂车间地下吗？马萨耶夫掀开顶部的铁皮盖，外面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在墙壁和机器之间横飞，外面到处都是尸体，有德军的，也有我们的同志的……”

如何在城区作战成为苏联狙击手面临的一大考验，狙击战术要因此做一定的调整。以前的掩护和隐蔽战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但在城区则行不通。在乡村这些行动大多依赖灌木和矮树，而在城区，狙击手则要学会如何使用废墟和阴影。在这种残酷的战斗中，很容易获得宝贵的作战经验，例如，在日出时分，自己如果身处面朝西方的位置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此时的光线很容易将人的轮廓勾勒出来，而且容易形成反光。在广袤的俄罗斯冰原上，阵地上的普通德军官兵往往不注意这一点，有经验的苏军狙击手在清晨时分找到合适的目标并不困难。正如一名苏军狙击手回忆的那样：

“我们不用等多长时间，就发现了一道短暂的闪光，那来自德军士兵的热水瓶——他们正在为狙击手送热咖啡，从我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仰头喝咖啡的动作。我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德军狙击手应声仰面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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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的苏军狙击手

通常人们认为苏军狙击手的训练水平和综合作战素质不如东线的德军，但考虑到东线战场上的狙击作战发生的距离都不大，郊外一般在400米内，城区更是多发在100米内，在这种近距离上，苏军狙击手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和积极主动性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当德军在1941年的攻势受阻时，苏联军队的编制已较混乱不堪，每个排都拥有狙击手的制度大多不复存在。军队重整后，狙击组由营指挥，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归师或军一级单位指挥，比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在战斗异常激烈的时候，苏军狙击手的作战任务也繁重得多，常会因为特定的作战任务被四处调派。一名苏军高级军官讲述了东线战场上的一次战斗经历：

“空军的侦察机发现一支德军机械化部队正在附近移动……很显然，尽快实施拦截以避免其突破我们的下一道防线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支12人组成的战斗小分队乘雪橇快速进入作战区域，其中包括6名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对这支德军机械化部队进行阻击，切断其退路，并尽可能地坚持到后续步兵增援部队的到来。不久，狙击手们迅速进入距离公路300米到400米的区域并进行伪装埋伏。狙击小组彼此的阵地相隔较远，其中两组负责截击德军部队先头的车辆，另两组负责攻击德军车队尾部，其余的两组可根据需要选择目标射击，而作战分队的指挥官米哈伊洛夫可射击单一目标……不久，德军的先导车辆——一辆指挥车出现在公路上，其后是一辆军用卡车。米哈伊洛夫率先开火，德军指挥车随即翻倒在路边的沟里。越来越多的德军车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等到他们进入狙击手的射程后，狙击手们一齐开火，准确而密集的火力顿时倾泻到德军车队中。车队前面的车辆被击中后停了下来，后面的车辆也因此受阻，不得不依次停下，一些车辆避让不及还撞在了一起。很快的，整支德军纵队都停了下来，整个公路上顿时一片混乱。德军士兵们一边仓促开火还击，一边试图将前面中弹被毁的车辆推下公路以便后续车辆继续前行，但我们的狙击手让他们死伤惨重。不久，德国人大概找到了我们狙击手的位置，开始用机枪火力压制射击，但狙击手们很快转移了阵地后继续开火射击。就这样，一支小小的作战分队就成功地阻止了一支德军机械化纵队长达几个小时，在这期间德军仅前进3～5千米。更重要的是，不久就被及时赶到的我军增援部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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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苏军狙击小分队。图中可见安装了PEM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和SVT40


TIPS

苏军狙击小组是与步兵单位协同行动的，首要的作战目标是德军的机枪手和观测员。这一点从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士兵弗兰兹·克莱梅尔（Franz Kramer）原本是名机枪手，但后来坚持要去狙击学校参加训练并立志成为狙击手，理由就是狙击手的生存机会要比机枪手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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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狙击手的着装

苏军狙击手战斗服的变化是很多的，扎伊采夫就曾穿过带有蓝白条纹的海军陆战队棉制衬衫和蓝色束腰制服。后来，海军陆战队的标准制服统一改为宽松舒适的绿色作战服，而且也演变成普通苏军步兵的夏季作战服。对于苏军狙击手来说，怎样的着装取决于执行任务当天的任务需要，狙击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最合适的着装，有时也会使用缴获而来的服装。苏军的狙击小组一般穿着的是标准的黄褐色步兵战斗服以及白色的雪地作战服，苏军的雪地作战服内配有厚重的衬底和雪地套靴，能在冬季严寒的野外环境中有效保护士兵免受冻伤。出于防弹考虑，许多苏军狙击手在冬季作战时更爱佩带头盔而不是和现在许多棉帽外观相似的平顶软棉帽，其实后者的保暖效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头部两侧下垂的衬垫还可保护耳部。苏芬战争期间，苏军曾配发过一种带斗篷的白色连体战斗服，但士兵普遍反映穿起来太笨重。到了1941年，苏军又配发了一种分立式的白色战斗服，这种战斗服更轻便，在野外雪地环境作战时伪装效果非常好。相比之下，德军在战争初期的雪地作战服的供应是比较缺乏的。

冻伤的威胁从苏德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始终成为困扰交战双方的重要问题。因为狙击手要在野外长期潜伏，其间很少有机会得到热的饮食供应，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舒展筋骨放松肌肉，所以冻伤给狙击手带来的威胁更大。羊皮手套是不可或缺的，狙击手则更爱戴露指手套，这样在保护其他手指和手掌的同时还可方便食指扣动扳机。“莫辛·纳甘”式步枪的扳机护套设计和枪上安装的PU和PE光学瞄准镜的调节钮都设计的很大，即便是戴手套的手指也能很方便的操作。而在夏季，苏军狙击手也配发有连体和分立式的伪装服，伪装服表面绘有不规则形状的暗褐、暗绿和黑色的斑块，还有一件轻质的宽大斗篷可搭配标准战斗服穿着，甚至还配备有一个面罩。这样不仅提高了伪装效果，还可在春夏之交起到防蚊虫的功效。至于狙击步枪的伪装就是因地制宜了，冬季战场上一般用沙袋布包裹枪身来达到伪装的目的，有时也可结合碎布条和废旧衣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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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苏军狙击小分队。图中可见安装了PEM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和SVT4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军女狙击手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召和训练了很多女兵。大多在空军飞行员、坦克兵、战场医疗救护和狙击手部队中用。实战证明，由于身材较小、身体柔韧性和心理素质更好，女性尤其适合担当狙击手这个角色。有趣的是，人们还发现女性承受战场压力的能力更强，抵御严寒的能力也超过男性，特别是在狙击作战中常用的欺骗战术的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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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苏军女狙击手的绘画作品

苏军的女狙击手拥有专门的狙击训练学校——前苏联中央女狙击手训练学校。该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由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苏军女军官切格达娃（N. P. Chegodaeva）负责指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许多战绩突出的苏军狙击手都是女性。玛丽娅·伊万诺瓦·莫洛佐娃（Maria lvanova Morozova）的成功狙杀战绩是192人，她曾11次获得战斗勋章。所有成功狙杀战绩超过40人的狙击手都可获得“杰出狙击手”荣誉勋章，战绩最出众者还有机会获得苏联军人的最高荣誉——“苏联英雄”勋章。

留德米拉·帕芙丽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苏军女狙击手，她的战斗经历极具代表性。大战爆发前，帕芙丽琴科还是一名历史系学生，“我参军的时候，女性还不大容易被接受。我本意是想当一名战地护士，但是被拒绝了。”但是到了1941年8月，帕芙丽琴科终于得以进入苏军第25步兵师服役。帕芙丽琴科使用的是一支“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狙击步枪，在战斗中很快表现出一名优秀狙击手的出色素质，她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共取得了187个经确认的成功狙杀记录，而且在残酷的反狙击作战中也有不俗表现。1942年6月，克里米亚战役正激烈进行，帕芙丽琴科因在一次战斗中被迫击炮弹击中负伤而被迫离开战场接受治疗，此时帕芙丽琴科的个人战绩已经提升至309人，从而成为苏军中战绩最高的女狙击手。在治疗和休养期间，帕芙丽琴科出访美国并在白宫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并获赠一支“温彻斯特”式步枪。回国后，帕芙丽琴科晋升少校军衔，从此她的重要工作就是在各苏军部队中传授狙击技术和自己的战斗经验。

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的狙击学校共培养了1061名女狙击手，其中407人后来成为狙击教官，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击毙了12000名德军官兵，这一战绩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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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女狙击手的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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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军女子狙击学校的毕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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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米拉·帕芙丽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苏军女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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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苏军女狙击手帕芙丽琴科在美国度假期间，摄于194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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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身着迷彩伪装服的苏军女狙击手


TIPS

在生存机会上，女狙击手并不比男性狙击手高。一旦被俘，她们的下场可能更为悲惨。玛丽娅·波丽凡诺娃（Mariya Polivanova）和纳塔丽娅·科绍娃（Natalya Koshova）都是苏军中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其个人战绩均超过了300人。1942年8月，她们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分割包围。在用尽了身上所有的弹药后，她们保留了最后一枚手雷，在德军士兵蜂拥而至时引爆，当场与敌人同归于尽。1943年2月，因为作战英勇，波丽凡诺娃和科绍娃被追授“苏联英雄”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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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的半自动狙击步枪

我们知道，“莫辛·纳甘”M1891/3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狙击手的标准装备，而苏联还开发了多种型号的光学瞄准镜和步枪。到了1941年，“莫辛·纳甘”步枪与PU光学瞄准镜的组合成了苏军狙击手最常见的装备，不过像库利科夫、瓦西尔斯琴科（Vasilschenko）和扎伊采夫倒是更愿意使用早期的PE光学瞄准镜。PU光学瞄准镜的缺陷很明显。不但放大倍率不足，仅为4°的视场也太受限制。此外，镜筒的安装位置过高而且偏后，许多狙击手反映使用起来非常不便。

早在苏芬战争期间，芬兰人使用的m/31半自动步枪就给苏军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野外的开阔地带，“莫辛·纳甘”狙击步枪对于苏军狙击手来说是种很有效的武器，但在芬兰境内的林地里，枪管较长的“莫辛·纳甘”不但使用起来更笨重，火力和射速也显然落了下风。这样，大量装备半自动步枪的需要也就因此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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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莫辛·纳甘”狙击步枪

苏军最早的半自动步枪是前文提到的7.62毫米“托卡列夫”SVT38，后来被改进型的SVT40取代，而该枪的狙击型也很快随之开发出来。大战期间苏军狙击手使用的“托卡列夫”SVT38半自动狙击步枪上安装的是4x的PEM和PU光学瞄准镜。在SVT38狙击步枪上，光学瞄准镜的安装方式得到了简化，PU光学瞄准镜可以方便的装卸。不过，作为狙击步枪的SVT38战斗性能却不甚理想，不但内部零部件机构可靠性不佳，300米以上的射击精度也很糟糕，这离“800米有效射程”的标称值是有相当差距的。德军曾对该枪做过试验，发现实际最大有效射程只有500米。当然，这是所有半自动步枪都存在的缺陷，而苏军首先在战场上得到了验证。由于半自动步枪上的活动部件很多，而固定的、韧性小、整合度高的结构正是枪械精度的必要条件，这也就不难理解半自动步枪射击精度不高的原因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精心选择零部件，将枪械的零部件安装的更紧凑，组装工艺也必须更加严格。此外，扳机和枪机也不能设计的过重，不然扣动扳机和拉栓的动作不顺畅也会影响射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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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狙击手的步枪上安装了经改进的PEM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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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狙击手装备的SVT40半自动步枪


TIPS

西方国家对SVT40半自动狙击步枪有以下评论：“苏联有相当数量的这种半自动步枪安装有光学瞄准镜，苏联人对于狙击战术和射击精度的理解和英国、美国有着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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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T38的设计缺陷还有很多，实战中机械故障也频繁发生，卡壳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于是到了1940年，改进型SVT40出现了。SVT40半自动步枪较它的前身SVT38结构更加坚固，性能也更加可靠。不过由于采用手工装配制造，射击精确度也就不能完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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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缴获的SVT40半自动步枪射击的德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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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使用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狙击步枪的苏军狙击手，枪上安装的是3.5倍的PV光学瞄准镜，摄于1943年1月

无论如何，“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在苏军中还是得到了广泛使用，尤其受到女狙击手的喜爱。毕竟SVT半自动步枪省去了“莫辛·纳甘”手动拉栓的动作。苏军王牌女狙击手留德米拉·帕芙丽琴科创下的超过300人的狙杀战绩主要就是用SVT半自动步枪获得的，这似得苏联人对半自动步枪在狙击作战中的潜力抱有极大信心，从而在战后仍坚持不懈的发展半自动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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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SVT-40狙击步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女狙击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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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VT40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女狙击手


第7章　德军狙击手与东线狙击作战（1941-1945）

“我听到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附近移动有个法西斯狙击手正等着我们。他不断朝我们射击，子弹非常密集和准确。我刚刚试图稍稍转移一下阵地，一枚爆炸弹就在我头顶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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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德军闪电般横扫整个欧洲，在大战的初期遭遇到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很少，狙击作战更是很少发生。参战的德国国防军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狙击作战做好准备，其狙击作战装备也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Gew.98狙击步枪和一些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民用步枪。可想而知，在地面部队快速推进的情况下，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训练和部署狙击手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对手而言也没有这样的机会组织有效的反狙击。不过，到了1941年夏季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军初次遭遇苏军狙击手的沉重打击，德军高层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德军第465步兵团在东线密林地区推进过程中就曾遭遇苏军阻击，不仅进攻受阻而被迫停滞，而且受到了巨大的伤亡。在被击毙的德军官兵中，75％都是被命中头部。德军士兵弗兰兹·克莱梅尔在自传中曾写到这一段作战经历：

“根据弹道估算，苏联人的位置和视野相当不错，他们的阵地地势应该较高，所以很有可能在树林里特别是在树梢上，虽然这样的地方便于发现和射击目标，但对于狙击手自身的生存却非常不利。可想而知这些苏军狙击手大多经验不足。于是我很快调整好机枪，朝着远处的树林顶部猛烈射击，很快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不少身影从树顶坠下……战斗结束后经过统计，在那里共击毙了18名苏军狙击手……”

更让人吃惊的是，德国人发现被击毙的苏军狙击手全部是女性，而侥幸逃脱的苏军狙击手很快向后撤退并开始构建新的狙击阵地，准备再次迎击德军。很快，德军高层提出大量培养和训练狙击手和装备新式狙击步枪的主张。但这一时期的人员和装备都不甚充足，一些德军士兵甚至使用了缴获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德军狙击手舍普·艾伦博格（Sepp Allenberger）就宣称自己使用缴获来的苏军步枪取得了27次成功狙杀记录，而他本人因为战绩突出，后来被选调去后方执行狙击手的训练任务。


 德军狙击手的训练

随着来自苏军狙击手的压力的增大，德军狙击手的训练体制和内容也不断得到改进。在战争中，德国陆军在每个营级部队里都建立了由22人组成的狙击手作战单位，其中6人（或根据情况人数有所不同）随营部指挥机关作战，其余狙击手跟随各前线连队作战。通常情况下狙击手的作战任务由直属的连队指挥官下达，但执行的一般是较重要的任务。而较普通的狙击作战任务，则通常由部队里枪法较好的普通士兵完成，德军甚至为各连级部队配发了光学瞄准镜给那些未经专业训练的狙击手使用。在实战中，那些在100米距离上射击成绩和战绩突出者很快就会被抽调到狙击手训练学校进行专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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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装甲狙击防盾的德军狙击手

[image: ]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狙击手舍普·艾伦博格（Sepp Alle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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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比利时的一座德军狙击手训练学校，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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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德军狙击手

这样的体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枪法较好的普通士兵在实战中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城市短距离作战的环境下；再者，大量非专业狙击手的存在对于专业狙击手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在无法立即抽调狙击手支援的场合下可以由普通的步兵实施一定程度的狙击作战支援。根据德军王牌狙击手赫尔姆特·温斯博格（Helmut Wirnsberger）的说法，他们“完全有能力胜任400米内的一般狙击任务，很多场合都可看做是专业狙击手”。而且在德军中，士兵从接受新兵训练时起，配发的步枪就成为一种个人随身武器，除了维修保养和升级换代时外一般不会离身，所以枪法出众者并不在少数。

大战初期，德军就开始在后方建立了一批狙击训练学校，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本土各地的狙击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根据资料统计，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共建立了至少30所狙击训练学校。德军狙击训练学校的课程体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大致相同，包括各种武器的使用、瞄准与射击技术、测距、读图识图、侦察与伪装等方面的内容。但战后盟军军事专家对位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等地的前纳粹德国国防军狙击训练学校考察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狙击手训练更注重武器的使用与野战技能的结合，并力求在实战中多加实践，这与英军狙击手训练中各科目彼此间较为分立的训练方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东线作战期间，德军的狙击训练学校甚至仿照苏联农庄和城镇建筑的样式修筑假想的狙击作战环境，借此培养狙击手的城市狙击作战技术，而这后来也被东线战场上最残酷和惨烈的巷战所证实。

此外，德军狙击手的训练还强调包括跪姿、坐姿和立姿等不同情况下的射击技术。不过，对于德军在训练狙击手的过程中终究更强调何种距离下的狙击作战方法，军史界一直存在一定争议。有说法认为德军很少针对300米外的距离进行狙击作战训练，但资料表明德军狙击手在训练中的射击距离在5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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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狙击手采用坐姿进行狙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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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训练中的德军狙击手，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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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训练中的德军狙击手，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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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训练中的德军狙击手，摄于1943年


 K98k式狙击步枪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狙击步枪使用的瞄准镜和安装方式上看，型号和规格实在是品种繁多，总共有10种主要的型号和一系列相关的衍生型，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作战使用造成一定影响。国防军、党卫军、坦克装甲部队，甚至空军在狙击作战上都有自己的需求，而没有一家生产厂商可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枪支的生产厂商也不一而足，包括斯泰尔（Steyr）、古斯特洛夫（Gustloff）、绍尔（Sauer）、柏林－吕贝克（Berlin-Lubecker）等在内的众多公司都是供应商。而对比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直到战争结束都只有一到两种基本的狙击步枪型号使用。我们知道，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于狙击作战并不重视，大战初期部队装备的光学瞄准镜也并不适合狙击作战使用，狙击手和装备也明显数量不足。到了1941年，新式的1.5x Zf41（Zielfermrohr41）式光学瞄准镜开始在K98k狙击步枪上安装使用。Zf41的出现意味着德军开始注意到为步兵装备精确度更高的实用型狙击武器，即便不能看成是纯粹的狙击武器，至少也是对提高步枪射击精确度的一种有益举措。这一概念在现今各国军队中早已采用，目前各国陆军使用的突击步枪上多安装有简易的光学瞄准装置，事实证明可明显提高普通步兵的射击精确度。


TIPS

西方媒体曾于1967年对前德军头号王牌狙击手马希亚斯·海琛诺尔（Mathias Hetzenauer）进行过采访，根据海琛诺尔的说法，他可以确保在400米距离上准确命中人形标靶的头部；在600米距离上可命中胸部位置；在700米到800米距离上可保证击中站立的人形靶。当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顶尖的德军狙击手的射击水平，艾伦博格和温斯博格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过实战中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很少在这样的超远距离上作战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接近目标以确保一击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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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德军的计划，这种体积小重量轻的光学瞄准镜应该大量装备前线各作战部队，而实际上由于安装基座的结构特殊，只有不到6％的步枪安装了这种光学瞄准镜。尽管如此，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Zf41共生产了至少10万只，从而成为大战期间德国产量最高的光学瞄准镜。Zf41的实际效果如何，德军狙击手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这种光学瞄准镜虽然比肉眼瞄准要精确，但1.5x的放大倍率显然是太小了，完全无法满足远距离射击的需要。

德军的狙击训练学校也试用了Zf41光学瞄准镜，发现在弱光条件下性能更差，结论同样是无法满足需求。但在战场上无法得到其他更良好的狙击武器的情况下，德军狙击手要么只能勉为其难使用搭配Zf41的狙击步枪进行作战，要么使用缴获的前苏联“莫辛·纳甘”。这种情况下迫使不少民用步枪和光学瞄准镜进入德军部队中并得到大量使用，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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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Zf41光学瞄准镜的德军狙击手

大战初期，德军发展军事装备的重点毕竟在飞机、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上。对于狙击步枪的发展，最高指挥部决定在一次大战中的Gew.98步枪的基础上将其缩短，作为德军的标准步枪装备使用。毛瑟公司对于军方的需求响应非常快，不久就拿出了军方需要的样枪。1935年，这种改进了的被缩短了枪管的步枪——K98k被德国国防军采用，这也是德国国防军使用的最后一种毛瑟步枪。K98k的意思就是毛瑟1898式短卡宾枪，K的意思是“Kurz”，也就是德文“短”的意思，因此，它的长度要比Gew.98式步枪短。K98k的枪机拉柄与Gew.98式的不同，被设计成了弯曲形。这种设计使枪机的操作动作更舒适方便。例如在安装了枪瞄镜的Gew.98步枪上，如果采用直形拉柄会触及光学瞄准镜镜架，而弯曲拉柄则不会。但也有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军事专家认为，水平拉机柄在瞄准时易于用手操作，有利于命中目标，且便于从底部抛壳。K98k还在枪机上设计有一个排气孔，用来排去炽热的火药气体以防止伤及射手的面部。此外，Gew.98有两个扣环，而K98k只有一个前部扣环。取代后部扣环的是在枪托上的孔，背带从孔中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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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K98k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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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k98狙击步枪

K98k狙击步枪由绍尔-佐恩公司（Sauer & Sohn）和毛瑟-奥伯恩多夫公司（Mauser Oberndorf）负责制造。枪上采用的4x光学瞄准镜则由包括阿贾克（Ajak）、亨森特、蔡斯、卡勒斯（Kahles）以及科勒（Kohler）在内的众多公司制造，其有效瞄准距离达800米，K98k本身的V形照门也能够瞄准100～2000米的范围。光学瞄准镜的镜座按扎十分牢固，使用镜座后部的调节旋钮可方便地实现前部镜座左右微调，而不至于对镜筒本身产生扭曲应力。镜座中轴线上还设计有一个简易的瞄准孔，可确保射手在紧急情况下采用机械方式瞄准射击，镜座的安装高度也有高／低两种方式可选，采用较低的安装位置会使射手脸颊更贴近枪身，从而进一步保证射击精度。在1943年底的一次主要改进中，K98k的镜座得到了延长，光学瞄准镜的型号也有变化，连扳机也改成了双动式，这也是对先前的K98k扳机使用生涩情况的一种修正。扳机外的护环也加大了尺寸以方便冬季战场上穿戴手套的射手使用。同年，党卫军部队也自行对K98k步枪进行了改进，主要改进之处在于采用双爪式安装方式的光学瞄准镜镜座，这种设计本是来源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产品。改进后的K98k在党卫军部队和装甲部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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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8k狙击步枪后部特写

大战爆发时，参战的德国国防军就已经使用了近277万支K98k步枪。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又有754万支交付军队，其中包括12万支狙击型。空军获得了92万支而海军则用去19万支，连党卫军部队也使用了62600支。从整个战争里程来看，德军入侵波兰时，K98k狙击步枪还未在德军前线部队中普及，但到了东线战事爆发时，前线的德军狙击手已经开始大量使用K98k狙击步枪，并从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狙击手的标准装备。自1942年起，K98k也开始大量供应各德军部队。德军狙击手弗兰兹·克莱梅尔就是直到1943年底才得到一支K98k。到了1944至1945年间，由于德军前线战事吃紧，再加上战略物资原料供给恶化和时间紧迫，狙击步枪的产量有所下降。1944年之后生产的毛瑟步枪质量都很成问题。为了缩减制造成本，优质的木制枪托以及其他木料部分被非常薄的木头代替，枪托底部改为罩杯式冲压组件，前护箍由切削件改为点焊，弹仓底部及护弓也改成了钢制冲压件。而在德国战败投降前夕生产的一些K98k步枪甚至连刺刀座都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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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旋转后拉式枪机的对比，左边为毛瑟，右边为莫辛，下面为李－恩菲尔德

无论使用何种弹药和步枪，步枪的清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枪管的保养。在战时，即便枪管还是热的，清理工作都可以借助沸水和包有油布的铁杆进行。德军为狙击手们配备了被称为“Reinigungsgerät34”的步枪清洁套装，这种清洁套装主要是由一条铝铁合金链条组成，通过在枪口和枪管内部的拖拉实现清洁目的。实际上人们常怀疑这种装备的效果，因为硬物在枪管内部的移动会造成枪管内壁和枪口的轻微损坏，可能会影响狙击步枪的射击精度，甚至英军装备的用来清理步枪的软绳都有这种潜在的不利后果。德军为什么会装备这种通过拖拉实现清洁效果的金属硬物呢？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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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党卫军军官正在检查一支K98k狙击步枪，摄于东线战场


 半自动狙击步枪

前文曾提到，前苏联发展的SVT半自动狙击步枪性能并不能让人满意，但德国人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们也开始了研制自己的半自动狙击步枪的进程。就SVT半自动步枪来说，普通步兵使用还是非常有效的，至少一次装弹量为10发，比毛瑟步枪的5发要多，而且和射速也占优势。但作为狙击步枪使用时，这种优势被大大抵消了。德军的第一种半自动步枪是Selbstladegewehr41（即Gew.41）式自动装填步枪。不过这并不是为狙击作战设计的，而只是一种普通步兵装备，枪上安装有简易的光学瞄准镜，通常是Zf41。即便Zf41光学瞄准镜的性能不佳，但至少是对这种射速较高的步枪提供了更好的射击精确度。但实际上，这给Gew.41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造成整枪的重量过大，达到了4.9千克，而且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太大，性能也非常不稳定。作为机枪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一种步枪便无法容忍。

Gew.41最终并没有投入东线战场使用，而它的改进型——Gew.43式半自动步枪于1943年底开始投放部队。Gew.43的结构简单，活塞和汽缸部件的设计都进行了优化，方便大量快速制造。枪上安装的是4x Gw ZF4光学瞄准镜。Gw ZF4光学瞄准镜从外观上看几乎和现代狙击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无二，其结构紧凑，重量轻，具备升降调节和风力偏差修正功能，表尺距离800米，由福伦达、Opticotechna以及1904年成立的著名的德国法本化学工业股份公司（I．G．Farbenindustrie）联合制造，镜筒通过简易的弹簧闭锁装置安装在枪身右侧位置的导轨上。事实证明，这样的光学瞄准镜和枪的组合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较高的射速令前线德军狙击手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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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41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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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对SVT40半自动步枪也很感兴趣

[image: ]


使用Gew.43半自动狙击步枪的德军狙击手


TIPS

在毛瑟步枪的套件中，配备了一支短棒用于枪管清理。实战中的德军士兵常把3根这样的短棒组合成一根较长的使用，而苏军的“莫辛·纳甘”式步枪配备的就是这样一根长棒，所以也得到了德军士兵的青睐。所以在前线德军狙击手的随身物品中，常可见到缴获来的苏军步枪清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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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甲弹和爆炸弹

我们知道，德军狙击手使用s.S穿甲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长期以来穿甲弹供应量不足，多数情况下被一种制式实心弹所替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SmE 7.92毫米实心枪弹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得到应用的。这种子弹净重170克，枪口初速可达845米／秒，与英国和苏联使用的同种弹药性能相似，而且有曳光弹、穿甲弹等弹种。到了1941年，前线的德军虽然只能得到小批量的s.S穿甲弹，但毕竟给时常需要进行远程精确狙击的狙击手们带来了很大信心。但狙击手们要考虑的事不但是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弹药，还有得到充足的弹药供应的迫切需求。根据德军最高指挥部于1941年收到的一份报告，前线作战的德军预期步枪弹药需求量达每月2000万发。需求量是如此巨大，对在盟军轰炸下举步维艰的德国军工工业来说实在是不堪重负。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步枪用穿甲弹一直满足不了前线德军狙击手的需求。不过作为权宜之计，德军采用了一种净重198克的穿甲弹作为替代，由于这是一种可爆炸枪弹，它的使用遭到了很大非议。在苏德两军狙击手交战之初，苏军的战地报告中常出现发现德军使用B.P爆炸弹的例子，而且作为反纳粹的宣传材料贯穿了整个大战的剩余时间。苏军王牌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就曾提到这一点：

“我听到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头项呼啸而过，附近移动有个法西斯狙击手正等着我们。他不断朝我们射击，子弹非常密集和准确。我刚刚试图稍稍转移一下阵地，一枚爆炸弹就在我头顶爆炸了……”

但是对这种弹药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德国空军，他们对这种弹药的发光弹道轨迹的目标指示效果非常满意。不过在希特勒看来，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速弹药在堑壕战里对士兵的杀伤效果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希特勒下令禁止对有生目标使用这种爆炸弹。在实际使用中，加重的爆炸弹和穿甲弹质量比普通枪弹更大，其弹道特性也与其很不一样，造成使用这种弹药的步枪需要重新进行归零调节。在东线战场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残酷的时候，爆炸弹在一般狙击作战中的使用也逐渐开始被默许承认了。在来自德军的一份1944年的战地备忘中曾提到，由于与苏军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一切可以对敌军产生毁伤作用的可能都应该被考虑和采纳”。

而实际上，包括马希亚斯·海琛诺尔、温斯博格在内的德军狙击手都曾使用过B.P弹药，不过目的不是狙杀目标，而是用于在600米左右的距离上对林地间的苏军进行侦察性射击。


 与苏军和严寒作战

到了1943年，德军狙击手的作战装备已经较完善了，而苏军狙击手也准备好进行殊死抵抗。毫无疑问，狙击手作战的天堂就是城市里的废墟间，而此时仍岿然不倒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成为苏军顽强抵抗的象征。德军的优势在城市里遍布四处的坑道、倒塌的建筑物和废墟中受到了很大的抑制。战争迅速蜕变成一场包含小分队进攻和狙击的城市局部零星巷战。艾里希·科恩（Erich Kern）曾是东线战场上的战地记者，他曾亲眼目睹城市狙击作战的残酷。他回忆道：

“……这根本就是一场狙击手的战争。大雨从浅灰色的空中倾盆而下。士兵们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废墟和战壕中，有的用潜望镜观察前方的情况，有的正抓紧时间休息以准备下一次战斗。”

城市里的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不到270米的极短距离上。但若因此认为东线战场上的狙击战都发生在城市区域的话，事实其实并非如此。自德军入侵苏联时起直到推进至斯大林格勒期间，广阔的苏联国土上的平原、丘陵、密林以及冻土地带到处都是苏军狙击手良好的藏身地。德军攻势展开时，德军的狙击手就被部署在阵地前沿，马希亚斯·海琛诺尔就常在这时利用夜色掩护渗透进苏军阵地。在德军实施进攻前的弹幕射击阶段，马希亚斯·海琛诺尔的使命就是狙杀苏军前线的高级军官、炮兵和机枪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军面临的数量和火力上的劣势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而一旦进攻开始进行，德军狙击手又往往在步兵推进时紧随其后，协助消灭前进方向上和侧翼的机枪手和反坦克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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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巷战中的德军狙击手

当战线稳定下来后，德军狙击手就会采用常规战术在战线前方构筑阵地，并利用黄昏和黎明时分的光线搜寻目标，此时的苏军士兵精神也较为松散。此时也可充分发挥光学瞄准镜的优势。许多德军狙击手擅长利用月光进行夜间狙击，马希亚斯·海琛诺尔就常在夜间奉命外出执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战场上空的月光要充足，而且需要利用至少6x的光学瞄准镜才可有效进行。到了1944年，苏军的反击力量逐渐占据上风，德军开始全线撤退。先前苏军遭遇到的问题如今德军也必须面对，他们被迫以4～6人一组组成狙击小分队实施拖延战术以延缓苏军的反击，同时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这种情况下，狙击手的狙杀战绩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关键在于狙杀的质量。考虑到苏军并不擅长无组织的进攻，一旦缺少指挥官，苏军的攻势效率就会变得低下，甚至被德军局部的反击击溃。一名德军狙击手曾在一天之内连续狙杀8名苏军高级军官，使得苏军在这一地区的反击无力进行。弗兰兹·克莱梅尔的战术更是有效，在苏军组织进攻时他专门狙杀那些留着胡须的人，而这些正是苏军中的高级军官。

总地说来，苏德两军的狙击手战术和技术非常类似，但德军并没有把狙击手作为普通步兵使用，而是把他们当成纯粹的狙击手使用，在隐蔽的阵地上掩护步兵作战。但到了1943年，在被苏军狙击手好好上了一课后，德军狙击手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残酷的反狙击作战，连狙击训练学校也加强了构筑狙击阵地和搜索敌狙击手的内容。而东线战场上的反狙击作战对于后来德军在西线抵御盟军在欧洲大陆上的反攻是大有裨益的，以为胜利在望的盟军士兵常常被不知何处飞来的子弹压制的抬不起头，进攻常常受到阻滞。

除了苏军狙击手以外，另一个令德军头疼的问题就是严寒的天气。这是德军在西欧战场上未曾遇到的问题，连武器装备的设计和使用都没把严寒天气的因素加以考虑。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里，光学瞄准镜上的调节钮被冻住而无法调节。弗兰兹·克莱梅尔的做法是把步枪背在肩上，而枪机和光学瞄准镜则用防水布包裹起来单独携带，胸前则斜挎一支MP40冲锋枪，但这样一来就常有光学瞄准镜不慎丢失的情况发生。而且如果把镜筒卸下单独存放，一旦需要拿出使用，在外界低温下镜头会立刻雾化而根本无法使用。有的光学瞄准镜采用密封保存的方法，并标注有“K.f”的印记（Kältefest，即防冻之意），但这也只能保证在华氏零下4℃的环境下正常使用，这种气温在苏联境内的冬季已经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了。为此，一些德军狙击手采用与苏军相似的做法，将镜筒零部件拆卸后用羊皮套仔细包裹镜筒，或者用低温润滑油密封。但这样一来沾上润滑油的零部件很难清理干净，会影响正常使用。士兵们想到了在需要取出使用时用汽油将其清洗干净的方法，擦拭干净后可照常使用。不过直到1942年底以前，低温润滑油的供应并不充足，上述做法也较少见。为毛瑟步枪配备的帆布袋在低温下常被冻成硬块，在冰雪消融的春季又容易生霉。士兵们因此常常将其丢弃不用，而用防水油布或“Zeltbahn”迷彩伪装衣改造后用于随身作战装备的包装携带。

到了1941年秋，东线战场上气温已经显著下降，由于前线德军丝毫没有为冬季作战的准备，冬季防寒衣物的供应成了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气温长期低于零下40℃的苏联国土上作战，士兵们必须穿着特制的防寒保暖衣物。对于普通的步兵和狙击手而言，冻伤的危险甚至比敌人还要大，即便是很简单的脱下手套操作步枪的动作都有因为手指短时间暴露在外而遭受冻伤的危险，甚至手指也会因为接触枪支上的扳机、枪机等金属部件而被冻住。于是穿着一些缴获的苏军冬季作战服就成了德军士兵的权宜之计。不久，德军专用的防寒服——“Wintertarnanzug”开始供应东线德军部队。这种防寒服具有白色衬里和外罩，在冬季野外的雪原里使用效果较好。“Wintertarnanzug”被设计的较为肥大以方便随身武器携带在内，而德军狙击手们更愿意把子弹带等物挂在防寒服外，这样方便快速取用。不过，正如弗兰兹·克莱梅尔所言，这种防寒服不够厚重，野外穿着时容易破损，而且填充物容易吸水受潮。这样一来非但丧失了保暖效果，反而变得更加沉重不便。更重要的是，由于内部空间宽松肥大，“Wintertarnanzug”防寒服成了虱子活动的温棚，而且很难被清楚。所以这种防寒服只适合在干燥的冬季战场上穿着使用，而且不宜过多运动。

德军狙击手因为作战性质的特殊而得到了专门设计的防寒服和伪装服，而党卫军部队的伪装服也和德国陆军其他部队的装备有所不同。党卫军的伪装服较为特殊，并不是像陆军其他作战单位使用的常规小碎片图案，而是由大块杂色斑点构成。从1938年中期开始，党卫军就是首批装备迷彩伪装服的德军部队，同时也是最早使用防水棉布制成的“Tarnjacke”伪装罩服的部队。“Tarnjacke”伪装罩服是一种套头式的战斗服，腰部采用可松紧设计，外表面采用枫树叶图案实现伪装效果，并根据夏秋两季时节的不同采用绿色和褐色两种主色调。

伪装服对于狙击手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即便没有伪装服，战时也必须在战斗服表面人为进行一些伪装处理。在实际作战中，随时得到与作战环境匹配的伪装服是不可能的，弗兰兹·克莱梅尔就为自己定制了两套伪装服，一套是标准样式的伪装服，另一套是宽大的白色伪装罩衫。


TIPS

弗兰兹·克莱梅尔的战友这样回忆到：

“苏军占据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他并不急于瞄准射击，直到苏军的第三到第四波冲击开始时，他才迅速瞄准苏军冲锋阵型最后的那些留着胡须的人射击。随着那些人的中弹后发出的惊呼，其他苏军士兵似乎也大受震撼，队伍前面的苏军官兵行动也变得迟缓了下来。于是他开始瞄准队伍前面的那些军官射击，那些距离在50米开外的苏军军官纷纷头部中弹，剩下的苏军士兵目睹了这一切便开始四下寻找躲避，苏军的攻势也就随之瓦解。这样，他就开始在自己的瞄准镜里随意寻找射击目标，有时在一分钟内就可以狙杀20人以上，然而这些都未被计算在他的作战记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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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中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Tarnhemd”的伪装罩服，这种伪装服拥有白色的衬里，可以在必要时反穿在防寒服外以达到冬季战场伪装的效果。1943年底，另一种伪装服——“Palmenmuster”出现了，这种伪装服上缝制有便于按插点缀植物枝叶的小环，在东线战场上非常受前线德军狙击手欢迎。一些前线德军狙击手还有自己的办法，德军狙击手舍普·艾伦博格就曾使用过一件用雨伞改成的伪装服长达两年之久。

对于普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来说，标准的野战灰束腰外衣和长裤、作战靴以及灰色钢制头盔是其标准装束。而对于佩带头盔的狙击手来说，“Tarnhelm ü berzug”头盔罩网是必不可少的，头盔罩网不但可以降低头盔的反光度，而且可以安插点缀植物的枝叶实施伪装，甚至还在头盔的边缘设计有钩状的外挂物方便伪装。在实际作战中，士兵们尽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计头盔伪装的方法和样式，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干脆不佩带头盔，而是佩带更为舒适和小巧的软顶船型野战帽——“Feldm ü tze”。

无论德军的装备如何完善，苏军在东线战场上的局势毕竟开始占据上风，到了1944年，东线德军常被大批包围分割。到了战争后期，德军的溃退成了常事，狙击手的任务通常是尽量拖延苏军进攻以保护主力部队的撤退。在这样的战斗中德军狙击手的伤亡有多大，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很多狙击手战死后甚至没有自己的墓地。1945年5月苏军胜利攻占柏林后，弗兰兹·克莱梅尔几乎毫发无损的回到了自己位于奥地利的老家，留下了一段悲切的话语：“虽然战争已经远去，那段残酷的战斗生活的记忆仍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它还将伴随我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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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战场上的德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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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前线的一名德军狙击手正在利用战斗的间隙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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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伪装网和面罩的德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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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头盔


第8章　太平洋战争（1941-1945）

“900米左右的射击距离是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在这里，海风、热浪和雾气都会对光学瞄准镜的成像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为了准确的估算距离，我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枪膛里装了一发曳光弹，同时让卡特配合我用望远镜观察目标。第一发射击后，卡特告诉我应该再抬高一英寸。我调整了一下瞄准镜，将十字分划线的中心瞄准了日军机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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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的准备

早在1892年，美国人就开始采用挪威人设计的.30口径“克拉格”（Krag）手动枪机式步枪，这种步枪被认为是美国现代远距离精确射击步枪的先驱。19世纪末，美国人为3支“克拉格”式步枪安装了位于纽约布法罗的光学仪器公司生产的光学瞄准镜并进行狙击试验。在试验中，步枪和光学瞄准镜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在720米左右的距离上仍能保证足够的精度。不过，尽管性能出众，美国军方要求为狙击手装备这种步枪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回应，事实上，这种步枪从来没能得到美军的大量装备和使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寻找真正满足士兵需要的光学瞄准镜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探索，甚至对德国的C. P.乔治公司和蔡斯公司在内的光学瞄准镜产品进行了一系列对比试验。不过问题并不在器材上，而在人员基础上。当时的美军仍然缺少系统的狙击训练和专业的狙击人才，只是拥有少量枪法较好的士兵在军中担任狙击手的角色，而他们的装备也各有不同。最常见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枪上的光学瞄准镜包括“沃纳”、“斯瓦塞”、“温彻斯特”A5和B5等，但都被认为已经无法满足狙击作战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发了2.5x的“温彻斯特”M1918式光学瞄准镜。这种光学瞄准镜在当时很好地满足了军方的需要并得到了大批量的采购。但美国人没有在这种光学瞄准镜上进行任何的后续改进工作，“温彻斯特”M1918式光学瞄准镜很快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实际上，美国步枪射击学校通过一系列试验认为，来自德国C. P.乔治公司的光学瞄准镜性能最好。他们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C. P.乔治的产品都是最符合要求的，包括放大倍率、成像清晰度、视场、调节功能、操作、坚固性和可靠性都非常令人满意。作为军用装备明显要优于‘沃纳’、‘斯瓦塞’和‘温彻斯特’A5……”

虽然美国步枪射击学校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当时的光学技术毕竟还在高速发展中，美国人也没忘记对自己装备的步枪进行发展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约翰·加兰德（Jogn C. Garand）成为了关键性人物。加兰德是“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一名设计师，他经过研究发现，由于受材料和弹药的限制，连续发射步枪必须加重枪管，进而增加了重量，而且当时没有中间威力弹药的概念，大威力弹药在连续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不适合抵肩射击，于是加兰德将设计重点放在了半自动步枪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就开始了他的设计工作。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军械委员会示意加兰德将半自动步枪的口径由.30英寸口径（7.62毫米）改为.276英寸（7毫米），1929年送交阿伯丁试验场进行选型试验。通过对比试验，评审组认为加兰德的.276英寸口径步枪的性能最佳。试验工作于1932年结束，评审组向陆军部推荐此枪，但陆军仍坚持.30英寸口径，于是又被改回。1936年1月，该枪被正式命名为.30口径“加兰德”M1式步枪。“加兰德”M1式步枪后来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计最优秀的步枪，采用导气自动方式，可装8发子弹，并且可以连发，只是中间不能更换子弹，必须等8发全部打完才能装弹。当最后一发子弹射击出去，M1的枪机会空仓挂机，弹仓底部的退夹器将漏夹抛出，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提示更换子弹。该枪便于分解和清洗，但是后坐力、出弹时的声音以及射击时的烟尘比较大。由于采用半自动射击方式，近距离作战时火力发挥比较充分，只是精度稍差。该枪于1937年投产，1939年少量装备部队，但并没有针对狙击作战而进行任何改进。


TIPS

在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队里，步枪射击的训练和考核标准是非常低的，在约360米距离上能击中人形标靶或在约180米距离上击中标靶头部就算合格，这仍然沿用了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标准。与此同时，美军仍然装备的是老式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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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韦弗”M73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A4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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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斯普林菲尔德狙击步枪的美军狙击手

到了1941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合适的狙击步枪适应未来的战争需求，狙击手的训练也一直没能有效进行。1942年，美国人决定仍然采用“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但光学瞄准镜改为采用“韦弗”（Weaver）330-C式。“韦弗”式光学瞄准镜具备升降和风力偏差调节功能，体积轻便小巧，只是放大倍率较低。到了1942年12月，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装备了稍加改进后的M1903-A3式步枪。改进之处主要在于：将原先的两条膛线改为4条；将原先造型优美的C型握把改为扁平的“疣猪”式。1943年，美国雷明顿公司（Remington）负责将2万支步枪改装成新的狙击型号——M1903-A4。为了方便光学瞄准镜的安装和使用，M1903-A4采用铸造凹陷式枪机，并取消了机械瞄准具。M1903-A4的整体性能表现尚可，共制造了28365支，在1944年6月“加兰德”M1-C半自动狙击步枪出现后才逐渐退居二线。


 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从而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参战之初，美军的战争准备并不如英军那么充分，尤其是在狙击手的配备和使用上。不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仍然装备了一批狙击步枪并训练了一批专业的狙击手投入到与日军的战斗中去。早在1928年以前，海军陆战队装备的是安装“温彻斯特”A5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后来A5被“莱曼”式光学瞄准镜取代。“莱曼”式光学瞄准镜的镜头由当今著名的博士伦公司（Bausch & Lomb）制造，相对于“温彻斯特”A5来说视场更大，聚光性能更好，而且结构更加坚固耐用。1941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将一批为数1000支的精度达到国家竞赛级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改装成了狙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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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斯普林菲尔德”M1903-A1狙击步枪的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

随着与日本之间战争的迫近，海军陆战队也开始了自己的狙击训练，但那只是一系列基础的狙击指导课程而缺乏完善的野外狙击作战训练。不过，海军陆战队也很快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大战里，枪法好并不代表一切。幸运的是，海军陆战队拥有一批像乔治·范·奥登（Goerge Van Orden）、C·N·哈里斯（C. N. Harris）、C·A·洛伊德（C. A. Lloyd）以及J·C·史密斯（J. C. Smith）这样的狙击作战的坚定拥护者和推动者。与英国的希斯凯斯·普里查和克鲁姆一样，他们多次向军方高层建议制订系统的狙击训练计划，乔治·范·奥登甚至力主采购一批新的手动枪机式狙击步枪。在多方人士的推动下，到了194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终于在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列尊营（Camp Lejeune）、加州的潘德列顿营基地（Camp Pendleton）和绿场基地（Green's Farm）设立了“侦察—狙击”训练营。理论上讲进入狙击训练营的士兵都是志愿者，但实际上根据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的说法，如果在自己所在的部队射击成绩表现突出，那么他的中尉长官在向他表示祝贺之余，也会同时通知他已经被挑选出来加入狙击训练营。整个训练为期5周，测距、风力偏差调节、读图识图、伪装、侦察和野战生存能力都是基础训练科目，射击训练则是从100到1000码距离上进行。这一点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当时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在训练中被要求在如此之远的距离上进行射击。但事实证明这种训练是绝对必要的，前文曾提到冲绳战役中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丹尼尔·卡斯曾在1000米左右的距离上成功狙杀日军机枪手的战例。对于超远距离狙击的难度，丹尼尔·卡斯认为：

“900米左右的射击距离是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在这里，海风、热浪和雾气都会对光学瞄准镜的成像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我们使用的弹药等级也不是很高，使用中常出现问题。为了准确的估算距离，我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枪膛里装了一发曳光弹，同时让卡特配合我用望远镜观察目标。第一发射击后，卡特告诉我应该再抬高一英寸。我调整了一下瞄准镜，将十字分划线的中心瞄准了日军机枪手。在这一过程中我反复体会当初在潘德列顿营基地里学到的远距离射击的要点……我稳定住自己的呼吸和姿势，反复拉动枪机、扣动扳机……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击中了目标，但我看到卡特脸上兴奋的表情，最重要的是，日军的机枪阵地不久就沉寂了下来……”


TIPS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训练课程中，最基本的科目是侦察和攻势狙击。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丛林作战中，这些科目很难有机会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在海军陆战队参与的“跳岛”作战中，侦察／狙击技术才有用武之地。海军陆战队的侦察-狙击小组由3人组成，分别是连属狙击手、观测手和自由人，后者的使命是使用步枪或冲锋枪保护自己所在的小组。而在实战中，由于疾病和伤亡因素的发生，这样的侦察—狙击小组往往只剩狙击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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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狙击手的行动性质并非是正式的，如约翰·乔治（Joh Goerge）中尉就只是一名普通步兵军官，他曾在海军陆战队佩瑞营（Camp Perry）的射击比赛中获胜，对狙击作战兴趣很大。有趣的是，约翰·乔治在战争中的最大遗憾是他在随部队登陆瓜岛作战时，自己的“温彻斯特”M70步枪没带在身边。这把步枪是他从参军之日起就一直带在身边的，枪上安装有一只2.5x“莱曼·阿拉斯加”光学瞄准镜。但在当时作战前夕被他的一位军官朋友借去用于一次狩猎探险活动。更不幸的是，他的这位朋友在使用中不慎将枪管损坏，因而不得不把枪拿去原厂进行维修。而幸运的是这支枪很快又被送还到了他手中，前线部队也非常欢迎这位志愿狙击手。但是，约翰·乔治毕竟不是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狙击手，对于自己手中的步枪如何在狙击作战中正确使用，约翰·乔治并没有太大把握。约翰·乔治在自己的日记中诚实的记载了自己失败的初次狙击作战经历：

“从瞄准镜里看到那名日军士兵在我枪响后应声倒地，若不是亚特用望远镜观察后告诉我，我还以为这次狙杀取得了成功。我的这一枪射的太高了，观测手亚特告诉我至少高了30厘米，子弹实际上击中了日本人身后的沙袋。幸运的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他根本无从发现我，我也有机会作第二次射击。我随后又射出了4发子弹，只有2发命中……”

时任上校的乔治·范·奥登在坚持进行海军陆战队狙击训练计划的同时，还主张发展全新型号的专用狙击步枪。他的意见在当时受到了海军陆战队高层的质疑，后者认为他的主张过于激进。但是从实际因素考虑，范·奥登的意见也实在没有可诟病之处。“斯普林菲尔德”确实是一种优秀的制式步枪，但从根本上说就不适合进行远距离精确射击。为此，海军陆战队在为“斯普林菲尔德”搭配合适的光学瞄准镜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找一款商业竞技型步枪来取而代之。不久，海军陆战队打算采用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狩猎步枪的“温彻斯特”M70。“温彻斯特”M70于1935年推出，共有3个款型，分别重4.3千克、4.8千克和5.9千克，因此也被称为标准型、重型和超重型。“温彻斯特”M70在海军陆战队的射击试验中表现出超过“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的精度，但最终没有得到海军陆战队的采用，原因是“结构不够牢固、与现有的M1903和M1步枪的零部件无法互换”，而且作为一种非标准的狙击步枪，“温彻斯特”M70的维护保养的确存在一定问题。

“温彻斯特”M70式步枪虽然没有正式被军方采用，许多部队却也私下购买，再加上“尤那托”的8x、10x、12x以及14x光学瞄准镜用作狙击步枪使用。以“尤那托”8x光学瞄准镜为例，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超长而细的镜筒和几乎位于枪身正中的安装基座。按约翰·尤那托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复合式光学瞄准镜”，它的3.8厘米物镜设计优良，既适合观测也适合瞄准射击之用。与此同时，分划线判读方便，安装基座也与“温彻斯特”和“莱曼”光学瞄准镜的类似，甚至设计有弹簧机构从而确保镜筒在射击后坐力作用下仍可复位。海军陆战队对于“尤那托”光学瞄准镜的性能非常满意，战时“尤那托”光学瞄准镜共生产了5000支以上，其中370支安装在“温彻斯特”M70式步枪上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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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达卡纳尔战役中身披伪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右），摄于194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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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正使用安装了8x“菜曼”光学瞄准镜的“温彻斯特”M70狙击步枪瞄准目标

1941年3月，海军陆战队决定采用安装8x“尤那托”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作为狙击标准装备。所有采购来的光学瞄准镜和步枪都在位于费城的军械库进行组装，组装过程中还会对枪管进行仔细检查，合格品会在枪口附近做上标记。组装完成后每支枪还要进行试射以验证射击精度是否满足要求。这批步枪被命名为“斯普林菲尔德”M1903-A1式狙击步枪。

在1942年8月美军登陆瓜岛时，海军陆战队同时装备了安装“温彻斯特”A5或“莱曼”5A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式步枪以及安装“尤那托”式光学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A1式步枪。在海军陆战队看来，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枪上的“尤那托”光学瞄准镜在实战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事实上，原因主要是出在射手的操作不慎上，而且镜筒上沾上的沙砾也会影响到光学瞄准镜在射击后的复位。许多狙击“尤那托”式光学瞄准镜仍然受到了雾气的困扰，但已经远比其他光学瞄准镜的情况要好得多。由于“尤那托”式光学瞄准镜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海军陆战队还采购了“费克尔”（Fecker）和“莱曼”式光学瞄准镜，并继续对其他光学瞄准镜进行试验。结果表明“韦弗”M73B1的表现比“尤那托”更好。到了1942年底，海军陆战队建议将M73B1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上安装使用，并将这种组合命名为“斯普林菲尔德”M1903-A4式步枪。那么结果如何呢？安装M73B1光学瞄准镜的M1903-A4步枪射击精度仍然不如安装“尤那托”式光学瞄准镜的M1903-A1，但“韦弗”M73B1结构更简单，价格还不到“尤那托”的一半，便于大量快速的制造，这在战时是非常重要的。截止到1944年6月，“斯普林菲尔德”M1903-A4式步枪共生产了2836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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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宋岛作战期间的美军狙击手，注意其配备的斯普林菲尔德M1903狙击步枪


 热带丛林狙击战

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很快发现自己在热带丛林中作战处境非常不利，而且在几十年后的越南战场上再次领教到了这一教训。美国人很快改进了战术，与以往两三人一组的狙击小组不同，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采取一人使用安装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实施狙击，一人使用.30口径M1半自动步枪或.45口径“汤普生”（Thompson）冲锋枪进行掩护和观察。如果有第三人的话，则使用.30口径“勃朗宁”（Browning）自动步枪（BAR）提供火力支援。.45口径“汤普生”冲锋枪在50码距离上的近距离作战中火力优势非常明显，但子弹在丛林中穿透性不强，不如.30口径的BAR。而“尤那托”光学瞄准镜虽然放大倍率较大，但不适合近战，而M73B1则表现较好。与此同时，M1903-A4步枪由于没有设计机械式瞄准具，在丛林地区的近距离作战中存在很大的不利。

在与守岛的日军交战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们发现，日军大多狡诈而富有耐心，他们惯于热带丛林作战而且抵抗顽强，对付日军狙击手的工作更是坚苦卓绝。日军狙击手伪装的非常好，而且常常隐藏在壕洞里。狙击手约翰·乔治对他在登陆瓜岛后第一次遭遇这种场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此后他都会注意多带弹药并却时刻注意在枪膛内保留一颗子弹以备不时之需。

保持枪支的清洁是士兵们要长期注意的事情，沙砾会在不经意间进入枪支的部件中，空气中盐分较高也会对枪支的金属部件造成腐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们往往会面临非常矛盾的境地——枪支需要经常上油来防止生锈，而油太多又会附着沙砾。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并没有为士兵配发专门的作战服装。由于天气湿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通常穿着的是标准的上下两件式带斜纹绿色制式战斗服。从1942年起，海军陆战队配发了一种单件式的丛林伪装服，1943年又配发了更实用的上下两件式丛林伪装服。其他的作战装备还包括M1钢盔，到了1942年海军陆战队还配备了可正反两面使用的绿／褐色伪装盔网，同年还配发了新式的弹袋。由于作战环境极度缺水，士兵们还通常随身携带两个军用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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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狙击手们起初发现自己在热带丛林中作战处境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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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兵正在救治一名被日军狙击手击伤的美军士兵


 与日军狙击手作战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陆军就在寻求发展一种实用的狙击步枪，为此，日军曾试图将一种基本的4x光学瞄准镜安装在38式步枪上。日本明治38年，日军吸取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教训，发展了97式步枪，该枪结构与“毛瑟”式类似，采用800毫米长的枪管，可发射6.5毫米步枪弹。这批步枪也有少部分被改装成狙击型。到了1932年，日军通过分析认为6.5毫米弹药无法满足实际作战需要，弹头侵彻力有所不足。于是在经过改进后发展的99式步枪则采用了较大的7.7毫米口径和弹药。在实际使用中证明该种弹药与英军的.303英寸弹药性能相仿。这种7.7毫米弹药净重181克，速度实际上与6.5毫米的139克弹药一致，达到了762米／秒，但射程更远，弹头侵彻力也更强。不过，老式的6.5毫米弹药却更适合狙击作战，因为虽然无法达到.30英寸弹药那样的侵彻力，但在后来的实际作战中在150码距离或更大距离上穿透盟军的头盔却非常容易。此外，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烟雾和火光很小，所以非常有利于狙击手隐蔽自己，相信这也是日军狙击手惯于在地洞里和树上作战的原因之一。

日军狙击手在战斗中常隐藏在树顶，一旦被发现后就会被迅速击毙坠地，这样的行为在盟军看来无异于自杀。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日军狙击手就是我们常说的“神风特攻队”。关于日军狙击手的看法有很多，尤其是对他们对狙击步枪和光学瞄准镜的选择上。97式和99式步枪上安装的分别是2.5x和4x的光学瞄准镜。这两种瞄准镜是固定式的，没有风力偏差调节和升降调节功能，只能凭借狙击手的经验自行判断和调整。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出现了可升降调节的4x光学瞄准镜。不过，成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2.5x光学瞄准镜拥有10°的视场，4x光学瞄准镜则拥有7°的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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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99“友阪”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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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装备的一种伪装服，摄于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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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99式步枪

20世纪30年代，日军在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中获得了不少的丛林作战经验。和类似其他亚洲国家的士兵一样，日军士兵可以在给养极度缺乏的条件下持久作战。日军狙击手的选拔并非志愿性的，而是在所有枪法较好的士兵中挑选，而被选中担任狙击手的士兵把这看成是莫大的荣誉。在日军的传统中向来就是崇尚胜利和鄙视失败的，所以日军狙击手的战斗欲望格外的高。在狙击训练中，日军更注重实际，将重点放在了野战技能、伪装和设伏等方面。但日军狙击手并不承担战场情报收集的任务，这一点是与欧洲国家狙击手有所不同的。


TIPS

日军狙击手使用的步枪精度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根据约翰·乔治的亲身体验：

“在100米的短距离上射击时，所有的子弹都能准确命中目标；在200米距离上，可确保弹着点散布面积在8英尺内；在400码的距离上也从来没有脱靶的情况（至少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如此）。我在射击过程中偶尔将光学瞄准镜拆下，但对射击精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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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由于亚洲战场上植被密集和岛屿的地理环境特点，太平洋战争中很少发生远距离狙击作战。不过在训练中，日军狙击手还是被要求能够在540米左右距离上实施狙击，并且能适应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作战，同时还要反复练习根据风力风向和空气情况自行对瞄准和射击进行调节。和盟军的狙击训练相比，日军的狙击训练更贴合实际而少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战中日军狙击手常使用折叠式支架稳定步枪进行瞄准射击，还有采用防弹板的例子。这种防弹板约25.4厘米高，底部有铁钉可插入地面，顶部有“U”形缺口可支撑枪管瞄准射击。

多数日军狙击手在作战中使用的仅仅是标准的使用铁制机械瞄准具的97式或99式“有阪”（Arisaka）步枪，因为他们相信400码以上的远距离精确射击在丛林作战中实际上是无用武之地的。日军狙击手使用这两种主要的步枪在战时共生产了多少，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根据现存的资料表明，97式步枪大概生产了2万支，99式则是12000支。

就美军而言，对付日军狙击手的办法多种多样，而最有效也是最常采用的是用机枪或37毫米反坦克炮对树上的日军狙击手实施弹幕射击，这往往能将整个树顶连同日军士兵一起一扫而光，只是这种做法效率不是太高。

从美军的滩头阵地建立时起，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就会派出包含观测手在内的反狙击小组向日军可能藏身的地区进发，以消除日军狙击手对进攻美军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美军常使用一些反器材武器，例如，英国的.55英寸口径反坦克枪。这种枪使用弹药不容易受树木的枝叶的影响。美国第41步兵师的官兵认为，没有树木的遮蔽，日军狙击手根本无法有效作战。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日军还利用了“蜘蛛洞”。这种用于步兵藏身的地洞一般较深而且伪装良好，而且拥有良好的射界和较高的隐蔽性。有经验的日军狙击手如果占据了这样一个“蜘蛛洞”，再加上使用无烟尘和火光的6.5毫米口径步枪的话，恐怕很难被美军发现。

日军狙击手的随身装备都还不错。作战制服的颜色趋近于战场环境，士兵的头盔也装有盔网和植物枝叶，有时也代之以轻质的竹制头盔，日军狙击手还特别配备有底部有铁钉的套鞋或胶底鞋，这样方便士兵攀爬树木。日军狙击手的耐力非常强，可长时间潜伏而不被发现。根据美军的战场记录：

“大批日军士兵身着绿色作战服，脸部和双手也涂抹了颜色，再加上常身披伪装网和植物枝叶，这样在岛上的绿色林木间就很难被发现，甚至在50米以内……”

随着太平洋战场战事的不断推进，美军在占领越来越多岛屿的同时，也逐步向日本本土逼近，日军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利，而日军士兵们的抵抗仍然非常坚决。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冲绳岛时，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爆破战术来对付顽强抵抗的日军堡垒和壕洞。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丹尼尔·卡斯回忆到：

“1945年5月8日，欧洲战场虽然取得了胜利，在冲绳岛上我们还在与日军展开争夺。这一天岛上所有的炮火连同附近海面上的舰艇都同时开炮庆祝欧洲胜利日的到来。我在这一天也向树梢上的日军进行了多次射击，取得了不少战果。而我们也都在逐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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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惯于热带丛林作战而且抵抗顽强的日军狙击手的工作艰苦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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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树木的遮蔽，日军狙击手根本无法有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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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马尼拉期间，使用7.62毫米口径试验型M45-A狙击步枪的美军狙击手


 太平洋战场上的英联邦狙击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对日作战时狙击手也很出色。澳新联军的狙击手的训练水平虽不高，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士兵们多是猎手出身，基础相当不错。而且能够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优异的王牌狙击手比利·辛的战友——同样技术高超的狙击手伊恩·伊德里斯（Ion Idriess）的指导。伊恩·伊德里斯在提高澳新联军狙击作战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后者培养了不少狙击手。他认为：

“世界上最具威胁的士兵和将步枪用的最好的士兵就是狙击手，而且是那些真正的狙击手，他们是孤狼，更是一击致命的。有时他们甚至比坦克和飞机更令人感到恐惧。一旦你成为了狙击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没人能真正帮助你。粗心大意和过分自信都毫无益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是足以致命的。所以，在开枪射击前，你必须确保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然而，并非所有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狙击手都经过了狙击训练。澳军伞兵L·T·怀特（L．T．Wright）就从来没经受过狙击训练。在得到下发的步枪时起，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能“向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学习”。早在1942年的托布鲁克战役中，澳军狙击手就在北非战场上初露锋芒，但作用比较有限，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狙击装备，他们只能使用“李·恩菲尔德”P14 No.3 Mk.1（T）步枪。也就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澳新联军狙击手才有机会得到真正的发挥。

在投入太平洋战场作战之初，澳新联军狙击手的装备明显有所不足，老旧的“李·恩菲尔德”P14 No.3 Mk.l（T）步枪一直没有机会得到替换，也没有多余的零部件可供更换。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在陆军的要求下，位于新南威尔士的利特高（Lithgow）兵工厂开始寻求改进Mk.III“李·恩菲尔德”SMLE步枪。这种步枪自从1913年起就在持续改进中，人们对他的优缺点非常清楚。利特高兵工厂决定首先更换更重的枪管，但长度要短5英寸，机械瞄准具也经过改进设计。改进后的Mk.III“李·恩菲尔德”SMLE步枪产量较高，根据资料仅澳大利亚地区就得到了5万支以上。由于精度理想，非常适宜进行民间的竞技活动，这与“罗斯”在加拿大的情况非常相似。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批Mk.III“李·恩菲尔德”步枪被征用。这时问题出现了，澳大利亚的兵工厂发现他们与加拿大遇到的问题一样，枪上光学瞄准镜的镜头无法从英国得到充足的供应，而当地生产的镜头选择又很少。于是只能生产一种3x的P18式光学瞄准镜，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光学公司负责制造，计划为2500支步枪安装这种光学瞄准镜，并从1944年中期起开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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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一些局部冲突地区还能见到“李·恩菲尔德”SMLE步枪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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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场上使用SMLE步枪的澳大利亚士兵

P18式光学瞄准镜有两种型号，区分在于安装基座的高低。两种型号均采用德国产品中常见的爪式连接装置和后部简易拆卸机构。这两种型号由于区分不大，在使用中常容易混淆，但在实战中意义却很大。安装基座较低的型号使得光学瞄准镜的位置更贴近枪管，射手用脸颊贴紧枪托瞄准射击更加容易，但缺陷是无法安装机械式瞄准具；而安装基座位置较高的型号由于光学瞄准和机械瞄准模式可方便转换，因而更适合丛林狙击作战，但问题是光学瞄准镜距离枪管位置较远，瞄准时头部要更多暴露在外。不过，狙击手们并不介意这个缺点。如同L·T·怀特在婆罗洲作战时遭遇的那样，多数战斗发生在50码到100码之间，光学瞄准镜使用的场合并不多，而且P18式光学瞄准镜的视场只有7°。澳新联军狙击手首次参战是在1942年底的帝汶岛，当时在每个连配备至少一名狙击手。在此后为期一年的作战中共击毙1500名日军，自身损失40人。

到了新几内亚战役时，澳新联军根据实战经验发展了自己的丛林狙击战术，而澳大利亚狙击手被证明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表现最好的一群狙击手。曾有澳大利亚狙击手在270米左右的距离上不使用光学瞄准镜取得47次成功狙杀记录的例子，还有在15分钟里用12颗子弹击毙12名日军士兵的战例。不过，澳大利亚狙击手和美军狙击手一样发现日军狙击手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威胁，而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反狙击。澳大利亚炮兵部队的拉塞尔·布拉登（Russel Braddon）曾回忆自己当初使用0.55英寸口径“波伊斯”（Boys）反坦克步枪压制日军狙击手的战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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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喀里多尼亚群岛作战期间的澳大利亚狙击手展现出良好的伪装技巧，摄于1942年春

[image: ]


.55英寸口径“波伊斯”（Boys）反坦克步枪使用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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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英寸口径“波伊斯”（Boys）反坦克步枪

“既然知道日军狙击手就躲在树上，那么清除他们并不难，“彼伊斯”反坦克步枪就可以完成任务。这种武器很有效，只是后坐力稍大……”

利特高兵工厂并没能完成Mk.III“李·恩菲尔德”步枪的改进生产计划，到了1946年就全部终止了。到大战结束时，也仅生产了共有1131文安装基座较高的P18和481支安装基座较低的P18。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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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压制火力的猛烈和持续性，澳新联军还使用了“布伦”（Bren）式轻机枪。在这样一个反狙击小组里，通常需要一人用包裹了衣服的树枝吸引日军狙击手射击，其他人负责确定对方的位置并进行射击。这种战术非常有效，曾有一个营的反狙击小组在一天内取得了35人的成功狙杀战绩，更有两个旅下属的48名狙击手在2周时间里取得狙杀296人的战绩，而自身仅损失2人。上述数字也很好地反映了日军狙击手的作战素质和装备水平的高低。




第9章　西线战场的狙击作战（1940-1945）

“当今天的人们在法国北部风景如画的乡间小道上漫步时，恐怕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对于盟军士兵们来说是怎样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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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军的狙击步枪

英国人并没有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发展专用的狙击步枪，但对于老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的优缺点还是十分清楚的。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英国人就开始了对“李·恩菲尔德”步枪的改进工作。1940年初，“李·恩菲尔德”No.4步枪开始投入生产。这种步枪枪管更重，机械式瞄准具经过了重新设计，射击精度也是当时各国军队装备的步枪中最高的。那么，如何在不加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开发出适应狙击作战需要的狙击步枪枪型呢？英国人采用了他们所擅长的“采纳——适应——改进”的原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早在1937年，英国人曾为“布伦”式轻机枪设计了一种光学瞄准镜，这种光学瞄准镜上设计有风力偏差调节和升降调节装置，安装基座也十分牢固。这种光学瞄准镜只在1939年生产了几只并安装在“布伦”式轻机枪上进行了试验，次年就被放弃。大战爆发初期，英国人就意识到尽快装备新式狙击步枪的重要性，而1940年从敦刻尔克撤退回国的英军官兵对于德军狙击手的威胁更是心有余悸。

在各方面巨大的压力下，英军不得不从装备库中提取1400支还处在试验阶段的“李·恩菲尔德”No.4步枪，并运送到恩菲尔德兵工厂改装成狙击步枪型。第一批100支“李·恩菲尔德”No.4狙击步枪配发给了英国特种突击队。作为权宜之计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赶不上战场上的英军所需。于是英军再次提取了420支“温彻斯特”P14步枪并由位于格拉斯哥的“阿列克斯·马丁”（Alex Martin）公司进行改装，新的狙击型号被命名为No.3 Mk.1*
 （T）A。其中，“A”代表该枪采用P3或P4式“阿尔迪斯”光学瞄准镜，这种光学瞄准镜的镜筒和安装基座是一体式的。这也就是后来被赋予正式型号的“李·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而光学瞄准镜则被命名为No.32 Mk.1。首批“李·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于1942年底在北非投入使用。但由于不适宜沙漠环境使用以及零备件供应的原因，实际作战中使用并不多。在此后的25年里，“李·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一直是英军的首选狙击装备。

关于“李·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枪上的Mk.1光学瞄准镜的调节装置一直存在问题，调零和聚焦都不易保持，镜头也常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枪身也易受炎热天气和空气中的灰尘腐蚀。在潮湿的欧洲战场上表现尚可的“李·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在温度常保持在37.8℃的北非沙漠地区就问题重重，而老式的No.3 Mk.1*
 （T）式步枪却在托布鲁克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士兵们细心保养，狙击步枪的故障率却一直居高不下，通常在射击200～300发子弹后就会出现问题。炎热天气给狙击作战带来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由于必须穿着短袖作战服，持枪时肩部不易和枪托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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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瞄准镜原是为布伦机枪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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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Bren）式轻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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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菲尔德”No.4 Mk.1（T）狙击步枪的光学瞄准镜携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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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军狙击手，手持一支No.4（T）狙击步枪

1942年9月，位于伦敦的著名枪械制造公司H&H（Holland and Holland）获得了一份为数12100支的将No.4步枪改装为No.4（T）步枪的合同。根据统计，每支步枪的改装成本约2.4英镑。到了1943年2月又再次追加了12100支步枪的改装合同，最终一共完成了26442支步枪的改装。

“李·恩菲尔德”No.4（T）步枪的远距离射击性能良好，训练良好的狙击手可有效对付360米以外的目标。根据西线作战的英军经验，使用“李·恩菲尔德”No.4（T）步枪在360米左右一般可保证命中目标头部，但超过这一距离只能保证命中目标躯干，而在意大利作战期间常有英军狙击手在约630米外狙杀德军士兵的记录。

远距离精确射击不仅取决于步枪的射击精度，还要求质量较高的光学瞄准镜，而合适的弹药也是不可或缺的。英国陆军认为Mk.VII步枪弹非常适合狙击步枪使用，但实战中狙击手们常有自己的选择，如.303英寸Mk.VIIz增程弹。这种弹药本是“维克斯”（Vickers）式重机枪使用的标准弹药，该弹净重175克，火药装量稍高于其他弹种，使得该弹枪口初速达到了732米／秒。尽管军方并不建议拿此弹用作狙击作战，但事实证明用来进行远距离狙击非常有效，甚至比AP穿甲弹表现更好。


TIPS

前英军狙击手哈里·弗尼斯（Harry Furness）就非常喜欢使用0.303英寸Mk.VIIz增程弹，他本人也曾在超过600码的距离上成功狙杀过一名正与部下进行交谈的高级德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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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狙击手与朗·布兰奇兵工厂

当英军狙击手在1944年与德军作战时，与他们相伴的还有加拿大狙击手。从1938年起，加拿大陆军就开始使用P14步枪和P1918式光学瞄准镜进行狙击训练。1939年，首批加拿大远征军开赴欧洲战场作战，其狙击手使用的装备是安装“沃纳”和“斯瓦塞”光学瞄准镜的No.3 Mk.l*
 式步枪，同时也有安装“阿尔迪斯”或PP Co．光学瞄准镜的“罗斯”式步枪。而加拿大陆军方面认为这些装备是无法满足当时狙击作战的需要的。

1940年8月，朗·布兰奇（Long Branch）小型武器生产兵工厂正式成立，在特许授权下开始生产“李·恩菲尔德”No.4（T）步枪。朗·布兰奇兵工厂最初生产的一批狙击步枪仅仅是通过了精确射击试验的普通步枪，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改装。但后来发现改装时部分零部件与原先枪上的部件不通用，于是后续批次的No.4（T）步枪都被编上了特殊编号，相关的部件进行专门生产。枪上的光学瞄准镜采用位于利塞德（Leaside）地区的REL光学研究公司按照No.32 Mk.1的标准生产。该公司先前并没有光学瞄准镜的生产经验，但到了1941年5月已能为军方生产合格的产品，甚至能为炮兵、坦克装甲部队和普通步兵生产多达11种炮瞄、坦克射击瞄准器和双筒侦察望远镜等产品，产量达7000支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REL光学研究公司共生产了326支No.32 Mk.1、255支No.32 Mk.II和113支No.32 Mk.1A光学瞄准镜。

不过从一开始，REL光学研究公司就对英国的光学瞄准镜产品性能并不满意，于是还对“韦弗”330-C和“莱曼·阿拉斯加”式光学瞄准镜进行了测试，REL光学研究公司也通过自行研制生产了5x的“吉姆博”式光学瞄准镜。测试中发现“莱曼·阿拉斯加”和“吉姆博”式光学瞄准镜表现不错，此后又安装在步枪上进行了500发射击试验，结果仍然令人满意。不过，加拿大军方却要求采用3.5x的规格，于是新的光学瞄准镜被命名为No.67。No.67光学瞄准镜仅重284克，比英国的No.32 Mk.1的轻。

尽管试图为自己的士兵们装备国产的狙击装备，但1944年至1945年间欧洲战场上的加拿大狙击手们使用更多的仍然是“李·恩菲尔德”No.4（T）步枪，朗·布兰奇兵工厂生产的狙击步枪共生产了1141支，到大战结束时仍有350支在组装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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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的加拿大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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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上的加拿大步兵，进入欧洲后加拿大军队同时使用No.1步枪和No.4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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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军队虽然也装备了大量的No.1步枪，但在战争后期也开始装备No.4步枪，图为1943年在意大利作战的加拿大第48高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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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部战役中，一名美军士兵正使用一支经简单伪装的M-1步枪


 美国狙击手与其使用的狙击步枪

到了1941年中期，前线作战的美军已经开始大量装备M1“加兰德”步枪，但当时并没有适用的光学瞄准镜和安装基座。由于弹仓结构的存在，为不影响使用，光学瞄准镜必须安装在靠近枪身偏左的位置，这使得射手的瞄准射击姿势非常不适。于是到了1943年底，美国军械部要求对M1“加兰德”步枪进行改进以适应狙击作战的需要，改进工作主要是开发一种合适的光学瞄准镜及安装系统。在对比试验中，首先排除了“韦弗”330-C光学瞄准镜，因为这种光学瞄准镜结构不太牢固，而且无法前后移动以为射手提供最佳的良视距。

美国军械部于是对莱曼公司的产品进行了考察，并要求后者设计一种物镜带有遮光罩、目镜带有橡胶衬垫以及简易十字分划板的新型光学瞄准镜。1944年10月，新产品设计完成并被命名为M81，而对分划板进行改进设计后的型号则为M82。“莱曼”M81/M82光学瞄准镜采用2.5x放大倍率，定焦镜头。不久，两种光学瞄准镜安装系统的设计——M1E7和M1E8同时出现在位于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前者得到了采用。M1E7方案的出众之处在于采用了锁杆机构进行固定，安装拆卸方便。安装这种光学瞄准镜及安装基座的“加兰德”被命名为M1-C。正如美军中士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所言：“我知道自己的射速比其他使用“加兰德”的人慢，但我确信自己比他们射得精准得多”。

苏联人和德国人在发展半自动狙击步枪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怎样对那些标准部件精心组装，都无法达到手动枪机式步枪那样的射击精度。换句话说，想要制造一把优秀的狙击步枪，就必须以统一的标准精心选择和加工零部件，并严格确保机械尺寸容差范围，然后严格按照生产工艺仔细组装。而先前“加兰德”步枪一直存在的卡壳、漏弹夹无法跳出的毛病必须得到改良。总的说来，M1-C“加兰德”狙击步枪算的上是一种优秀的狙击步枪，在450～540米的中距离上表现良好，只是远距离射击时能力尚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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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加兰德”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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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M81光学瞄准镜的美国“加兰德”M1-C狙击步枪

1943年9月，美军在意大利萨勒诺登陆，这里的遭遇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跳岛作战完全不同，他们的对手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多的德军狙击手（包括德军伞兵部队的狙击手）。美军狙击手在西线战场上的作用多半表现为一种“存在”，他们在部队推进的前方活动，负责搜索和消灭德军狙击手和为撤退德军掩护的机枪手。由于在作战经验上差距较大，美军起初伤亡损失很大，德军又惯于在黄昏和黎明时分撤退之前发动小股侦察和狙击活动，对盟军部队造成了很大的袭扰作用和心理恐惧。

而总的情况是，随着盟军在意大利作战的推进，美军在德军狙击手枪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到了盟军占领罗马后，盟军狙击手的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双方将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迎来激战。


TIPS

美国人也非常善于学习，尤其是德军狙击手的战术。美军狙击手约翰·弗尔彻（John Fulcher）中士与他的同伴一起曾在一天凌晨渗透至德军后方的一个山脊上，他们很快发现远处有一支德军伞兵连正在集结：“我们对视了一会……是的，这是一整个连的兵力，但我们仍然决定干掉他们。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们会在他们达到之前顺利撤退。于是我很快调整好光学瞄准镜，首先开枪击中了带队的德军军官。重新瞄准后我发现，他已经当场丧命了。”随后约翰·弗尔彻的同伴也开枪命中了一名德军，意外的是德军迅速撤离了。

[image: ]





 盟军的进攻

到了1944年，随着隆美尔指挥的德军在北非欧洲战场上的溃败和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盟军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盟军战略轰炸的展开和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损失加剧，使得德国战略物资和原材料短缺、食品和衣物日益匮乏，而德军又被迫在3条战线上作战，这是纳粹的战争实力无论如何也无法长久支持的。

盟军最高指挥部下达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看起来就像赌博，因为驻扎在法国境内的德国守军包括坦克装甲部队和党卫军部队，实力强大。但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减小作战意图泄露的危险，盟军最终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成功发动了登陆作战。盟军狙击手也与登陆部队一同乘坐登陆艇登上诺曼底滩头，英军与英联邦狙击手登陆时都在枪口和光学瞄准镜镜筒上套上了避孕套以防止海水涌入，在他们的前方德军狙击手正严阵以待。但除了奥马哈海滩之外，盟军遇到的抵抗并不大。但在通过滩头阵地向法国腹地进攻的过程中，陆续赶到的德军援军在法国海岸地区的村庄里对盟军登陆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很明显德军守军要与盟军争夺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双方狙击手来说，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取得局部战场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不但要向一切静止的和运动着的目标射击，更要有目的地选择“高价值目标”。狙杀对方的高级军官将有利于制造对方的混乱局面和心理恐慌，也是争夺战场控制权的关键因素。

并非所有英军军官都能充分理解狙击手的价值，而由于训练不足，部分使用带有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手战绩甚至不如一些经验丰富的普通步兵，伤亡也理所当然的大。英军东约克郡团第5营的狙击手弗朗西斯·米勒（Francis Miller）下士是在进入德国境内后他所在的部队中幸存的唯一一名狙击手，他的战友们都在诺曼底登陆后向德国推进的一系列战斗中相继阵亡。这一阶段的狙击作战是非常残酷和激烈的，对交战双方狙击手的心理和生理都是巨大的考验，尤其是像在诺曼底中部的波卡基镇这样的乡村地区。战斗几乎无时无刻都在进行，就连休整中的士兵们都随时有可能成为对方的迫击炮和狙击手的目标。如同前英军狙击手哈里·弗尼斯所言：

“我们从来就没睡安稳过，唯一休息的可能就是在潮湿的战壕里低下头打个盹……随时都必须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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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军狙击手正在清理自己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A4狙击步枪，摄于1944年的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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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战场上的一支执行巡逻任务的英军侦察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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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军狙击手弗朗西斯·米勒（Francis Miller）


 西线盟军狙击手的训练和装备

在西线作战的美军狙击手几乎没有受到过系统的狙击训练，只有美军第42装甲步兵师为狙击手设立了一个为期5周的训练课程。这种情况在大战后期的西线战场上非常少，其他美军部队只是开展了少量的普通的精确射击训练。战场上的美军狙击手多半只懂得如何射击和正确保养装备，野外作战技能还有很大的不足。美军狙击手威廉·琼斯讲述了自己成为狙击手的典型经历，由于他本人在步枪远距离射击训练中成绩最好，于是被挑选出来担任所在连的狙击手。当时每个连只配备一名狙击手，配发使用的是一支“斯普林菲尔德”1903-A4狙击步枪。可见当时的美军狙击手所经历的专业训练是非常少的。

英军方面，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英军高级军官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尽快培养和训练专业的狙击手。当时已有不少存在已久的狙击训练学校，但在1941年的这些狙击学校与1918年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狙击手的选拔是志愿性的，而不是以前从部队中枪法出众的士兵或射击竞赛获奖者中挑选。如同前英军狙击教官克利弗德·绍尔（Clifford Shore）所言：

“训练过程中有很多例子表明，在打靶训练中表现出色的士兵根本无法通过狙击训练……1943年，我的连队里就有个士兵，在固定靶射击中表现得非常好，但在进行狙击科目的射击时却非常令人失望，他不仅反应迟钝而且面对很多情况的处理方式都不如人意。这样的狙击手是毫无用处的……”

培养足够数量的合格狙击手并不容易。教学课程也与战前有所不同，比以往更侧重情报搜集、野战技能及局部地区狙击作战的训练。狙击手的装备也变得更丰富，包括与伞兵部队类似的“丹尼逊”迷彩伪装衣、专用的罗盘、记事本、战区地图、额外的水壶、用于紧急情况下近战的手雷，甚至还有巧克力和口香糖。不过，香烟一般是不准携带的，因为那很容易暴露自己。

伪装服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起就深受各国狙击手重视的装备，英军狙击手尤其偏好伞兵部队使用的宽松的“丹尼逊”迷彩伪装衣，头部的装备则因人而异。前英军狙击手哈里·弗尼斯常头戴插满了植物枝叶的伪装网的钢盔，而弗朗西斯·米勒则偏爱棕色陆军贝雷帽。和德军不同，英军直到1944年才配发专用的狙击手伪装衣，但此时的英军狙击手们早有自己的一套伪装办法，对此影响不大。一名英军狙击手对自己的装备有过以下描述：

“我总爱穿一件‘丹尼逊’迷彩伪装衣，它的口袋很大，可以轻松装下我的指南针和笔记本（我的每次巡逻都会在上面作详细记录），还有作战地区的地图。冬季的雪天和大雾天气里我会改穿白色雪地制服，步枪和光学瞄准镜也用白色绷带包裹。后来下发了专用的狙击手伪装服，这东西用来防风御寒非常管用……”

当时已经有了面部伪装的油彩，但主要出现在一些狙击训练学校里，前线盟军则很少使用，士兵们一般用泥浆涂抹面部和手臂达到伪装的目的。

[image: ]


澳大利亚狙击手与他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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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英军狙击手

哈里·弗尼斯随身携带的还有一把“费尔白恩－西克斯”（Fairbairn-Sykes）战斗刀，这种刀在野外作战中非常实用，尤其是可以用来排除地雷。哈里·弗尼斯甚至还对自己的“丹尼逊”迷彩伪装衣进行了改装，在背部缝制了两个大口袋以便匍匐前进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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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白恩－西克斯”（Fairbairn-Sykes）战斗刀非常实用

西线欧洲战场上的盟军狙击手常与小股部队一同执行巡逻搜索任务。在这样的任务中，任何一个轻微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狙击手们通常只携带尽可能少的装备，包括干粮等，甚至有的仅仅携带狙击步枪而完全没有其他任何装备。因为像罐头和铁杯这样的物品在行进中会发出声响，从而暴露自己。


TIPS

西线作战期间英国国内的狙击训练学校主要包括小型武器学校、比斯利狙击训练学校、希斯（Hythe）步枪射击训练学校、兰伯利斯（Llanberis）陆军狙击训练学校以及苏格兰特种突击学校。随着欧洲战事的逐步推进，在黎巴嫩、巴勒斯坦、意大利、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等地均相继开设了狙击训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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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乡间小道

当今天的人们在法国北部风景如画的乡间小道上漫步时，恐怕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对于盟军士兵们来说是怎样的炼狱。那里的牧场和农庄和中世纪时几乎毫无二致，但和英国乡下整齐而简洁的灌木篱墙不同，欧洲大陆上的田野被浓密的灌木和树篱分割，灌木丛多有6米多高，3米厚，想要穿越它只能借助斧子和砍刀。

这里无疑是适合狙击手潜伏的良好战场，尤其是对处于防御态势的德军而言更是如此。而盟军若想达成向纳粹德国腹地挺进的目的，就必须在反狙击上下工夫，与德军狙击手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德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以狙击手和轻机枪手组成的战斗小组，以袭扰性火力对前进中的盟军部队实施突然性打击，随后机枪手在狙击手的掩护下迅速转移阵地，狙击手会继续在盟军部队前沿活动，直到日落时分再与主力部队会合。这种战术给盟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而盟军后勤补给的困难和德军的抵抗更加有组织性则加剧了这种不利局面。战场上战死士兵的尸体很多都来不及掩埋，蚊蝇肆虐，双方阵地上丘壑纵横的战壕在潮湿多雨的时节令士兵们叫苦不迭。按英国皇家空军霍克“台风”战斗轰炸机飞行员的回忆，在法国北部地区上空“600米的高度都可以闻到地面上腐尸的味道”。哈里·弗尼斯也深受其害，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还不得不长期潜伏，忍受蚊虫叮咬。连参战的德军士兵也认为这里的战场环境比东线更加恶劣，而这些统统都是1944年夏秋之交时节法国北部地区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气造成的。

[image: ]


受阻于一名德军狙击手的美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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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北部的乡间林荫道

环境是如此恶劣，而一些经验欠缺的盟军士兵更是使德军狙击手的发挥更加容易。年轻的盟军军官从军服、标识和长辈上很容易辨别，从而不断成为德军狙击手的牺牲品。很显然，这并不能说明德军狙击手作战水平有多高，而完全是由于盟军官兵的疏忽和低估了德军狙击手的侦察能力所致。被俘的德军狙击手也承认，他们可以轻易地通过有无胡须来选择盟军军官作为狙杀目标。

一些经验丰富的德军狙击手存在的同时，经验欠缺的也大有人在，许多德军狙击手在完成训练之后就匆匆赶往前线，损失也很大。根据一名参战德军狙击手的说法：

“我们一完成训练就被送往诺曼底地区。在参战的头一周里就有4名战友战死，我也被一枚投掷到我们藏身地点上方的手雷炸伤而被俘。我把狙击步枪藏了起来，仅仅交出了身上的手枪，这才得以幸存下来。那一年我才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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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上的德军狙击小组

捕获德军狙击手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盟军狙击手们必须仔细观察战场上每一个微小的线索，抓住对手微乎其微的失误和疏忽。狙击手们都非常注意自身的伪装，但往往会忽略一个最基本的装备——光学瞄准镜。这个具有高度反光特性的装备需要仔细处理才行，一般都需要用绿色或棕色的沙袋布或其他材料包裹起来，只留部分可调节操作部件在外。很明显，是否能做到足够的耐心往往决定着狙击手的生死存亡。哈里·弗尼斯就曾遭遇一名给前进中的盟军部队造成巨大伤亡的德军狙击手：

“对方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开枪。我继续用我的高倍侦察望远镜搜索，在一个房屋废墟处我停留了一会儿，那个几乎要倒塌的房子有一扇破窗和随风摇摆的散乱的百叶窗。忽然间我发现百叶窗碎片的摇摆方式和先前有少许异样，于是连忙拿起了我的狙击步枪……很快，我发现那儿有一只手在试图抓住百叶窗的边缘，我迅速瞄准开枪，并注意到一个身影在窗子里倒了下去。随后我一直在那里守候到日落，但一直没有异常活动。夜里，一支巡逻侦察小分队前往那一区域，为我带回了一支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G43半自动步枪，士兵们说那是从一栋房子里靠近窗子边的一具德国人的尸体上找到的……”

当盟军跨越法国和荷兰境内的时候，冬季降临了，狙击手们配发了白色的伪装服。虽然此时连德国人也意识到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但抵抗仍在继续，双方的伤亡还在逐步增加。而盟军狙击手此时已经变得更加精明。一名被俘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狙击手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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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英军狙击手正在房屋的废墟中观察目标

“虽然我们的部队士气还很高，但战争失败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尽管如此还是要继续战斗。因为盟军的战略轰炸，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了，他们（指盟军）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战斗中我取得了一些战绩，但英国狙击手的装备很好，也相当难对付。通常我们在射击一两次后就必须迅速转移，我枪上的光学瞄准镜就被一枚子弹打坏，而一时间有没有可替换的零件，于是我成了一个没有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手。所幸的是我最终得以重返德国……”

英军与加军在欧洲战场上与德军苦战的同时，美国人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西线美军狙击手的装备主要是“斯普林菲尔德”1903-A4和“加兰德”M1C狙击步枪。1944年底到1945年8月间，“加兰德”M1C狙击步枪共生产了6900支，具体多少能够装备前线美军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满足了狙击作战的需要。在战斗中发现，M1C射击时枪口火焰太大，在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容易暴露自身位置，于是美国人很快为M1C加装了M2消焰器，据说能消除90％以上的枪口火焰。但是此后不久，狙击手们就发现M2消焰器对射击精度影响很大，于是很快不久不再使用。有人认为，M1C的光学瞄准镜放大倍率也有些不足，但考虑到当时多数狙击作战发生在540米以内的距离上，所以问题也就并不突出。实际上在欧洲乡野的环境中，“加兰德”M1C更适合作为一种战斗步枪使用，它的半自动发射机构非常适合近战，在几十年后的越南战争中同样如此。

美军还拥有一批使用普通“加兰德”M-1步枪的步兵，由于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枪法高超，时常能起到对狙击手很好的补充作用，在掩护步兵进攻甚至反狙击作战中效果非常好。诺曼底战役期间，狙击手们同样非常了解掩护步兵进攻的重要性。在诺曼底地区的阴雨天气中作战，必须充分保护好自己的狙击步枪和弹药免受雨水侵扰，以确保关键一击的成功，因为有时这一次射击也许就是一整天中唯一的一次战斗，又可能是事关生死的。


 德军的撤退

很快的，盟军就取得了对西线德军的优势并快速向德国挺进。1944年冬季的到来对双方的作战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必须长时间潜伏而缺少热的食品和水，狙击手受严寒天气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德军狙击手也许还抱有希望，因为德军已经开始了一些新式武器的试验，包括7.92毫米亚音速枪弹。英军军官曾在诺曼底地区发现过一整箱的这种新型弹药，但经过分析研究，这种弹药并没有采用多少新的技术，而且弹头的射程和威力较小，只能在约180米距离上有理想的杀伤力，但亚音速弹药发射时噪音小，有利于狙击手的隐蔽，非常适合在欧洲的乡镇地区进行近距离狙击作战，但到了开阔地区就不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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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军狙击手存在的警示牌延缓了盟军部队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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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美军狙击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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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几种弹药。从左至右分别是：日军6.5毫米步枪弹、苏军7.62毫米步枪弹、英军.303英寸步枪弹、德军7.92毫米步枪弹以及美军.30英寸步枪弹


TIPS

美军狙击手威廉·琼斯曾奉命除掉隐藏在附近树林中的一名德军狙击手，通过细致的观察，威廉·琼斯在光学瞄准镜中发现了树梢上的一个异常情况：“那里的树枝抖动了一下，我确信那不是一只鸟。我调整好呼吸，轻轻扣动了扳机……树顶的枝叶突然摇动了起来，我迅速装填了一发子弹再次开火，德国狙击手终于从树顶坠落下来，重重的摔在了地面。这是我唯一一次可以近距离观察战果的成功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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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盟军推进至接近德国的欧洲城市时，巷战就不可避免了。坦克、大炮和飞机轰炸造成的房屋废墟以及墙壁上的弹孔后都成了狙击手良好的阵地。由于往往敌情不明，狙击手们有时在一整天里除了用望远镜观察附近的街道和房屋废墟以外几乎毫无作为，而一旦发现有敌狙击手的存在就会立即展开迅猛的火力压制和报复。哈里·弗尼斯回忆道：

“当我们的步兵连沿着街道进行逐屋逐巷的近距离战斗时，狙击手必须随时提供掩护。这种战斗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且战且退的德军在每一存土地上都与我们展开了争夺……他们的步兵、反坦克手、坦克和自行火炮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街道拐角处向我们猛烈开火，许多身在房屋中的步兵和狙击手都因此丧命。同时，房屋和街道的废墟里也隐藏着不少德军狙击手，有时判断子弹射来的方向都很困难……”

在与普通步兵协同作战时，盟军狙击手也采取了类似苏军狙击手的战术，随身携带半自动武器和手雷。在进入房屋前，双方士兵都习惯性的先向屋内投掷一枚手雷，同时用冲锋枪向地板或天花板进行扫射，以清除可能藏身屋内的敌人。

狙击手最担心的除了是对方的狙击手外，还包括坦克，因为面对敌人的坦克，狙击手实在是没有什么防卫能力。不过心理素质好的狙击手会准确地命中坦克上的潜望镜，或将子弹射入坦克上的观察窗以射杀内部乘员。而德军狙击手还有更好的办法，利用粘性炸弹，他们可以有效地使一辆坦克丧失战斗力。很明显，这样做必须建立在充分接近敌坦克的前提下，风险依然很大。很多狙击手采取的战术就是保持接触和观察，利用坦克乘员打开顶盖向外观察时进行狙杀。而对于坦克而言，房屋里的反坦克手和狙击手威胁很大，有些坦克干脆安装了推土铲，在前进过程中将前方的房屋夷为平地，这样至少可以开辟出一条相对安全的通路，这样对藏身其中的狙击手而言自然是相当不幸的。

如果说法国北部地区的战场环境非常恶劣的话，当战线推进至荷兰时，情况则变的更糟。德军为了阻止或延缓盟军的进攻蓄意炸毁了一些水坝，造成作战地区的大水泛滥，士兵们常在齐腰深的水中前进。到了1945年春，盟军已进入德国境内，德军的抵抗这才明显溃散，剩下的只有那些狂热的国防军纳粹分子。在这种战斗规模大大减小的情况下，狙击手仍有一定用武之地。一些德军的机枪手把自己的藏身之处选择了在了高大的建筑物顶部，在那里等待着盟军部队进入自己的射程，这其实是经验丰富的士兵们最无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的阵地。英军狙击手常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狙杀德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和机枪手，这些德军士兵们也许根本没打算活着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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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44年1月意大利，使用李·恩菲尔德No.3狙击步枪的英军狙击手，注意其枪上的美制“沃纳”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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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毛瑟K98k狙击步枪的党卫军狙击手

当盟军进入德国时，由于局高不下的伤亡率，刚刚登陆诺曼底时的狙击手们已经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时候，英军狙击手弗朗西斯·米勒就是他所在团拥有的12名狙击手中唯一幸存到战后的一位，他在大战结束时荣获大英帝国杰出贡献勋章。战争结束后，厌倦了杀戮的弗朗西斯·米勒成为了一名园艺师，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护自己的农庄，照顾那些花草和受伤的动物，最终于1970年病势，终年71岁；哈里·弗尼斯娶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姑娘，并在战争结束后返回了英国；卡尔·克劳斯在战后重返德国，他试图在那里寻找自己失散的妻儿，但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找到，身心俱疲的他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和美国。

哈里·弗尼斯简短地总结了自己的感受：“我无法形容在诺曼底期间进行狙击作战时所感受到的巨大恐惧，我不愿再去回忆那段经历，它们只会出现在我的噩梦中……。”而一些战时的狙击手在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同时，一些人仍然选择了留在军中，继续着他们的征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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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自制伪装的德军狙击手


TIPS

“盟军还发现他们对手的年龄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一些德国守军的年龄还不到14岁，都是些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作战经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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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朝鲜战场上的狙击作战（1951-1953）

美军第3排5名士兵率先冲上山顶，但当他们到达山顶时除一位上士排长外全部被击毙，死亡的美军士兵全部是头部中弹。澳大利亚皇家步兵团也遇到了与美军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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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之初并没有投入狙击手作战。但是很快交战各方都有了狙击手。


 中国人民志愿军狙击手

1951年2月，美陆军第27步兵团E连发动冲锋，企图攻占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驻守的180高地，第3排5名士兵率先冲上山顶，但当美军到达山顶时除一位上士排长外全部被击毙，阵亡的美军士兵全部是头部中弹。澳大利亚皇家步兵团也遇到了与美军类似的情况，在他们驻守阵地前方相距540米的614高地上，常有零星精确步枪火力给澳军部队造成巨大伤亡，这表明来自“志愿军”部队的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训练的神枪手，在战斗中承担了狙击手的任务，而且表现相当出色。1951年10月，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季刊上曾刊登一篇关于朝鲜战场前线美军官兵的访谈文章，在被访美军中有95％的人承认曾遭遇“志愿军”狙击火力，74％的人认为志愿军的狙击战术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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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的美军狙击小组使用的是安装了M-82光学瞄准镜和M2消焰器的M1-C狙击步枪

[image: ]


志愿军王牌狙击手张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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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狙击手黄兴海在向战友讲述作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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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狙击手邹习祥（中）向战友介绍作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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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M-84光学瞄准镜的M1-D狙击步枪

志愿军狙击手使用的一般是安装普通机械瞄准具的步枪，而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只是极少数，而且极有可能是使用缴获的美军狙击步枪。隶属志愿军第24军72师214团的著名志愿军狙击手张桃芳就曾在614高地和597.9高地附近活动，使用的也是当时很常见的“莫辛·纳甘”步枪。张桃芳仅在32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以442发子弹换来的214人的成功狙杀战绩，甚至创造了800米距离上使用无光学瞄准镜步枪毙敌的神话。张桃芳所在的班共击毙敌军700人以上，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英雄称号，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


TIPS

和美军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也在进行类似的改装工作，将加拿大和英军部队装备的.55英寸口径“波伊斯”反坦克枪进行改装，以发射大量缴获的美军“勃朗宁”使用的弹药。事实证明，改装后的“波伊斯”反坦克枪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太大，射手甚至是在卧姿下平均每次只能射击3～5发子弹后就无法继续，尽管如此，志愿军对这种改装枪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实战中也常用来在超过1000米的距离上对美军及“联合国军”进行远距离火力压制。

[image: ]




受装备的限制，志愿军狙击手的作战距离一般在400米以下，基本集中在100～200米，800米以上距离的狙击作战很少发生。

志愿军狙击手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那些警觉性不高的美军、“联合国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志愿军狙击手自身也采取了不定向不定时的观测、假目标惑敌的灵活战术。这些志愿军狙击手都对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共毙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5.2万余人。

美国狙击装备很快，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在前线部署狙击手，并临时性使用老式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A1和“尤纳托”瞄准镜的1903-A4式步枪。此时这些狙击装备的缺点已经非常突出，包括易受湿气影响、调节不方便以及戴头盔后不易瞄准等。1951年2月，M1-C“加兰德”狙击步枪正式被美国海军陆战队采用。与此同时，新型的M84光学瞄准镜也得到采用，这种2.2x的光学瞄准镜由“利比－欧文斯－福德”（Libby-Owens-Ford）公司制造，采用长直形的镜筒，镜头用橡胶衬垫密封以防止湿气影响。不过，M84与先前的M81和M82光学瞄准镜相仿，存在放大倍率不够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开始时，美国陆军军方还在进行对比试验以求找到一款更适合狙击步枪使用的光学瞄准镜。不久，“加兰德”M1-D出现了，该枪除了使用了更重的枪管外，全枪大量采用标准零部件，比M1-C结构更加简单，成本也更低廉。1951年12月，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开始将14325支M1步枪改装成M1-D狙击步枪以及3087支M1-C狙击步枪。这种做法造成了一种较为不利的影响，那就是在打乱原本枪支生产计划的同时，造成了枪支系列标准的混乱和混淆。

除此之外，美军还拥有分别采用轻重枪管的两种“温彻斯特”M70步枪，配备8x的“尤纳托”和“莱曼”光学瞄准镜。光学瞄准镜放大倍率的增大非常有利于位于北纬38度线附近作战的美军，这里起伏的群山和开阔的地形给予远距离狙击以很大的发挥余地，美军常在超过900米的距离上对北朝鲜和志愿军部队进行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M70步枪并没有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部队中大量装备。

远距离射击并不是步枪的专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就曾将14.5毫米口径的PTRD和PTRS反坦克枪作为临时性的狙击步枪使用，对付德军的轻装甲目标以及掩体和工事。美军的.50英寸口径“勃朗宁”机枪也常被安装上8x、10x和20x的“尤纳托”和“莱曼”光学瞄准镜三脚支架用来进行远距离射击，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种专用于远距离射击的大口径制式武器。1946年底，F．康维（F. Conway）少校建议美国军械部在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进行一项试验，试验的内容是将一支德国的PzB39反坦克步枪换装上了“勃朗宁”的枪管和德国PaK反坦克炮上的瞄准器。改装枪全重21千克，F．康维对此的评价是“后坐力并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射击时需要戴护耳器”。美军对这种远距离射击武器非常感兴趣，甚至将几支苏军的反坦克枪带到了朝鲜战场上，结合不同的光学瞄准镜使用，但实际效果并没有详细记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狙击手训练中在使用M1步枪的同时进行安装光学瞄准镜的0.50英寸口径机枪点射射击训练，目的是强化在1100米距离外的远距离射击能力。

朝鲜战场上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军部队中也部署有少量狙击手，通常是协同步兵连作战，使用的仍然是1945年大战结束时的“恩菲尔德”步枪。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加拿大在战后认真研究了狙击作战和狙击步枪的发展问题。加军对自己装备的“恩菲尔德”步枪和No.32光学瞄准镜并不满意，但由于暂时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参战时仍以“恩菲尔德”No.4（T）结合No.67光学瞄准镜为主。

澳大利亚军队对于投入朝鲜作战的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一名狙击手，使用的是利特高兵工厂生产的SMLE No.1 Mk．III*
 狙击步枪。这些狙击手中有不少人参加过太平洋战争时期婆罗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丛林战，参战后很快就发现朝鲜战场上开阔的地形更适合进行狙击作战。不过问题也就随之而来，由于在朝鲜境内起伏的群山中双方都是依据各自控制的山头和高地构筑阵地和工事，狙击作战的距离至少都在540米外，甚至超过900米，进行这样超远距离的射击子弹受风力的影响非常大。

英军的战术和美军相似，在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就注意到了组织临时性狙击作战小组的必要性。英军装备的是“恩菲尔德”No.4（T）狙击步枪，这种步枪具有结构坚固、精确度高的优点，但枪上的扳机护圈尺寸太小，冬季战场上使用时不方便戴手套的射手操作使用。更重要的是，No.32光学瞄准镜问题也很大。在对1943年底到1944年初这一时期的使用情况做总结分析后，人们发现问题主要包括：聚焦困难、目镜易破碎、放大倍率和偏差调整装置易发生故障。于是英国人尝试对No.32进行改进，包括将先前直接在镜筒内安装的目镜镜头换成螺纹件。1944年10月，英军采用了经过重新设计的Mk．III光学瞄准镜，并且自此一直服役至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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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冷枪冷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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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缴获的美式武器的志愿军第42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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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巩固阵地的战斗过程中，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积极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大量毙伤敌人。图为志愿军狙击手在阵地上作战


第11章　越战——美军的阴影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里的步兵战术发展思路，明显呈现出重视新式步兵武器开发，而忽略精确射击技术运用的特点，M-14自动步枪的大量装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在越南战场投入使用的M-14缺点暴露无遗。该枪在全自动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射手不容易控制，射击精度很差。在AK47强大火力的压制下，使用M-14的美军士兵苦不堪言。此外由于步枪和弹药都太重，单兵携弹量不超过100发子弹。M-14的这些缺点都促成了M-16自动步枪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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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小规模地区冲突绵延不绝，而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在战后20年里一直呈现不稳定和矛盾加剧的趋势，直至演变成“两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5月，北越战胜法国殖民军赢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不得不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认越南北方独立，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法国势力退出南越后，美国又接替法国成为当时南越政权的支持者。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与当时的南越政权及美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越战期间美军狙击作战装备的发展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里的步兵战术发展思路，明显呈现出重视新式步兵武器开发，而忽略精确射击技术运用的特点，M-14自动步枪的大量装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在越南战场投入使用的M-14缺点暴露无遗。该枪在全自动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射手不容易控制，射击精度很差。在AK47强大火力的压制下，使用M-14的美军士兵苦不堪言。此外由于步枪和弹药都太重，单兵携弹量不超过100发子弹。M-14的这些缺点都促成了M-16自动步枪的诞生。

早在1956年，尤金·斯通纳（Eugene Stoner）领导的开发小组就成功研制出AR-15自动步枪，AR-15为全钢枪管，其他部分则大量采用铝合金和塑料等轻型材料，AR-15重量轻、易操控、易于拆卸组装，在当时被认为会是M-14步枪的最佳替代品。但在稍后的测试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枪口焰大、精度不好、侵彻力差、使用30发弹匣时故障率高，而且射击过程中当雨水进入枪管时还会炸膛。不久，美国柯尔特公司接手了AR-15的改进工作，并于1962年小批量应用于越南战场，装备美军和南越部队，同时重新命名为XM16。1964年2月8日，美国空军把XM16正式命名为“美国5.56mm口径M-16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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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柯尔特公司对AR-15实施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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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R-15自动步枪改装的狙击步枪

从实战表现来看，M-16存在侵彻力差、不适合丛林作战的缺点，而且射程太近，不适合狙击作战。更重要的是，美军更忽视了狙击手的训练。在1954年美国出版的一份军事期刊上曾报道说，越战前夕美军连为期10天的狙击训练课程都省略了，这就意味着美军几乎没有称得上经过正规训练的狙击手。1956年，美军建立了一个名为“射训”的训练体制，专门由曾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狙击手负责在模拟的战场环境下训练士兵的精确射击能力。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这一切都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果，原因与美军“快速歼灭”的思想有很大关系，美军试图借助M-16自动步枪的火力对北越部队实施压制，而不是瞄准后的射击。士兵们常常在未经瞄准的情况下一味持枪扫射，希望子弹能击中快速运动中的北越士兵，而没有人考虑到狙击手的运用。如同参战美军形容的那样：

“要相信士兵们能用这种方法准确命中目标简直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当时指望狙击手的出现来改变这一局面，那么我们至少得纠正两个主要的错误，一是来自军方高层的官僚主义抵制，二是他们所自认为了解狙击战术的观念。他们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而自己却根本没意识到……”

鉴于越南战场上的局势，美军最高指挥部终于下令驻越美军部队陆军各部门指挥官总结狙击作战的编制和装备需求。越战爆发初期，美军狙击手可以使用的狙击步枪包括“加兰德”M1C、M1D、“斯普林菲尔德”M1903-A4及M-14步枪。由于“斯普林菲尔德”M1903-A4在越战初期已经停产，驻越美军提出需要一种坚固耐用的新型狙击步枪，其有效射程至少在900米以上，枪上的光学瞄准镜也应在各种恶劣的战场条件下正常使用。


TIPS

就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对越南战场上的武器装备质量和士兵素质也产生了怀疑。发表于1969年的一份《美军士兵》中的文章记载了战地记者在越南战场上亲眼目睹的一幕：一名美军士兵朝突然出现在前方15米处的北越士兵举枪射击，但却让对方从容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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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由美国陆军武器司令部和美国陆军射击训练队共同研制，将所有能使用的军、民用枪与各种瞄准镜和枪弹配合使用，并根据业已制订的狙击步枪选型原则和精度标准，最后选择了被精确化了的M-14步枪，并命名为XM21。相比较M-14而言，XM21选用了重型竞赛用枪管，配用盐湖城武器弹药厂生产的M118竞赛用弹，该弹药初速可达810米／秒。起初，XM21配用的瞄准镜是只有2.2倍的M84瞄准镜，由于使用效果不理想，很快就更换为詹姆斯·莱瑟伍德（James Leatherwood）陆军少尉设计的3～9倍的ART可调倍率光学瞄准镜。此外，XM21的枪托原本由核桃木制成，用环氧树脂浸渍，经改进，后来的XM21已改为尼龙枪托和A纤维护木，枪托上有贴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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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XM21狙击步枪的ART1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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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21狙击步枪的ART1瞄准镜及其携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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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M21狙击步枪

尽管获得了新型的狙击步枪，建立有效的狙击训练机制更是重中之重。在威利斯·L·鲍维尔（Willis. L. Powell）上校的领导下，美第9步兵师建立了一个总时数46小时的狙击训练计划，到了1969年，这个训练计划则被延展为18天。狙击训练的内容则延续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内容：测距与风力风向判断、目标识别、步枪与光学瞄准镜的维护保养以及伪装技术。不过，此时的狙击训练有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从习惯上完成由英制单位向公制单位的转换，此外，还包括如何有效呼唤炮火和空中支援的内容。新的美军狙击手训练课程强度非常大，狙击学员们平均每周至少要完成近800发子弹的射击以及相同数量的射击距离估算。


 消音器与夜视仪的使用

20世纪初，著名的枪械设计师——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曾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上试验安装了一只消音器。自此，消音器技术一直在缓慢发展着。不过，简单的以降噪为目的的消音技术并不是真正的消音器，前者只能尽可能减小子弹发射时的声响，使对方难以判断枪声的来源，而真正消音器的目的则是让对手几乎完全听不到枪声。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消音的关键还在于使用亚音速弹药，从前文内容中我们知道，这样就会以牺牲弹头装药量从而极大地影响弹头射程为代价。越战期间，在降噪消音技术上领先的公司是讯尼克斯公司（Sionics Inc.），该公司成功开发出了一系列枪用消音器。其中包括为M16A1步枪设计的MAW-A1消音器以及为M-14和XM-21狙击步枪设计的M-14SS消音器。在夜间作战中，消音器被证明尤其有效，安装了消音器的步枪枪口火焰在夜间几乎完全被消除，射击时产生的噪音在丛林环境中也很难被听见。越战中美军狙击手常采用一种被称为“Silent Death”（寂静射杀）的战术，他们在夜间行动中事先埋伏，结合枪口初速小于330米／秒的亚音速步枪弹和消声器在200～300米的距离上狙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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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毫米特种亚音速步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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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苏军提供的一种夜视仪，用于在“莫辛·纳甘”步枪上安装


TIPS

其实，在越南战场上并非只有美国采用了夜视成像技术并将之用于狙击作战。越南人民军狙击手在战斗中也使用了以“莫辛·纳甘”1891-30和数量极少的SVD狙击步枪，此外还包括一定数量的由前苏联提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用的M-1狙击步枪。M-1狙击步枪上安装了一种红外夜视装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狙击手获益最大的狙击装备还包括夜视仪，这使得狙击手在夜间和微光条件下瞄准和射击成为可能。人们发明设计的名目众多的望远镜和光学瞄准镜有些聚光能力相当不错，在光线昏暗的晚间表现尚可，但在几乎没有自然光的野外夜间战场上，即便是最好的光学瞄准镜也会无所作为。

美军自1943年起就开始研究红外夜视瞄准镜，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最著名的就是史密斯·威尔森（Smith Wesson）公司的Star-Tron夜视仪和AN/PVS-1星光夜视仪，而又以后者的改进型——AN/PVS-2最为著名，在战场上得到了大规模使用。借助图像增强器，这种夜视仪可将微小的可见光放大75000倍。因此，AN/PVS-2使用说明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严禁在昼间或光线明亮的夜间使用，否则会烧坏夜视仪上的显示屏。当然，AN/PVS-2夜视仪的问题也很突出，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昂的成本——在1970年，一部AN/PVS-2夜视仪的价格高达3000美元。此外，AN/PVS-2夜视仪的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特别是安装在M-21狙击步枪上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AN/PVS-2夜视仪上的、聚焦、升降和风力偏差调节功能确保射手可在900米距离上瞄准射击，而实际上夜间狙击作战的距离一般只在360米距离上进行。


第12章　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中的狙击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新特点，除了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地区冲突增多以外，就是恐怖主义的逐渐兴起。早期的恐怖主义多是地区性的，而后又逐渐演变成有统一领导和大规模力量的恐怖组织。这类恐怖组织常采用秘密行动的方式使用爆炸物达成目的，但也有在城市地区与政府警察部队的正面交火，运用狙击手也就逐渐成为恐怖组织以最小代价实现袭击成功的最佳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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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狙击装备的演进和发展

战后狙击手的制服和随身装备与大战期间相比并无多大进步，主要改进还是来自于武器装备上。

到了1957年，英军终于下决心放弃“恩菲尔德”步枪，转而采用比利时生产的采用北约标准7.62毫米弹药的FN-FAL自动装填步枪。FAL步枪由比利时枪械设计师塞弗（D. J. Saive）设计，是FN公司上世纪40年代未开始研制的战后第一代自动步枪，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很快就被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相继采用。随后德国、印度、以色列等以及为数众多的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共90多个国家都采用了FAL，还有不少国家进行仿制或特许生产，FAL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量最大、生产与装备国家最多、分布最广的军用步枪之一。FAL步枪的机构设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很接近，采用气动式结构，单连发可调或半自动射击方式，枪身前方安装有圆柱形准星，后方安装有照门和游动表尺。这样的结构经过试验无法安装光学瞄准装置，于是英国人不得不另外寻找更合适的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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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战场上的美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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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SAS的军事顾问与使用FAL的阿曼政府军士兵

不久，英军还是把目光放在了“恩菲尔德”No.4上，并为此更换了由高质量的EN19AT钢冷锻而成的高等级枪管和适合发射7.62毫米弹药的膛室，弹匣也进行了重新设计，为此配备的光学瞄准镜是仍在库存状态的No.32 Mk. III，但型号被重新命名为“L1A1”。这就是著名的L42A1狙击步枪。L42A1狙击步枪于1970年开始生产，枪上全面采用新的北约标准，其前托较短，可部分地补偿由于改用重型枪管而增加的重量，而且在新设计中枪管的前部也不需要护木支撑。L42A1精度很高，板机扣力设置得当，瞄准镜的工作也很可靠，在英国陆军中服役长达25年，在中东、非洲和北爱尔兰都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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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FN FAL自动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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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英军狙击手正在用L42A1进行射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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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L42A1狙击步枪与L1A1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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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2A1上的枪托贴腮

加拿大陆军也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最终也同英军一样采用了比利时的FN-FAL步枪，也同样遇到了无法安装光学瞄准镜的问题。但加拿大雷茨·比康宁光学公司（BOP）成功设计出了适合FAL安装的No.67光学瞄准镜，经过试验在寒区环境表现非常令人满意。1959年，加拿大朗·布兰奇兵工厂在FAL的基础上研制了C1A1狙击步枪，与英制式FAL的区别在于C1A1的枪托和护木采用实心胡桃木，主要的改进还包括两件式的击针和塑料提把。

20世纪50年代末，美军提出了“步兵主力突击武器化”的思想，在“加兰德”的T44实验步枪基础上重新设计了外形，并改进了导气系统，追加连发功能，增加弹匣容量，采用新型7.62×51毫米枪弹。经过进一步的试验和改进后，美国陆军军械部长于1957年5月宣布正式采用T44E4型实验步枪，并命名为“美国7.62毫米M14步枪”，次年在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正式投产。为了适应狙击作战的需要，美军还为M14步枪选择了多种光学瞄准镜。在1958年莫斯科举办的世界活动靶跑鹿射击锦标赛上，美国选手R．温特沃斯（R. Wentworth）就是使用的一支安装了“韦弗”K-6光学瞄准镜的M14步枪，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尽管在当时，半自动步枪是否适合用做远距离狙击之用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美国仍然将半自动步兵武器作为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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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147.62毫米口径半自动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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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SEAL特种部队狙击手正在维护一支M14狙击步枪

无独有偶，前苏联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发展半自动步枪，并于1947年开发出了世界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枪族，特别是AK47突击步枪更是享誉全球。当然，这种突击步枪并不适合狙击作战，但却成为了著名的“德拉贡诺夫”（Dragunov）SVD（Snayperskaya Vinyovka Dragunov）狙击步枪的始祖。

前苏联早在1965到1967年间就开始采用“德拉贡诺夫”SVD狙击步枪，其设计者叶夫根尼·费奥多罗维奇·德拉贡诺夫（Evgeniy Fedorovich Dragunov）于1920年出生于伊热夫斯克，其祖父就曾在当地的兵工厂工作过，德拉贡诺夫本人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战后在伊热夫斯克武器设计局工作。德拉贡诺夫领导的设计小组于1958年接到了半自动狙击步枪的设计任务，并于当年就设计成功了SVD的第一支原型枪——SVD-1958，不久又在1963年击败卡拉什尼科夫的样枪，成为苏军的制式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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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夫根尼·费奥多罗维奇·德拉贡诺夫（Evgeniy Fedorovich Dragunov）

SVD狙击步枪从外观上看与AK47突击步枪类似，但发射机构更简单。SVD发射的是7.62×54毫米突缘弹。为了提高精度，SVD的导气活塞单独地位于活塞筒中，并可纵向运动，这样可以降低活塞和活塞连杆运动时引起的重心偏移。枪管前端有消焰器，可同时起到制退作用。准星下方还可安装刺刀。木质枪托握把的后方及枪托的大部分都镂空，这样既减重量，抵肩的质心又更接近枪管轴线，能更好地控制枪口上跳。枪托上还有一个可拆卸的贴腮，后来生产的SVD改用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枪托，而且还发展了可折叠的枪托。SVD的扳机护圈较大，士兵戴棉、皮手套也可射击。枪上配用的是4×30的PSO-1型光学瞄准镜，视场6°。其安装方式比较独特，安装基座位于机匣左侧。虽然PSO-1瞄准镜的放大倍率只有4倍，但射程调节轮可以将弹道修正到1000米（误差±1米），加上瞄准镜的分划板上还有3个距离分划，每个分划100米，所以SVD的最大射程可达1300米。瞄准镜上还有光源，夜间可以照亮分划板，另外还有一种可以旋转安装上瞄准镜的红外滤光器，用于在夜间射击时过滤外部红外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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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V-58狙击步枪，08号SVD原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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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贡诺夫”SVD狙击步枪


TIPS

SVD狙击步枪于1967年开始装备前苏联部队，埃及、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军队也相继采用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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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贡诺夫”SVD狙击步枪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但重量很轻，而且在同类狙击步枪中精度相当高。SVD狙击步枪最初为西方国家所知时曾引起极大的争论，西方军事专家认为这种步枪的射击精度恐怕值得怀疑，认为前苏联不会大量装备这种狙击步枪，但很快事实就证明他们错了。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光学瞄准镜技术的发展主要在于镜头镀膜技术的采用，这也得益于光学技术与机械轧制加工技术的发展，一般认为德国人在这方面走在各国的前列，但前苏联与瑞士也宣称在这方面拥有首创的地位。无论如何，镜头镀膜技术至少在1944年底就已经出现，而且当时已经开始采用氟化镁涂层加工镜头，使镜头呈现出蓝紫色的外观，但从目镜中观察又不受影响。这种技术的优点在于能够极大降低折射光。相比较未经任何特殊处理的镜头而言，镀膜后的镜头其聚光能力至少能够提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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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折叠枪托的S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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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装备SVD狙击步枪的俄军狙击手在车臣境内第二大城市古登姆斯地区严阵以待，摄于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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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执行任务的法军狙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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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SAS狙击手于1974年在阿曼执行作战任务


 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去，标志着全球性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现代战争的特点开始呈现出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的态势。可以这么说，自1945年大战结束后，地球上就没有一天可以说是和平安定的——非洲大陆上的部落仇杀、南美地区的权利之争以及中东国家的矛盾冲突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曾平息。而且以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为例，战后还多次出现美国、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大国对地区冲突施加政治和军事影响的范例，同时也成为上述军事大国新型武器的试验场。

朝鲜战争结束后，各参战国军队均保留了一定数量的狙击手，狙击训练也得以保持和发展。冷战期间，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一定数量的局部冲突，在这期间，英军尤其注意狙击手的训练与运用，在实战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如在中东地区，英国一直对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和贸易影响，而英国特别空勤团（SAS）则奉命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以维持特定地区的治安。考虑到这一时期小型化地区战争的特点，狙击手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特点，甚至超过了两次大战期间的作用。可以说为了达成特定的目的，任何国家政府或地区组织都可以在资金实力保证的前提下培养或雇佣狙击手，人们也常把这类狙击手看成是混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职业杀手。这类狙击手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一般经受过系统的狙击训练。根据现有的资料，1973年安哥拉内战期间就曾有前美军狙击手担任该国军事顾问或直接参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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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也门作战的英军狙击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新特点，除了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地区冲突增多以外，就是恐怖主义的逐渐兴起。早期的恐怖主义多是地区性的，而后又逐渐演变成有统一领导和大规模力量的恐怖组织。这类恐怖组织常采用秘密行动的方式使用爆炸物达成目的，但也有在城市地区与政府警察部队的正面交火，运用狙击手也就逐渐成为恐怖组织以最小代价实现袭击成功的最佳战术。

由于城市环境楼宇密集，人群集中，狙击手的隐蔽和作战行为不易被人察觉，很便于狙击手发挥，但也带来了易伤害平民的问题。在1967年也门亚丁的一次战斗中，一名阿拉伯游击队狙击手藏身民房不断向外射击，40多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竟然束手无策，最后还是靠一枚“古斯塔夫”反坦克火箭才解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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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亚丁作战的英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摄于1967年6月


TIPS

1983年，驻守在贝鲁特的美军基地就常遭到藏身于周围民房里不明身份枪手的狙击，士兵们的巡逻任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美军派出一支二人狙击小组消除这一威胁。美军的狙击小组细致的询问了被枪击者和周围的平民，对房屋上留下的弹孔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经过两天的搜索和观察，美军狙击手终于确认了枪手的位置，并成功将对手击毙。这一战例充分体现了城市环境下的狙击作战需要高度的耐心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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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狙击作战

1982年4月2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南太平洋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上，认为对该岛享有主权的阿根廷政府派遣部队突然攻占了岛上的机场和港口，宣布收复马岛。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随即下令兵发，誓言夺回该岛主权，英阿由此爆发战争。

在英军看来，阿军的力量实在不足一提，战争有望迅速结束。但从开战之初阿军的抵抗力量就大大超过了英军的预期，反倒是英军的伤亡呈不断上升之势。马岛上荒瘠的土地、岩石遍布的丘陵、随处可见的地表裂缝、多风而潮湿的环境以及隐藏良好的阿军阵地都对长途奔袭而来的英军造成诸多不利影响。阿军尤其注意有效利用地形发挥步兵武器的最大效能，特别是狙击手的运用，战争期间曾有一名阿军狙击手成功地将一个英军步兵连阻滞长达4小时之久。参战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团虽然经历过与北爱共和军进行的近距离城市狙击作战，但对这种岛屿环境下的狙击作战极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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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鲁特街头的美军狙击手，使用的是安装了ART II光学瞄准镜的M-21狙击步枪

阿军狙击手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英军的作战行动，对后者造成了很大伤亡，英军也不得不使用狙击手应付这一威胁。

部分阿军狙击手还装备有红外夜视仪，这种夜视仪会发出一道红色的可见光束。结果这反倒成了英军狙击手的目标。

阿军狙击手的编制与组成向来不为外界所熟悉，当时也没有明确资料显示阿军曾进行过系统的狙击手训练，只是知道阿军狙击手使用的是安装有低倍率光学瞄准镜的FN-FAL步枪，战后还发现的阿军曾采购一批安装了型号不明的“雷明顿”700步枪。

英军狙击手使用的是L42狙击步枪，部分英军步兵还使用了安装AN/PVS夜视仪的FN/SLR步枪，用于夜间进行的突击行动。L42狙击步枪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暴露出诸多不足，如在潮湿的环境下枪机运作不灵，瞄准镜镜头易起雾。经过了北爱尔兰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一系列战斗，英军得到了不少狙击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L42狙击步枪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已明显过时，英军也因此开始寻找合适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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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手持L1A1狙击步枪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摄于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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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FAL步枪的阿根廷狙击手


第13章　21世纪的狙击手

“……装甲车虽然起火了，但看起来呆在里面其实更安全，我就一直呆在装甲车里，直到更多坦克前来支援。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敌人的狙击手在哪里，而离这里最近的隐蔽地点也在500米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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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以来，世界各国狙击装备的发展无不是朝着更利于狙击手发挥的方向前进，但狙击手的作战任务实际上却越来越危险和不利。进入21世纪的狙击手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机动作战能力，能够借助GPS、高频无线电及其他精确定位技术采用伞降、四驱全地形车及两栖作战工具渗入敌后。但这样一来，狙击手作战任务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通信和交通工具能否正常工作。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一支实施渗透任务的英国SAS分队就曾因为通信设备故障和作战计划的不周全而不得不步行离开伊军占领区。但是“沙漠风暴”行动、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狙击手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反映出狙击手对敌作战装备和器材的毁伤作用已经超出对人员杀伤的特点。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局部冲突不断，各国军队在实战中注意狙击手的训练和使用的同时，也非常注意狙击装备和光学器材的发展。以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为代表坚持以手动枪机式狙击步枪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也有部分国家在半自动狙击步枪上进行了大量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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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小组，主射手使用M40A1狙击步枪，观瞄手携带下挂M203榴弹发射器的M16A2突击步枪

[image: ]


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仍在使用M40A1

[image: ]


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仍在使用M40A1狙击步枪


 20世纪末狙击步枪的发展

196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采用“雷明顿”700（M40）狙击步枪作为其标准狙击装备。这代表着美军采用专门开发的狙击步枪作为其狙击装备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7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一步去掉了M40狙击步枪上的木制枪托，代之以玻璃纤维材料，同时全枪被涂覆迷彩伪装色。改进型的M40狙击步枪由“麦克米兰”（McMillan）公司制造，这就是M40A1狙击步枪。该枪采用24英寸自由浮动枪管，安装10×“尤纳托”光学瞄准镜。枪身和镜筒设计精密，能够很好的防止湿热和风沙天气对枪支的影响，在测试中可确保600米距离上的首发射击命中。

美国陆军方面也很快认识到在“加兰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狙击步枪早已过时，位于乔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内的狙击训练学校是最早为M21狙击步枪寻找替代品而进行针对性训练的狙击学校，1977年，美军在阿伯丁试验场内对参与方案征集的几种狙击步枪进行了对比试验，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采用的M40A1、“温彻斯特”M70、“帕克-黑尔”1200TX以及法国的FR-F1等步枪。陆军倾向于“雷明顿”易于保养维护的设计，但就采用7.62毫米口径还是更大的口径当时仍存在很大争议。后来根据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意见，同时也考虑到雷明顿公司开发M40的成功经验，最终于1988年7月正式采用了雷明顿公司的SWS（Sniper Weapon System，狙击武器系统）设计方案，同年底被正式命名为M24狙击步枪。

雷明顿公司为了这种狙击步枪方案的设计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仅是为了对扳机力度进行测试就花费了35000美元设计了专门的装置，这种测试装置可以将扳机力度的测量精确到1/100盎司。M24狙击步枪是美国陆军第一种专门研制的狙击武器系统，它采用旋转后拉式枪机，闭锁稳定性好，结构简单，枪体与枪机配合紧密，因而精度较好。弹匣容量为5发，使用美国M118 7.62毫米特种竞赛弹，枪上还装有可拆卸脚架。由于枪管采用了先进的不锈钢加工工艺，M24狙击步枪在10000发射击后仍能保证足够的精度，而英国的“李·恩菲尔德”SMLE只有500发的寿命。1988年12月20日，第一批100支M24狙击步枪交付美军，单支步枪造价4995美元，而第二批500支M24的单价则降到了39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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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24 SWS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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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4 SWS狙击步枪可配用消声器

除了美国以外，一些欧洲国家也为狙击步枪的研制和发展进行了持续的努力。1982年，英军采用了英国帕克-黑尔公司的M82 7.62毫米口径狙击步枪，该枪采用弹仓供弹和直动式枪机，弹仓位于枪托中部。枪管为镍铬钢冷锻而成的自由浮动式重型枪管，枪托可通过调整可卸式垫板调整其长度，枪托底部有橡胶托底板。M82狙击步枪采用“卡尔斯·海利亚”（Kahles Helia）ZF606×42光学瞄准镜，发射7.62毫米北约标准弹，射击精度较高。在光线好的情况下400米距离上，首发命中率可达99％，有效射程800米。加拿大陆军也采用了这种狙击步枪，并将其重新命名为C3A1，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有采用。

20世纪末，狙击步枪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专门设计制造而非以往的在现有步枪上改进的方式。在经历中东、非洲和北爱尔兰的战斗后，英国人发现他们的L42A1步枪越来越显得过时，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时这个问题更显严重，英国人知道L42A1已经到了服役的尽头。1982年英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L42A1狙击步枪不能及时得到更新换代，最早到1985年英军的狙击装备就会发生严重不足的问题。于是，位于威尔特郡的渥敏斯特（Warminster）陆军武器学校承担了新型狙击步枪的选型和试验工作，对新型狙击步枪的要求非常严格，其中包括在600米射程首发命中率要达到100％，1000米射程内要获得很好的射击效果。最终，位于朴次茅斯的国际精密公司（AI）的PM狙击步枪方案获胜。

PM狙击步枪设计方案是一种采用两块尼龙板合起来的可调长度中空枪托的设计，枪托上附有一个很大的拇指开孔，使得枪托的形状近似于直线。回转式枪机有8个闭锁凸笋。瞄准装置是德国施密特-本德（Schmidt & Bender）生产的6×42白光瞄准镜，并配有机械瞄准具。PM采用铝合金机匣，装弹10发。全枪长1.124～1.194米，枪管长655毫米，枪重6.5公斤，发射北约7.62毫米制式枪弹，装有可调式两脚架。渥敏斯特陆军武器学校对PM狙击步枪的精度非常满意，测试中发现，该枪在100米距离上采用北约标准弹药10发连续射击时，弹着点散布不超过1.27厘米。

[image: ]


加拿大陆军C3A1 7.62毫米口径狙击步枪

英军很快决定采用PM狙击步枪，并正式命名为L96A1狙击步枪。英军的采购量超过了1200支，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外籍兵团也购买了一些，总销售数量达2000支。在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L96A1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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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精密公司PM（L96A1）狙击步枪


TIPS

AI公司于1978年成立，历史非常短，它的创办人兼主设计师是马尔柯姆·库帕（Malcolm Cooper），此人是工程师出身，但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级射击比赛选手，他曾获得2次奥运会冠军、8次世锦赛冠军和13次获欧洲锦标赛冠军，并拥有各种口径、不同原理步枪射击的12项世界记录。所以，对于如何设计最好的狙击步枪，库帕比别人理解得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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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各国狙击步枪的发展

从现今各国装备的狙击步枪来看，手动枪机式成为了主流，但半自动步枪方案也是可行的，而且也经历了多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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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在1997年开始用M24代替原本使用了20年的M14狙击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卡尔·华瑟（Karl Walther）公司针对反恐特警部队开发出一种半自动狙击枪——华瑟WA2000。WA2000的最大特点在于它那特殊的外形，其枪机容纳在枪托之内，其优点在于可以在不改变枪管长度的前提下缩短枪枝的全长。因此即使它的枪管长达650毫米，全长也不过只有905毫米，和H&K公司的PSG1比较，二者枪管长度相当，后者的总长却达1208毫米。这样WA2000除了便于携带之外，在进行狙击时也可以减少暴露的机会。WA2000的枪托上具有拇指开孔的设计，而开孔的后方即为弹匣的所在位置。弹匣是属于可拆卸式，弹容量5发。扳机的扣动方式包括单段与双段扣动两种类型。WA2000附有2.5～10×56可调倍率的“施密特．班特”瞄准镜。WA2000陆续又经过了枪托、枪口防火帽、枪管以及双脚架等方面的改良，而改良后的产品改为采用价格较为便宜的固定倍率“施密特·班特”瞄准镜。

WA2000狙击步枪在1000米距离上精度优良，但由于价格实在过于高昂，几乎超过同指标狙击步枪的5倍之多，不久就停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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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华瑟WA2000狙击步枪

除了与众不同的坚持半自动狙击步枪的开发以外，包括德国、以色列等在内的国家还保持了在现有步枪基础上进行改进以开发新型狙击步枪的做法。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色列的“加利尔”（Galil）半自动狙击步枪和德国H&K公司的MSG-90半自动狙击步枪。这类狙击步枪都采用了21世纪最先进的机械设计、光学技术以及精密弹药技术，足以与手动枪机式狙击步枪媲美。德国的G3/SG1狙击步枪就是G3突击步枪的一种变型枪，其结构与G3A3基本相同，是在标准型G3步枪的验收过程中，将那些平均弹着点完全符合规定要求、散布最小的枪挑选出来，配上脚架、枪托贴腮板和1.5～K6x的Hersoldt光学瞄准镜略加改装而成的。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德国的HK33/SG1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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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排爆的MSG-90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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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H&K公司的MSG-90半自动狙击步枪

不过，上述几种狙击步枪均是按德军军用自动步枪要求设计的，而为了获得远距离上的高精度，H&K公司在G3步枪的基础上开发出专门的狙击步枪PSG-1。PSG是德文“Präzisions schützen gewehr”的缩写，意指“精确射击步枪”。而PSG-1也的确是世界上精度最高的半自动狙击步枪，在300米的距离上采用50发连续射击的弹着点散布不超过80毫米。PSG-1采用竞赛步枪握把，塑料枪托的长度和枪托上的贴腮板高低可调。但PSG-1的价格也非常昂贵，单支造价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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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HK33 SG1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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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3SG1训练的德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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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SG-1狙击步枪训练的GSG9成员

俄罗斯也从来没有停止新型狙击步枪的开发进程，而且俄罗斯的狙击步枪发展之路更多的是从其近20年来不断参与的地区冲突的实际需要考虑，更多的是针对象阿富汗、车臣等地小规模战斗及游记作战的特点进行设计和改进。在入侵阿富汗的战斗中，苏军不断遭到阿富汗游击队的狙击，损失惨重。根据苏军士兵的回忆：

“装甲步兵车触雷后，我们打开后车门跳了出来，可是我身边的战友下车后没跑几步即被一一射杀。装甲车虽然起火了，但看起来呆在里面其实更安全，我就一直呆在装甲车里，直到更多坦克前来支援。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敌人的狙击手在哪里，而离这里最近的隐蔽地点也在500米开外……”

俄军从阿富汗战争中苏军使用的SVD狙击步枪的表现中看到了不足，而且到了1990年，SVD狙击步枪已显过时，俄军要求参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开发一种新型的狙击步枪，SV-98狙击步枪于是应运而生。同美军的M40和英军的L96A1一样，SV-98来源于先前的一系列成功设计。SV-98狙击步枪是由“纪录”-1竞赛步枪的设计者弗拉迪米尔·斯特朗斯基（Vladimir Stronsky）主持设计，采用旋转后拉式枪机，整个设计工作仅花费一个月就得以顺利完成。SV-98狙击步枪采用胶合木枪托，可发射7.62×51毫米北约标准枪弹和俄军传统的7.62×54R枪弹，并且俄方正在重新设计该步枪以便同样能够使用8.58毫米“马格南”（Magnum）枪弹，弹匣容弹量10发，这也是为该枪的出口而考虑。枪管以实心钢质坯件冷锻制成，全新设计的膛口消焰器可拆卸，以安装消音器。SV-98采用的PKS-07光学瞄准镜则与SVD上的PSO-1不同，采用了固定倍率的7x光学瞄准镜。SV-98的精度非常不错，100米距离上连续10发射击的弹着点散布不超过1/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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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制SV-98狙击步枪

当今俄军狙击手的训练时间远比其他国家军队要长，其中还包括长达一年的步兵和特种作战训练，这也是因为两次车臣战争中的教训得来的，尤其是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之间俄军进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战斗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俄军从未遇到的残酷的城市巷战，而俄军与车臣分裂主义分子之间的战斗到如今也未完全平息。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拥有一定数量的狙击手，但多是MVD（内务部）和FSB（原KGB）特别行动小组的狙击手。这些狙击手受过良好训练，但是他们习惯用类似于S. W. A. T（特警队）的战术进行战斗，不善于野战伪装以及在山区和城市边缘的乡村进行战斗，也没有反狙击作战经验。而车臣武装一方在熟悉地形的基础上，比俄军更懂得如何有效运用自己手中的狙击武器。车臣武装通常由3或4人组成战斗小组，由一名RPG火箭筒手，一名机枪手，一名装备SVD狙击步枪的狙击手和一名使用“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弹药手组成，战斗力很强。当狙击手向俄军开火一或两次后就会立即转移阵地，而当俄军还击时，支援小组就会在各自阵地上开火以掩护狙击手撤离。第一次车臣战争后，俄军吸取了作战中的教训，恢复了国家级的狙击手训练学校，狙击手的训练水平有所好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也采取了与车臣武装分子类似的战斗分队战术，也因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TIPS

造成俄军陷入被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俄军先前接受的训练是在战场上配合其他的力量实施地面进攻，而敌方也是普通固定防御力量。也就是说，俄军狙击手没有做好在城市废墟中进行狙击作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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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近年来仍在积极发展新型狙击步枪，并根据以往的作战使用经验在设计中大量参考借鉴。俄军认为7.62×54毫米狙击步枪专用弹是很有效的，在600米距离上杀伤力很理想，而12.7毫米的大口径弹药可以有效杀伤2000米以外的目标。近来，9毫米（9×39）的枪弹正在流行，俄军甚至还把使用5.45毫米加装消音器的步枪运用到了近距离狙击作战中去。如VSS“Vintorez”微声狙击步枪和VSK-94微声狙击步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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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Vintorez”微声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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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VSS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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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VSK-94的俄罗斯特种部队

法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也一直面临缺少高质量狙击步枪的局面。服役多年的7.62毫米FR-F1狙击步枪于20世纪80年代退役后，法国人在FR-F1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开发出FR-F2狙击步枪，该枪使用与其前身不同的脚架和枪托结构，护木改成金属，外覆塑料材料，脚架进行了加固并移到机匣前端以便于射手进行高低调整。枪管上套有一个塑料制的隔热套，既可减少热气对瞄准镜图像的干扰，也可降低武器的红外特征。FR-F2采用3.8x放大倍率的光学瞄准镜和普通机械瞄准具，有效射程800米。

FR-F2狙击步枪于1984年底设计定型并开始生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取代FR-F1装备法军。直到现在，FR-F2仍然普遍装备法国军队。由于射击精度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也成为法国反恐怖部队（如GIGN）的主要狙击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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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FR-F1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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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使用FR-F1狙击步枪的法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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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R-F1狙击步枪的法国特种部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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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FR F2狙击步枪的法国狙击手

[image: ]


从上到下分别为：PGM，FR-F1，FR-F2


 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

早在1918年初，德国人就成功开发出一种毫米口径反坦克步枪，该枪全长1.68米，但是枪管的长度就达983毫米，全枪重达17.7千克，这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上第一种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T-Gewehr M1918反坦克步枪。虽然该枪后坐力巨大，实战中曾有射击时枪托击伤射手锁骨的例子，但在当时的战场上该枪却是无所不能，几乎能击穿所有英军的狙击防盾、坦克的侧面装甲板，甚至破坏坦克装甲车辆内部的装备。T-Gewehr M1918反坦克步枪自这时起就体现出远距离狙击上巨大潜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对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开发非常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更是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了反坦克步枪，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坦克装甲车辆都加强了装甲防护能力，这种反坦克步枪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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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种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德国T-Gewehr M1918反坦克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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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PTRD-41式反坦克步枪安装在装甲车辆上的情景

将这种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用于射击人体目标自然是太浪费了，所以，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狙击战术。使用.338英寸口径马格南枪弹、.50英寸口径勃朗宁重弹甚至20毫米重弹可以有效摧毁飞机、导弹发射装置、指挥所、通信设施以及轻装甲目标。考虑到单发子弹一般不到5美元的价格，可以在914米外的距离上击毁价值相当于数千万美元的军用飞机等重要装备，实在是效费比非常高的作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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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8x“尤纳托”光学瞄准镜的.50口径“勃朗宁”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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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是：北约标准7.62毫米步枪弹、.338“马格南”弹、.50英寸“勃朗宁”机枪弹

在当今世界各国装备的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中，最著名和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美军的M82A1狙击步枪，该枪由是美国巴雷特（Barrett）公司生产，于1982年正式定型。1986年经改良后正式命名为M82A1。

M82A1在设计成功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美军军方的注意。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军采购了少量的M82A1作为试验用途，军方发现M82A1表现不错，于是采购了一批，但数量很少，仅为175支。但很快后续的订单便接踵而来，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沙特等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采购，曾先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巴尔干半岛冲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进行了实战使用，美军也终于在2003年8月将M82A1定型为M107远程狙击步枪。M82A1半自动狙击步枪采用枪管短后坐原理和半自动发射方式，原枪配用巴雷特公司的10x光学瞄准镜，而海军陆战队所用的则是与M40A1相同的10x“尤纳托”光学瞄准镜。M82A1狙击步枪的后坐力很小，其高效的枪口制退器减少了超过65％的后坐力，这就保证了射击时的舒适性及射击精度，但也带来了射击时扬尘过大的缺点。该枪全枪重达10千克，可使用12.7毫米M33标准弹和M8穿甲弹，有效射程达2000米。精确度也相当高，在1500米距离上连续10发射击弹着点散布不超过1.5英寸。1991年美军“沙漠风暴”行动中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狙击手肯尼斯·特瑞（Kenneth Terry）就曾在1100米距离上使用M82A1连续击毁两辆伊军装甲步兵战车。考虑到中东地区大风和扬沙的恶劣环境，取得这样的战绩实属不易。伊拉克战场上使用过该枪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甚至认为：要击中目标不再显得那么困难，只要找一个地方卧倒射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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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状态中的M82A1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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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138步兵团的狙击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示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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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M82A1外，远处的美军士兵使用的为MAG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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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名狙击手使用的为M82A1，中间一名使用的为M40A3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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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2A1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巴雷特公司创始人的朗尼．巴雷特（Ronnie Barrett）原本只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商业摄影师，是一名从未受过任何武器设计训练的一名枪械爱好者。



那么，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威力究竟如何呢？根据试验，M82A1使用的.50口径枪弹在400码（369米）距离上可击穿25毫米厚装甲钢板，在1615米距离上仍可击穿13毫米装甲钢板，这对于远距离狙击作战而言实在是作用非凡。不过也有人认为，象M82A1这样全枪战斗全重超过13千克、全长1.5米的反器材步枪携带和转移起来会非常不便，但实战证明即便如此，这种武器对于狙击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1987年，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在M87式狙击步枪的基础上还发展了一种手动枪机式12.7毫米口径反器材步枪，1993年将其定型为M93反器材狙击步枪，采用10发装弹匣和折叠式枪托，折叠后全枪长991毫米，全重9.5千克，该枪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陆军都有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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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维尔克”（Wilk）反器材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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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TAC-50的英军狙击手

.50口径也并非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唯一选择，英国国际精密公司（AI）于1997年出品的AWM狙击步枪就可选用.338口径“拉普·马格南”（Lapua Magnum）弹和.300口径“温彻斯特”马格南弹，当然AWM也有可发射.50口径枪弹的改型。不过，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选择的却是.338口径的型号，即L115A1狙击步枪。据说使用该枪弹的L115A1比其他口径弹药获得的威力和精度更大，可确保1000码距离上的首发命中。在约550米距离上连续10发射击的弹着点散布不超过约51毫米，5000发射击后仍能保证足够精度，该枪在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中都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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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在科索沃维和期间进行L115A1射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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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L115A1狙击步枪的射击练习

匈牙利也开发了可使用12.7毫米和14.5毫米口径枪弹的M3“杰帕德”（Gepard）狙击步枪，该枪全枪长1.5米，重18千克，在使用14.5毫米口径988克枪弹时，枪口初速可达1000米／秒，在600米距离上可穿透25毫米装甲钢板。


 弹药技术发展新动向

以远距离狙击作战和反器材为目的的狙击步枪，选择12.7毫米口径甚至更大口径是主流，而在近距离精确狙击、城市反恐以及警用维和等场合，小口径狙击步枪乃是最佳选择。但无论何种口径，想要在较大的射击距离上获得足够小的弹着点散布，就必须采用更精密的弹药。

以前苏联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军狙击手使用的一直是传统的步枪弹或AP穿甲弹，直到近年俄军才开始采用改进后的158克7.62×54R船尾狙击专用弹，即7N14狙击专用弹，该弹可靠性和威力均较以往有大幅提高，采用钢芯和铅芯，侵彻力更强，被广泛应用于SVD狙击步枪上。在英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生产“绿点”（Green Spot）7.62毫米竞赛级步枪弹，但由于试验效果不理想，后来采用的是5.56毫米竞赛弹。后续的改进工作近年来则一直在持续进行着，目的是为步兵提供一种射程更远、精确度更高、停止效应更好的枪弹。雷明顿公司开发出了一种6.8毫米枪弹系列，弹重120克左右，有效射程达600米，在城市环境下的中近距离狙击作战中可得到有效发挥。温彻斯特／奥林公司也成功开发出了7.62毫米制式步枪弹，在中距离上甚至可以对付轻装甲目标。而同样是7.62毫米口径的亚音速弹药仍在继续发展中，采用这类亚音速弹药的部分消音／无声狙击步枪射程甚至可达300米以上。

[image: ]


英国国际精密公司AS50大口径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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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狙击步枪将需要更精密的步枪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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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产的.303弹，从左至右：Mark VII、Mark VIIz、Mark 7、Mark 7z、Mark VIIIz、Mark 8z、比赛弹（低阻流线型弹头）、比赛弹（低阻流线型弹头）、比赛弹（低阻流线型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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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精密公司生产的0.338英寸口径Lapua狙击步枪射击瞬间的抛壳动作


 光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狙击步枪的技术水平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除了步枪本身和弹药技术的进步外，光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狙击步枪使用的光学瞄准镜一直朝更高的放大倍率方向发展，10×放大倍率逐渐成为主流，视场范围也较以前有显著提高。美军采用M24狙击步枪时，还采用了10×的“利奥珀德-史蒂文斯”（Leupold-Stevens）M3A光学瞄准镜，该光学瞄准镜采用覆膜技术，物镜直径达42毫米，镜头分划设定从100码到1000码。近年光学瞄准镜还朝着弱光条件下聚光能力更好的大口径物镜的方向发展，38至40毫米甚至更大口径（50毫米或56毫米）的目镜都很常见。不过，更大口径的物镜意味着光学瞄准镜的安装位置势必要提高，这就带来了安装困难和射手瞄准不便的缺点，所以现代狙击步枪的光学瞄准镜的目镜口径一般不超过5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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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24 SWS狙击步枪的美军狙击手

[image: ]


卡尔蔡司公司生产的一种新型6-24×72光学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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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用3-9×42的MINUTA瞄准镜的SVD新改型

俄罗斯的光学工业水平一向很高，光学瞄准镜的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SVD狙击步枪上使用的PSO-1和经改进的4×PSO-1M2光学瞄准镜。而SV-98狙击步枪上使用的则是3～6.5x可调倍率的1PN光学瞄准镜，为了确保寒区环境下的正常使用，1PN及其改进型1PN93-4光学瞄准镜的工作温度都在－50℃到＋50℃之间。

197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发明了Mil Dot系统用来在使用光学瞄准镜瞄准时估计目标的大小，一个Mil Dot的距离在约90米是9厘米。这样，在估计目标的大小后（如人的身高），即可判断与目标的距离以调整弹着点，该系统如今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

我们知道，光学瞄准镜的放大倍率越高，其视场范围就越小，但现代光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做到确保同时获得较大的放大倍率和较大的视场范围。光学玻璃也不再是镜头唯一可用的材料，一些光学瞄准镜已经开始使用合成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数控精密加工技术的发展使得光学镜头的设计制造比以往更加快捷，成本也越来越低。


 激光测距仪与夜视器材

现代光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光学瞄准镜上，手持式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和先进夜视器材的发展也极大的增强了狙击手的作战能力。

以激光测距仪为例，这类产品多由传统的光学器材厂商设计制造，如莱卡、宾得、尼康等以照相器材著称的光学器材公司，其设计生产的激光测距仪产品的精度已经可以达到在1000米距离上的误差不超过±1米。而小型化技术更使激光测距仪与光学瞄准镜的结合成为可能。俄罗斯生产的1PN83×3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夜视瞄准具之一，由喀山的KOMZ公司生产。这种装有激光目标指示器的先进的瞄准具，能够探测到300米以外的一个人大小的目标。


TIPS

我国已能生产制造价格在100美元以下的军用标准光学瞄准镜，其成像质量、放大倍率以及聚光能力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产品广泛应用于美国以及欧盟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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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夜视仪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最终被光增强系统淘汰了，可能会被探测到的有源发送方式从此不再被人使用。以美国的AN/PVS为代表的第一代微光夜视仪经过历年的改进如今已经非常小巧，性能也更加先进。美军最新的微光夜视仪AN/PVS-10与其前身——PVS-2相比个头简直微不足道。热成像仪也是非常有效的夜间探测和瞄准装置，它除了能在弱光条件下产生图像以外，还能透过某些类型的战场烟尘及其他障碍物而产生可用图像，并且完全无源，只有极端不利的天气条件才会对其工作性能造成影响。热成像仪可以看成是一种特制的电视摄像机，它是利用目标产生的红外线的热量产生图像，显示在小显示屏上。它不仅能够探测到产生热量的人或物，还能指示热辐射目标（如车辆、飞机等）的位置、部队目前受到来自何方的打击等。不过，热成像仪一般体积巨大而笨重，结构也很复杂，一般只限于安装在坦克炮塔上或者像反坦克导弹发射器那样的大型武器上。随着电子设备小型化方面的进展和改进，热成像仪的体积和重量如今已经大大缩小，完全可以由步兵和狙击手携带和操作。当然，这类夜视器材的发展也给狙击手带来了更大的威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利服诞生以来，狙击手的作战制服和伪装一直没有太大改变，而目标探测技术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意味着狙击手将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暴露的危险。

不过，人们在科学实验中还有些意外的发现，对21世纪的狙击作战将产生重要影响。一家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的名为“光谱动力系统”（Spectro Dynamic System）的公司曾就如何进行废煤渣进行重复利用的试验，在此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能够有效对抗红外线侦测的方法。士兵们穿上用这种方法进行特殊处理后的作战服，再结合一定程度的面部伪装，在试验中几乎完全不被探测系统发现。起初美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很大的怀疑，但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面前不得不表示认可。然而，声波探测器出现了，这种装置甚至可以探测到子弹的精确发射位置，而且可以装载到坦克装甲车辆上使用以实施被动防御，同时也有利于炮兵火力压制和反击，对于反狙击作战而言更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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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施密特-本德（Schmidt & Bender）生产的5-25×56警用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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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陆军AW G22 7.62毫米狙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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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精密公司出品的AW系列狙击步枪，安装了KN200夜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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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PAS-13热成像瞄准镜可以方便地安装在小型武器上，图为美军士兵训练使用这种高效而昂贵的武器


后记

狙击，曾在战争史上有过无数的辉煌，让无数的英雄从沉默中声名鹊起，也曾让勇敢的对手扼腕叹息。狙击手在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未来战场上打击敌人的方式将越来越多，但狙击作战并未因战争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过时。

通过本书我们了解到，优秀的狙击手乃是在战场上战斗技术最为全面的士兵。在很大程度上，装备并不是关键，因为拥有一支安装了光学瞄准镜的射手并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狙击手，相反，许多优秀狙击手的装备往往只是一只望远镜和一支普通步枪。近年来，狙击作战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几次较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也体现出不同于半世纪以前战争的特点，局部冲突和反恐战争的规模和力度有所加大。狙击手所特有的精确性与弹性选择目标的能力，使其能够比常规部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可见，在未来战争中，狙击手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目前关于战争中的狙击手的专业著作不多，本书在大量中外战争史实和权威资料的基础上，为读者展现了全面而真实的狙击手、狙击装备和狙击作战。如果本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将令我们倍感欣喜。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扬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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